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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党卫军炮兵团于1939年编成，在党卫军分遣师服役。这些部队是以陆军标准的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18型轻榴弹炮（leichte Feldhaubitze, leFH）进行训练的。


第一章　为战争而训练

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希特勒崛起，成为新成立的纳粹党党魁。

原本在纳粹党集会时负责安全勤务的单位是冲锋队（Sturmabteilung, SA），但在慕尼黑政变失败后，冲锋队和纳粹党都被当局查禁，不过当希特勒在公元1924年获释后，他十分明白自己需要一种新形态的贴身卫队，当局的禁令并不会让他打消这个念头。在每一个纳粹党主政的省（Gau）或地区，都有一小群人负责这类事务，这些当地的贴身卫队就叫做党卫军（Schutz Staffel, SS）。这些地方突击部队旋即因为作风强硬受到尊敬，因而能在纳粹党内巩固地位。

当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于1929年1月奉命担任党卫军最高长官时，党卫军的命运就此改变了。这名戴着眼镜、曾经从事养鸡业的农夫创造出了一个军事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组织。对希姆莱来说，他的党卫军将会变成德意志民族中的精英，未来所有的成员都会是种族出身纯净、体能合格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要忠诚，愿意为希特勒牺牲性命。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党卫军无疑已经成为纳粹党体系中的上流阶层。1934年，党卫军对罗姆（Röhm）及其党羽进行了血腥“清洗”，他们暗杀了多位冲锋队领导人；当希特勒在“清洗”冲锋队之后戏剧性地重掌大权时，冲锋队就被解除武装，实际上变成了纳粹党的一般雇员。随着冲锋队失势，党卫军巩固了统治权，希特勒感到放心许多，而组织党卫军武装部队部门的工作也就随之展开。不久之后，希特勒对希姆莱重申，希望成立一支武装的党卫军部队，能够像陆军一样在战场上流血牺牲，因此希姆莱马上着手编组党卫军分遣部队（SS-Verfügungstruppe, SS-VT），最后这支新成立的武装党卫军部队成为了整个党卫军师级部队的基础。

虽然一开始时，希特勒对于运用这支新党卫军分遣部队的态度没有那么公开，但他在1935年时却透露出战时党卫军分遣部队应该并入陆军行动的看法。在1933年至1939年间，数以千计的人加入这支意识形态崭新的精英武装部队，由希姆莱指挥的党卫军的力量因此日渐增长。

在早期，所有通过招募加入党卫军的人员，都要面对非常严格的筛选标准。他们的身高要符合要求，要处于青春年华，并且一定要有绝佳的视力。此外，每一位新加入的志愿人员都必须符合完美的种族特征标准，还要取得警察机关发出的良民证。对志愿人员来说，党卫军的招募标准相当严苛，而其训练也是同样艰苦。

初步的训练是在党卫军分遣部队各团所驻扎的城镇郊区的新兵训练站进行的，这些繁重庞杂的训练计划是由党卫军分遣部队监察、党卫军二级上将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一手建立。豪塞尔是党卫军中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官之一，他与另外两名经验丰富的军官——党卫军二级上将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和卡西乌斯·佛莱赫尔·冯·蒙提格尼（Cassius Freiherr von Montigny）严厉地将这些新兵队伍训练成精锐突击部队。

新兵的一天从早上6时开始，在吃早餐前要先进行一小时的体能训练，接着早上一般来说都是进行武器操作训练。在进行户外演习时，他们只能携带武器、弹药、水壶和野战服，并且不能像陆军部队那样被背负的重物压弯身子。在射击场上，他们要练习使用步枪，一旦他们熟悉技巧之后，就要接受步兵突击技能训练，当中包括用装上刺刀的步枪对着沙袋冲锋。每一位党卫军教官都非常强调进攻的重要性，也注重每一项可以将友军伤亡人数降到最低并迅速有效解决敌人的方法。与陆军的基本训练是一再演习不同，党卫军的训练重点在于增强体能和战斗技巧。


希特勒创造了党卫军。他让党卫军战士了解到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无论元首提出什么要求，他们都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为了提高每一位新进人员积极进取的精神，初步训练的一个主要特色就是拳击，练习拳击可以帮助一些人克服对疼痛天生的恐惧，接受拳击训练也可以强化党卫军新兵的体能适应度和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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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右方炮兵士官的帽子上有白帽带，手臂上也绑着白布条，代表他是演习中的裁判官，炮班的其他人员则全都佩戴着红—黄色演习用盔带。在训练中，军事单位通常会分成两方互相对抗，通过演习用盔带就可以识别是哪一方的士兵。这些炮兵人员严格地遵守训练程序。野战炮兵指挥部在炮兵服役手册中表示：“……为了能够在步兵战斗中发挥决定性力量（野战炮兵一定要）牺牲藏匿阵地的优势，并从开阔的阵地中提供最猛烈的火力支援……”事实上这种方法会导致灾难，而党卫军炮兵也会因为这种进攻性的态度而付出惨痛的人员伤亡代价。

此外，他们还会在教室里学习如何拆解、清洁并重新组合步枪，教官会用大幅的武器分解挂图来教导学员，详尽地解释每一个零件的功能，然后让他们拿自己的步枪来练习，不断地重复拆解步枪然后组装回去的程序，直到蒙住眼睛也可以做为止。对新兵而言，熟悉所使用的武器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因此，他们就得切实地连续操练几个小时，直到结束为止。

在训练期间，每一位新兵的耐力都达到极限，因为为了锻炼耐力，他们经常要长距离全副武装或部分武装徒步行军。另外当局也极为注重生活杂务，他们要熨平并缝补制服，还要想办法维护营区的整齐清洁，这些主要是在下午进行。晚上大致上来说是新兵的个人时间，许多人都选择休息放松，打扑克牌、下棋、阅读、听无线电或思念爱人。

新兵们每个星期至少要上三次正规的课，内容涵盖了纳粹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被非常彻底地灌输给新兵的党卫军哲学思想。讲师会教授各式各样的主题，特别是雅利安人高于“斯拉夫和犹太次等人”的种族优越理论。这些意识形态课程的目的是打造出全心全意相信崭新雅利安秩序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灌输几近狂热盲目的决心，愿意为元首奋战，即使是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新兵的训练一直都非常严苛，事实上在第一轮中，每三个新兵中就会有一个人无法通过基础训练；成功通过训练的新兵有资格参与结训游行，并在现场宣读党卫军誓词。之后，他会在某一所党卫军步兵或骑兵学校待上一年，接着返回慕尼黑参与另一场宣誓仪式，这当中他要宣誓无条件效忠希特勒，如此一来才能从一名党卫军新兵变成正式的党卫军士兵。此时，他已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卫军战士，机动敏捷，接受过既严厉又狂热的训练，并且因为对希特勒至死不渝的忠贞而泯灭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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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某所骑兵学校在准备进行游行仪式时，两门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轻榴弹炮被陈列在纳粹标志的两侧。所有党卫军分遣部队的成员都会在某一所党卫军步兵或骑兵学校待上一年的时间受训，之后再回到慕尼黑参与宣誓效忠希特勒的仪式。党卫军的训练着重在强化坚韧毅力和袍泽情谊，以训练出愿意为元首牺牲性命的党卫军官兵。

接受训练和党卫军哲学思想灌输的结果，就是造就党卫军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性命毫不在乎的人——对敌人的性命更是如此。宣誓无条件效忠之后，党卫军新兵就会脱胎换骨，加入某个新编成的武装党卫军师级部队，他在那里将会服从每一道命令——无论是射杀战俘，还是对平民犯下惨无人道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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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照片摄于1938年8月某个炮兵连演习期间，清楚地显示出部署在开阔地上的榴弹炮难以隐藏。炮兵训练教范中承认：“野战炮兵中个别的排或连，其配属的火炮和弹药运输车会构成十分显眼的目标，使军队易于暴露而成为攻击目标，在战场上也会被步兵武器攻击。”因此炮兵要接受训练来隐藏他们使用的火炮，只在最后一刻才会进入射击阵地。炮兵的训练非常折磨人，但在战争期间，炮兵火力却是党卫军和国防军成功的攻势或守势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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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8月入侵波兰之前，党卫军炮兵正在进行训练。如图，党卫军的炮兵正把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leFH 18轻型榴弹炮推至适当位置。炮兵的训练相当严格且深入，所有的炮兵都要全方位地学习如何操作他们的火炮，其中包括研读详细描述技术细节的操作手册，以及实际听取指示练习操作火炮。炮班人员全都要学习如何迅速且准确地瞄准目标，这是快速有效射击的先决条件。党卫军的摩托化炮兵团下辖3个营，共有36门10.5厘米口径轻型野战榴弹炮。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党卫军炮兵就归陆军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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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炮兵正在进行操作火炮、炮车和弹药运输车的训练。就在拍摄这张照片后两个月，这些人参与了进攻波兰的行动，从东普鲁士（East Prussia）出发向华沙（Warsaw）挺进。虽然党卫军各炮兵连在波兰的作战堪称成功，但由于缺乏重炮，在摧毁敌军要塞化防线和进行反炮兵射击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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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在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之前摄于训练场上的。令人惊异的是，虽然闪击战是德国军方发明的，但德国陆军在战争爆发时主要还是依靠马匹来进行运输工作。不过这对炮兵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大部分德军步兵都是徒步上战场，只有移动迅速的装甲师需要车辆拖曳的火炮或自走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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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7月在某所骑兵学校，一个党卫军分遣部队的炮兵连于拂晓时分展开训练。在战争初期，大部分德军的火炮都是由马匹拖曳。一旦火炮抵达射击阵地，炮兵就会把火炮从马匹身上卸下，把所有必要配件从炮车上取下，然后再把火炮推进射击阵地。对炮班人员来说更困难的是，当火炮要移动的时候，他们得想办法让马匹不乱动。任何德军单位所需的补给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马匹饲料。横越开阔乡野时的机动性也是一个大问题，在波兰战役期间，炮兵时常受到批评的地方就是无法紧跟步兵推进，更不用说装甲部队了。对新编成的党卫军炮兵团以及附属在三个被当成陆军单位的党卫军分遣部队各团的炮兵连来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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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6月德军调动前，炮手在严格的操练过后小憩片刻。图中这门火炮是莱茵金属（Rheinmetall）公司开发的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leFH 18轻型野战榴弹炮，是那个时期党卫军轻炮兵营的标准野战火炮。1939年6月，第一批部队开始向东边移动，以准备入侵波兰。德军第一阶段的调动作业在6月中旬至7月15日进行，当时有4个步兵师被调往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西里西亚（Silesia），另外又有5个步兵师在7月15日至8月4日出发。在某些情况下，被派往边境地区的部队在抵达作战区之前就又奉命返回原驻地，以平息波兰人对德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恐慌。这个党卫军炮兵连移防到东普鲁士，并被指派给一个陆军步兵师。他们在野战集结区搭起了许多帐篷，成为一大片营地，并设置了给水站、野战厨房和沐浴设施；集结区经过仔细的伪装，可避免敌机的空中侦察。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运输车队每日满载人员和装备抵达，而列车和各种运输车辆也不断运来并卸下新货物，比如战车、火炮和炮弹等。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各单位进入作战位置的庞大作业将会持续到攻击发起日当天及之后，当时预定在1939年8月26日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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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训练，准备作战。图为党卫军炮兵在德军调动入侵波兰之前面对镜头拍照，他们马上就要向东普鲁士方向移动，并在当地加入国防军的第3军团。第3军团下辖第1、第11、第12和第21步兵师，还有第217师、1个骑兵旅、1个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师。党卫军分遣部队的3个团被打散，并分别交由陆军指挥，而党卫军炮兵团则归肯夫（Kempf）师指挥。人员和单位都对这种“打散”的方式变得愈来愈熟悉，不只是波兰战役，日后其他的作战也是如此，一直到法国战役的时候，党卫军各团才会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战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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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夏季在明斯特拉格（Münsterlager）附近，党卫军炮兵在繁重的演习过后就地休息。党卫军炮兵就是在明斯特拉格建立的，而且一直要到入侵波兰前的两个月才宣布完成作战准备。党卫军炮兵团的团长是党卫军中校彼德·汉森（Peter Hansen），他在隶属陆军的训练军官的协助下，不断向手下官兵强调炮兵的首要任务就是摧毁敌军的反战车武器、战车和炮兵。不过在战争初期，党卫军缺乏长射程重型火炮，因此无法完全满足这几种要求。

[image: ]


图为在入侵波兰前，一群党卫军炮兵于训练期间使用通炮杆清理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轻型野战榴弹炮的炮管。类似图中这些马匹拖曳单位的人员都相当羡慕陆军少数几个机械化炮兵单位，他们是用半履带车来拖曳火炮的。马匹的速度慢，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火炮送到战场上。用履带车辆拖曳各式轻、重火炮不但快速、更简便，而且也有充足的座位可让所有炮班人员搭乘。在使用马匹的状况下，党卫军炮兵经常要花上更长的时间才能做好射击准备，工作耗费的体力也特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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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门在演习中经过严密伪装的火炮，注意炮兵头上演习时才会使用的盔带。红—黄色的盔带是用扣子扣在钢盔上的，而盔带上3条野战灰短布带连着的3个小金属钩则会钩在钢盔盔缘上。所有的人员都披着帐篷帆布（Zeltbahn），不使用帐篷帆布的时候，就会把它折叠好，再捆绑收纳到野战装备上。党卫军在战争期间并没有大量使用这种款式的单色帐篷帆布，这主要是国防军的个人装备。党卫军的帐篷帆布是迷彩的，虽然数量短缺，但还是一直生产到战争结束为止。党卫军用帐篷帆布最受欢迎的款式是“悬铃木”（plane tree）迷彩图样的两种变体版。在穿着的时候，帐篷帆布是从前方左右两边以及两腿中间扣住固定，然后两边再塞到肩膀下。（译注：这种帐篷帆布可当防水斗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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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正常的程序，炮兵人员要把树叶覆盖在炮管上，遮掩火炮的轮廓，以确保可以在开阔地上隐藏火炮。根据战斗经验，若要准备并进行成功的攻击行动，炮兵的支援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发起攻击前，炮兵的准备射击十分重要，其射击目的是摧毁或至少压制位于接触线和团级预备线之间的敌军反战车防御，并压制敌炮兵火力。每一名炮兵都知道，连续的反炮兵火力可以防止敌军炮击战车集结区或是中断己方战车进攻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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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门经过伪装的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野战榴弹炮正准备射击。在照片中，可以看到炮兵连的军官正在监督炮班人员作业。以连上每两门炮为单位，协助连长的排长或资深士官会大声复诵所有口令，确保手下炮兵严格且适当地执行连长的命令，并在行动的时候维持炮班人员的纪律。虽然大部分炮兵连军官都比较年轻，但有经验的士官也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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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演习裁判的监督下，炮班在模拟战斗的状况中发射10.5厘米（4.13英寸）口径榴弹炮的炮弹。党卫军的训练不断地向所有官兵灌输高昂士气及进攻精神，并让他们深信自己是政治和军事精英。当不用进行射击训练或演习的时候，所有新兵都要学习精神教育课程，教官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向新兵们解说党卫军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们优于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这类“次等人”的种族优越理论。虽然大部分的新兵都会上那些看起来没完没了的课程，不过当中多数会比较喜欢在射击场上测试自我的能力，或是参与长时间、技术性的战场模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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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隶属于党卫军分遣部队的炮兵拿着一枚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轻型野战榴弹炮炮弹对着镜头微笑留影。注意照片中特别设计用来安全输送炮弹的木制条板架。这些部队马上就要运送炮弹通过波兰境内一些路况奇差无比的道路。事实上波兰所有的道路都只是沙质小径，过度使用的结果使得他们实际上根本无法通行，特别是拖曳笨重火炮和沉重火炮弹药的马拉炮兵单位，更别提运输马匹饲料和人员粮食的车队了。在横扫波兰的装甲部队先锋的后方，马拉的炮兵单位和运输车队不可避免地远远落在后面，在某些地方，这种缺乏支援的状况会导致战线拉得过长。在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期间，对国防军和党卫军炮兵而言，这个问题给德国造成了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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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三名骷髅头总队的队员在繁重训练期间短暂休憩片刻，并合影留念。骷髅头总队在名义上虽然隶属于武装党卫军，但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维持集中营系统的正常运作。“骷髅师”警卫的训练工作是在位于达豪（Dachau）的新兵训练中心进行，对新兵们来说，训练非常地严格，会感觉日子过得特别漫长。他们的残酷在严苛，甚至时常致命地对待集中营囚犯的暴行中找到宣泄出口。“骷髅师”与其余武装党卫军部队的姿态相当不同，从许多方面而言，集中营的守卫是一群残忍且不守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人格特征就反映在其指挥官——精神变态杀人狂泰欧多·艾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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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支武装党卫军的仪仗队从军营出发，跟在军旗后方行军前进。对许多党卫军官兵来说，部队标志（Feldzeichen）拥有几乎等同宗教的重要性。每一个部队标志都由希特勒在纽伦堡（Nuremberg）举行的帝国党代表大会（Reichsparteitag）中“加持”：在会场上，这些标志都要和沾有在1923年慕尼黑政变期间牺牲的纳粹“烈士”鲜血的血旗（Blutfahne）触碰。自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起，武装党卫军就要负责执行仪式性任务，在国家或纳粹党的重大集会场合，这些士兵都要穿着搭配白色皮带、胸带、弹药包和白手套的仪队制服行军或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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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骷髅师”的新兵对着镜头留影。由于武装党卫军扩充迅速，导致制服短缺，特制的党卫军上衣因数量不足而无法分发，因此陆军公发的上衣就被拨给新编成的党卫军各师。从法国战役以后，党卫军穿着陆军公发上衣在党卫军中就渐渐变成常态，直到战争结束。但可用来区别党卫军制服和国防军官兵穿着的标准制服的特征，就是领子上代表党卫军的知名“闪电”标志，另一个知名（或应该说恶名昭彰）的标志就是骷髅头。所有党卫军官兵的帽徽都是骷髅头标志，不过在“骷髅师”中，骷髅头取代了领章上的卢恩文“Sig”标志，以纪念该单位在战前是源自于骷髅头总队，而基本的党卫军领章在战争期间则成为其他党卫军士兵的标准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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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党卫军的第三大单位是“骷髅师”。“骷髅师”的组成核心是所谓的骷髅头总队（Totenkopfverbände），也就是集中营的警卫部队，因此该师与坚守纪律的阿道夫·希特勒师或党卫军分遣部队没有共同之处。原本的“骷髅师”总计有1.5万名官兵，当中有大约7000人是来自于战前的骷髅头总队，其军官和士兵就在前线作战和集中营守卫的任务间轮调。在战争期间，轮调对许多党卫军单位来说是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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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一群骷髅头总队的士兵正在接受训练，看起来应该是在保养武器。“骷髅师”的教官十分强调进攻精神，反复地给新兵传授徒手作战的技巧，并训练他们白刃战的诀窍，还会严厉地教导他们应如何迅速克服敌军的抵抗，以将友军的伤亡降到最低。虽然这和国防军训练新兵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但陆军和党卫军训练的真正区别在于党卫军部队的政治教育课程。此种训练分成三个方面，士兵们必须每天在教室里接受政治训练，内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的党史、党卫军的种族理念，还要仔细地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共济会（Freemasonry）、布尔什维克主义（Bolshevism）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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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繁重累人的训练课程过后，骷髅头总队士兵于休息时间合影留念。党卫军士兵学习如何战斗，接受严格的体能训练，还要参与政治课程。也许他们每个人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党卫军高层努力详细地告诉麾下官兵，他们是一个精英组织的一部分，有专属的规则和条例。他们随即就了解服从、诚实和牺牲奉献的意义。从被招募加入党卫军并接受训练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军事精英的一部分，跟国防军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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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群士兵在一座党卫军的军营里合影。党卫军的训练过程包括非常严格的体能训练：吃完早餐后要进行深入的武器操作演练，之后则是进行几个小时的射击和徒手格斗训练；午餐过后，他们就要参加大规模的演习课程，接着是保养武器，然后在操场上进行体能训练。党卫军高层对于官兵的要求标准极高，因此体能和耐力非常重要。事实上，由于党卫军的训练十分严格，所以党卫军官兵的体能通常比国防军好，因而成为“完美雅利安”精英形象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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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的训练充满了危险，特别是进行实弹演习的时候。实弹演习的目的是让个别士兵能够习惯他们在战场上将会经历的状况，这种激进的训练方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伤亡，但党卫军方面深信“平时多训练、战时少流血”。这样的训练也让一般的党卫军士兵更愿意以元首之名而牺牲性命。如图，一名在实弹训练中丧命的士兵以全套的军礼仪式下葬，棺木上覆盖国旗，而他的M1935钢盔则依照传统放在棺木上，代表向死去的同僚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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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39年初的一场演习中，一群党卫军士兵与其连长合影。让武装党卫军在战争中成为强劲对手的是其进攻精神、对战斗彻底激进的态度以及认为党卫军官兵所向无敌的热切信念，他们即使是在战场上流下第一滴血之后，对此依然坚信不移。与一般士兵不同，战斗对党卫军这些人而言不只是一个工作，他们全都是志愿加入党卫军的，因此也不会厌恶征兵。对他们来说，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使得他们能够以无条件服从元首的心态投入战斗，即使是深入大部分士兵都没有见识过的几乎必死无疑的险境也面不改色。如同希姆莱曾经说的：“对他们来说，只有为元首服务，生命才有价值。”

[image: ]


图为参与演习中的党卫军士兵和霍希（Horch）越野车，注意霍希车后方的党卫军车牌。事实证明，从军事角度出发创造一部完美政治战斗机器的理念对加入的人有强烈吸引力，他们深信提升自己的体能和心智代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北欧日耳曼人，是完美且经得起考验的希特勒军事精英。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说，党卫军强有力的自我牺牲精神让他们在战场上面对各种逆境时能够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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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典型的党卫军衣柜，里面挂着上衣，并摆了两双长靴，此外还可以看到铝制餐盒和其他各种装备；至于在衣柜的顶端，两顶M1935钢盔整齐地摆放在折好且压平的衣服上；两侧则是表面有波浪纹的防毒面具罐。虽然党卫军极为注重战斗训练和体能耐力的培养，但所有的党卫军士兵也要进行日常清洁和家务工作，其中包括熨烫和缝补衣物等。这种形式的日常活动和一般陆军的十分类似，不过党卫军不会特别强调普鲁士传统的“吐口水擦亮”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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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入侵波兰前，一个党卫军炮兵连正在进行演习。一般来说，每门炮的炮班通常有5到6人，有经验的炮班每分钟至少可以射击4发炮弹。炮兵连的军官每隔2或3门炮会向他指挥的炮班下达射击口令，其中一名炮兵就会检查瞄准器，并大声喊出应修正的数据。在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轻型野战榴弹炮的后方可以看到几组弹药箱。在开火之前，炮手会从箱中取出弹药，然后把引信调整好，以准备进行下一轮齐射，因此经常可以见到火炮的旁边堆满上了雷管的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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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射击前，要先把炮弹推入炮管中，然后是装有特定数量药包的弹药筒，注意图中炮班人员身上挂着的防毒面具罐。在二次大战之前，炮兵接受的训练是在填弹和射击时要戴着防毒面具，不过在二次大战期间就不要求这样做了。他们是陆军肯夫装甲师和党卫军混合部队的一部分，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攻破波军在姆拉瓦（Mlawa）的防线，主要的难题在于党卫军的炮兵营只有轻型榴弹炮可用，且没有Ju 87斯图卡（Stuka）俯冲轰炸机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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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有趣的照片显示在1939年夏季期间，党卫军分遣部队在明斯特拉格的演习场上把火炮和补给移出训练营区的情形。在几个星期前，希特勒在希姆莱和众多国防军及党卫军高级军官的陪伴下，参观党卫军分遣部队在明斯特拉格进行的战斗演习，训练内容是大规模的战场模拟，由党卫军的德意志团进行，国防军的炮兵营则进行实弹炮击支援，党卫军部队也是使用实弹，表现出技巧高超的突击战术。希特勒对于这样的演习印象深刻，因此同意希姆莱建立第一个编制完整的党卫军师级部队。不久之后党卫军就取得了必要装备，开始编组一个党卫军炮兵团。不过随着战争的逼近，将党卫军分遣部队改编成党卫军分遣师的作业暂时中止，而其下辖单位，包括新编成的党卫军炮兵团，被并入国防军，以准备进行入侵波兰的行动。党卫军部队打得相当好，这使陆军中曾怀疑其训练内容和装备品质的人士不得不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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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初，“骷髅师”的部队在雪地里进行训练，不过一直要到1941年的冬季，这些人才会感受到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低温中战斗的艰辛。从身上的服装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并没有充足的装备可应付冬季作战。他们穿着的标准的陆军上衣是在整场战争期间党卫军全军的通用款式，不过他们另外还有迷彩的冬季与夏季罩衫、羊皮材质的可反穿外套和两件式雪地迷彩服。事实上，到了1942年，党卫军的战斗服装就已经比国防军的要好，可以承受得住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俄罗斯出现的最严酷气候的考验，1942年初的德米扬斯克（Demyansk）口袋会战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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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支“骷髅师”的分遣队准备接受校阅。虽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对于党卫军的武装单位有自己的看法，个别的国防军将领却十分欣赏党卫军杰出的技巧和耐力，但尽管如此，一些陆军的高级军官却对他们的高伤亡数字加以严厉批评，认为这就是党卫军没有接受适当训练以进行作战的证明。这样的数字一方面反映出党卫军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为了实现目标，党卫军比陆军更能够接受高伤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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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39年的冬季，四名看起来相当愉快的党卫军新兵在训练休息时间对着镜头微笑合影。根据希姆莱的看法，训练内容要尽可能逼真，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习惯他的武器，还要能够待在离友军炮弹落点不到57米的范围内”。党卫军高层认为，尽管有造成伤亡的危险，但一定要使用实弹进行演习，其理论根据就是“平时滴下的鲜血可以防止战时血流成河”。正是严格且残酷无情的训练，加上愿意战斗至死不休的意志，使得这些人在战场上表现得格外勇猛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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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39年初冬，一整列隶属于新编成的“骷髅师”的部队正准备参加演习。每一个人身上都背着捆好的军毯，穿着标准的陆军公发大衣，领章已经缝上党卫军的标志。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就是他们的身高十分整齐划一，刚开始时，所有申请加入党卫军的人身高至少要有178厘米（5英尺10英寸），体能状况也要健康。希姆莱坚持新兵的外表看起来一定要是纯正的北欧人种，每一名党卫军士兵“都要有好的身材比例，举例而言，小腿和大腿一定要对称，腿和身体也是，不然就是要体能优异符合要求，才能通过长距离的行军考验；至于对纪律的态度，士兵的表现不能就像一个下属一样，他的姿态、双手、举手投足都要能够与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理想一致”。这些新兵招募资格反映出希姆莱的“雅利安”意识形态，以及他想把党卫军变成一个崭新、经过品种改良的人类种族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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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某次冬季演习期间，“骷髅师”的部队排成纵队，从训练营地附近出发行军，他们的长官骑着马，引导麾下官兵穿越一座德国小镇。战争即将来临，而对指挥官来说重要的是党卫军的表现一定要优秀，才能够让人相信他们是战场上的军事精英。结果无疑地证明他们是二次大战时最有效的军事训练体系的结晶，如同希姆莱所说的：“……只有当党卫军站在最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才有可能执行这项任务，如果我们不经历流血牺牲、不在第一线奋战的话，就会失去枪毙那些躲在我们背后的胆小鬼的道义责任。对负有最崇高任务的党卫军分遣部队来说，这就是他们获准踏上战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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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武装部队而言，野战厨房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部队在战场上可以吃得饱，就能够更有效率地战斗，因为饥饿会使战斗效率迅速下滑，这点在冬季可说是格外正确。党卫军的野战口粮包括黑面包、罐头肉品或香肠、脱水蔬菜、果酱或蜂蜜、咖啡、糖和香烟。图中这个设在铁路货车上的野战厨房对于在国内举行的演习可说是相当适合，不过要喂饱一支推进中的部队则困难许多，而党卫军士兵则会携带所谓的铁伙食（Die Eiserne Portion）：罐头饼干、罐头肉品或肝肠，还有咖啡，通常能在紧急时维持一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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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党卫军的MG34机枪射手和副射手正在雪地里进行操练。尽管他们将会在东线经历恶劣的天气，但MG34机枪依然是一款坚固可靠的武器，可以承受酷寒的极地低温。机枪射手通常是机枪班中最有经验的士兵，他的搭档副射手在这张照片中则卧倒在射手的右侧，负责送弹带，并且确保让机枪随时保持在可射击的状态。一个典型的机枪班有四个人，当中两名经验最少的“菜鸟”要负责替机枪送弹带。党卫军的训练着重于机枪射手要想办法找到最有利的位置并布置防御阵地，以顺利阻挠敌军挺进。

[image: ]


图为1939年初，一名高级军官在雪地里检阅“骷髅师”的部队。一开始，应征加入原本的骷髅头总队要服役4年，然而在1938年时却延长到12年。在加入之前，所有的新兵都要先通过征召进入武装部队服役一段时间，虽然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他们接受基本军事训练，不过一旦他们按照国家规定服役完毕，就不是所有的新兵都会乐意再花一段时间服另一次役，所以到1939年5月，希特勒就下令在骷髅头总队服役的时间可以计入义务役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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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5月12日，“骷髅师”的部队向西行军，朝比利时边界方向前进，他们还要再等待四天才会进入战场。“骷髅师”由A集团军指挥，奉命越过荷兰南部进攻，接着穿越比利时，最后进入法国，并与霍特（Hoth）将军的第15装甲军会师。


第二章　低地国和法国

在公元1939年9月的波兰战役前，希姆莱麾下的武装党卫军从未在战场上一试身手。

紧接着在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把注意力转向即将在西方发动的战役，并决定将党卫军组织并扩充成一支编制更加庞大的战斗部队。他在1939年底时同意编组4个新的党卫军师级部队，到了1940年3月，这4个师的名称就已经公布，分别是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的阿道夫·希特勒师（Leibstandarte），以及新编成的党卫军分遣师（S S-Verfügungs）、“骷髅师”（Totenkopf）和警察师（Polizei）。

到了1940年5月初，大批德军已经沿着从瑞士一路北上至荷兰北部的德国西部边境集结，共计有104个步兵师、9个摩托化师和10个装甲师，兵力达250万人。这100多个师被划分成3个集团军：北边的B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团，由博克（von Bock）上将指挥，A集团军下辖4个军团，由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上将指挥，而C集团军的两个军团则由威廉·冯·李布（Wilhelm von Leeb）上将统辖。党卫军有两个师加入了这批大军的行列，即阿道夫·希特勒师和党卫军分遣师，“骷髅师”与警察师则留在预备队。

1940年5月9日/10日夜间，阿道夫·希特勒师和党卫军分遣师的元首团（Der Führer）进入攻击发起线，奉命与将在拂晓时分空降并夺取低地国重要桥梁和机场的空降部队会师。天刚亮时，阿道夫·希特勒师就开始突破荷兰边界，接着该师迅速向前推进80千米（50英里），前往位于兹沃勒（Zwolle）的第一个目标，荷兰陆军已经爆破了该地的桥梁，但党卫军部队拆下谷仓大门当成驳船使用，渡过了艾塞尔（Ijssel）河。

在同一时间，其他党卫军部队也开始担任先锋，穿越敌国领土。元首团在阿纳姆（Arnhem）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进，接着为了攻占格雷贝防线（Grebbe Line）而卷入激烈战斗中，党卫军分遣师的其余部队则朝摩迪约克（Moerdijk）挺进，伞兵（Fallschrimjäger）已经夺取了当地的桥梁。5月11日，一支法军纵队抵达蒂尔堡（Tilburg），然后在当天稍晚时就迎头被第9装甲师半数部队及党卫军分遣师包围。法军部队不顾一切地试图逃离德军装甲部队和党卫军摩托化步兵的攻击，最后在一阵混乱中被迫退往布瑞达（Breda）。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党卫军和国防军（Wehrmacht）士兵以不可阻挡之势前进，席卷了荷兰全境。在鹿特丹（Rotterdam）市区外，阿道夫·希特勒师布置攻击发起阵地，以准备突击荷兰首都。该市先是遭到猛烈轰炸，结果有800名平民丧命、7.8万人无家可归，接着阿道夫·希特勒师开入市区。荷兰当局在两个小时内接受了德国的投降条件，不过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的阿道夫·希特勒师还是继续战斗，对于敌军投降之事一无所知；他们对一群荷兰军官开火，结果误伤德军伞兵司令库特·斯图登特（Kurt Student）少将。

阿道夫·希特勒师在第二天进抵海牙（Hague），但这个时候荷兰陆军已经投降了。随着荷兰境内战事的结束，阿道夫·希特勒师以胜利者之姿迅速向北朝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前进，然后在当地又调头往南参加法国战役。

此刻，德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对比利时和法国的大攻势，而英军、法军和比军也正在全面撤退中。党卫军“骷髅师”奉命从预备队行列投入战场，趁着敌军一片混乱之际扩大战果。该师穿越那慕尔-夏勒维尔（Namur-Charleville）一路挺进，与第5和第7装甲师的先头单位会师。虽然党卫军部队奋战不懈，但该师还是遭受了在这场战争中的第一批伤亡：在5月19日至20日，共有16人阵亡、53人受伤。


“由背负着我的名号的阿道夫·希特勒师领导每一次攻击将会是你们的荣耀。”



——希特勒，1940年


在5月20日夜晚，德军终于抵达阿博维勒（Abbeville）以西索姆河（Somme）河口的英吉利海峡海岸，超过40个法军、英军和比军师——大约100万人——和南边法国陆军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在接下来的数天里，盟军部队绝望地进攻德军的突出部，试图与南边的法国主力部队一起重建阵线。盟军在阿拉斯（Arras）进攻强大的第7装甲师及精锐的党卫军“骷髅师”侧翼，虽然只是有限的攻击行动，但却彻底奇袭了德军这两个师，双方随即发生猛烈的战斗，这个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德军装甲部队和“骷髅师”阵脚大乱，损失惨重，但盟军最后还是停止攻击并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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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的部队在向康布雷（Cambrai）的北边和东边推进时，行经一辆被击毁的法国陆军车辆。虽然“骷髅师”蒙受了第一批战斗伤亡，总计有16人阵亡和53人负伤，不过该师事实上减轻了盟军对隆美尔（Rommel）第7装甲师的压力，并使得霍特将军的第15装甲军能继续迅速推进穿越法国。后来“骷髅师”在康布莱和阿图瓦（Artois）附近地区遇到严重的交通阻塞，卡在尘土飞扬的法国公路上动弹不得，不过该师马上又再度投入战斗，支援位于南边第8装甲师与北边第7装甲师间的鲁道夫·施密特（Rudolf Schmidt）将军指挥的第39摩托化军。

在此期间，位于阿河的第1装甲师正在压缩退往敦刻尔克（Dunkirk）港的盟军部队，阿道夫·希特勒师也附属于该师。阿道夫·希特勒师的第3营在5月24日时奉命攻占一座位于海峡以东、高度为42米（138英尺）的山丘瓦腾堡（Wattenberg），不过在攻击发起前不久，希特勒下达了一道令所有人不解的命令，要求所有的战车停止前进并就地坚守，但尽管如此，党卫军二级上将迪特里希师长还是选择了忽略希特勒的命令，下令阿道夫·希特勒师继续向瓦腾堡方向挺进，直到在柏乐采勒（Bollezelle）被顽强抵抗的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 BEF）挡住为止。

在5月26日夜间，希特勒撤回了暂停前进的命令，党卫军分遣师的日尔曼尼亚团（Germania）和元首团就紧急投入战斗，在德尼普（de-Nieppe）森林里打了一场血淋淋的战役；剩下的步兵团德意志团（Deutschland）暂时由第3装甲师管辖，参与了攻击位于梅维尔（Merville）附近律斯（Lys）运河的英军单位的行动，不过党卫军部队在当地遭到强硬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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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隶属于党卫军第4师“警察师”的官兵在一座遭战火蹂躏的法国小镇内休息。虽然警察师是在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的授权下编成的，但在这个时候，就技术上而言，该师还不能算是党卫军的部队。虽然陆军不同意希姆莱从一般大众中直接征召兵员，但希姆莱却能从他控制的警察体系中抽调人力，该师就是由隶属秩序警察（Ordnungspolizei）的警员组成。与其他党卫军师级部队不同的是，警察师其实是二级师，且并未彻底摩托化，也没有配备标准的党卫军装备，反而是以操作老旧和虏获装备为主。当警察师在法国战役期间获准行动时，他们尚未在战场上作战过，师内官兵的年龄也比其他党卫军官兵要大得多，此外他们缺乏训练、装备不足，国防军因此对该师没有太大信心。

随着西线战役第一阶段圆满成功，法国战役就开始了。1940年6月5日，德军装甲部队沿着整条战线发动攻击。当克莱斯特装甲兵团（Panzergruppe Kleist）横扫巴黎时，阿道夫·希特勒师和党卫军分遣师就加入挺进的主力部队的行列。党卫军的“骷髅师”从布洛涅（Boulogne）移防到圣波（St Pol），并在当地保持警戒。6月9日/10日，以马车为运输主力的警察师终于获得许可，能够发动一次攻势，该师在横渡埃纳（Aisne）河和阿登（Ardennes）运河时，与坚守到底的法军爆发了激烈战斗。

等到党卫军部队抵达法国首都巴黎的郊区时，法国政府已经放弃该市。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党卫军分遣师在内，穿越香槟区（Champagne）向勃艮第（Burgundy）的第戎（Dijon）前进，以防止法国陆军的残部撤往法国西南部。

1940年6月25日，也就是停火协定生效的这一天，“骷髅师”和党卫军分遣师已经逼近波尔多（Bordeaux）附近，准备占领海岸地带。在此期间，阿道夫·希特勒师则在圣埃蒂安（St Etienne）附近的新分界线以南，准备向北前往巴黎，以便参加胜利大游行，警察师则被编入预备队，沿着宏迪利（Rondilly）附近的上马斯河（Maas）一带驻防。

对党卫军来说，西线战役终于结束了。希特勒宣布：“根据这场战争的结果，我军装甲部队已经在世界史上为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而武装党卫军的官兵则同享此一荣耀。”随着希特勒的演说，武装党卫军（Waffen-SS）一词就成为这群精英战士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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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由党卫军上校马克斯·西蒙指挥的第1团的士兵正和其所俘虏的摩洛哥部队在一起。这个团隶属于“骷髅师”，已经越过桑布尔（Sambre）河，并朝勒卡托（Le Cateaux）和康布莱方向进军。实际上，“骷髅师”是第一批进入交战区的部队，并与摩洛哥部队进行了一连串艰苦巷战。法军部队随后在战车支援下发动反攻，但“骷髅师”的步兵激烈抵抗，逐退数次法军装甲部队的攻击。不过应该要注意的是，德军在对摩洛哥部队战斗的第一天中只俘虏了约100人，大部分投降的非洲部队官兵都被就地枪决，理由为他们是“次等人”。“骷髅师”犯下的暴行最多，但所有其他前线的党卫军师级部队都曾犯下类似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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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法国的康布莱地区，“骷髅师”第1步兵团的士兵正和一些俘虏到的摩洛哥部队士兵在一起。到了1940年5月20日接近中午时，“骷髅师”就已经成功肃清康布莱以北和以东的地区，俘虏了约1.6万人并获得大批战利品。在激烈的血战中，该团人员首次在战争中蒙受伤亡。他们宣称在该场会战中击毙了约200名摩洛哥士兵，而残存的100人最后选择投降。虽然无法确定这200名摩洛哥士兵当中到底多少人是被处决的，但毫无疑问极有可能是被有种族歧视倾向的“骷髅师”官兵枪毙的。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骷髅师”再度和法军单位接触，并填补了德军装甲部队迅速推进后留下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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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阿拉斯战区内，一群“骷髅师”的士兵站在一辆党卫军挎斗摩托车旁合影。1940年5月21日，“骷髅师”就是在这里遭到了英军和法军部队的痛击，第7装甲师的情况更糟，损失了20辆战车，反战车炮的损失同样也很多。虽然“骷髅师”蒙受严重损失，但还是继续沿着拉巴赛（La Bassée）运河河岸朝贝休恩（Bethune）城的方向挺进。这条运河是一道天然防线，当“骷髅师”进入城中准备越过该运河时，就遭遇英军顽强抵抗而被迫后撤，一直到5月24日，第3步兵团才在泰欧多·艾克的亲自领导下于下游渡河并建立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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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5月在法国作战的“骷髅师”机车兵。除了一般党卫军士兵使用的迷彩盔布和带扣之外，他还穿着陆军公发的摩托车大衣。这款大衣是由涂上橡胶的野战灰棉质斜纹布制成，所有缝线处均防水，衣领部分也是野战灰色，材质为羊毛，而早期的款式的颜色就像本图一样是深蓝色或深绿色。摩托车兵用的公发风镜有多种款式，在这张照片中他戴的是飞行员用风镜，在尘土飞扬的法国公路上，风镜是不可或缺的配备。此外他的装备很可能还有M1935地图袋、MP38冲锋枪或Kar 98K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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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欧多·艾克一手打造了纳粹的集中营系统以及负责维持集中营运作的骷髅头总队。当“骷髅师”在1939年10月成立时，他很自然地就成为该师师长。艾克是个残忍成性的家伙，他痛恨国防军，也瞧不起党卫军其他单位。尽管他生性傲慢且目空一切，但却是一位天才的指挥官，极受其下属的爱戴。艾克被视为是一位有能力的组织家，他把自己的坚定决心融入“骷髅师”的训练之中，进而打造出一支在战场上具有侵略性的难缠队伍。当德军入侵低地国和法国时，艾克得知他珍爱的“骷髅师”竟然得和二流的警察师一起担任预备队，感到愤怒不已；当“骷髅师”终于在1940年5月16日从预备队正式投入战场后，他决心要让其他党卫军和国防军部队见识他麾下部队的真正实力。“骷髅师”不负其所望，打得相当好，但也犯下了一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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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部队在指挥官的率领下行进，吸引许多好奇民众围观。1939年12月，“骷髅师”奉命移防至斯图加特（Stuttgart）以北的路德维希堡（Ludwigsberg），编入德军西线攻势的第二线预备队。让艾克心灰意冷的是他的手下在刚开始时只需要负责执行占领任务，但党卫军分遣师和阿道夫·希特勒师却可以参与第一波攻击行动。

[image: ]


由于希特勒在1940年5月26日下达令人惊异的暂停前进命令，在离拉巴赛运河不远处的“骷髅师”步兵没事可做，只能在路边眼睁睁地看着无数难民川流不息地穿越法国向西逃命。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在穿越法国进击期间面临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大批难民堵塞了原本就已拥挤的道路。英军和法军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当他们在德军装甲部队先锋前方迅速撤退时，还要面对持续不断的地面攻击和空袭，使状况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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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骷髅师”的机枪小组蹲在地上，准备操作装在34型机枪三脚架上的MG34机枪。他们隶属于戈策（Götze）的第3步兵团，而该团在第4装甲师的支援下于5月12日横扫了英军位于罗空（Locon）附近的阵地。在这个地区爆发的战斗格外激烈，但“骷髅师”的训练以及在法国战役展开前进行的精神教育，已经灌输给每一个党卫军士兵以无畏精神及坚定决心；虽然他们会因此冒许多风险，并蒙受惨重伤亡，但无人怀疑他们极为英勇的表现。国防军的将领认为艾克跟屠夫没什么两样，但一般来说他在战场上都会有所斩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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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布洛涅附近一处掩蔽良好的“骷髅师”阵地。“骷髅师”曾在1940年5月底暂时退出战场，并且有一段时间驻防在布洛涅周围。英军在英吉利海峡地区的指挥官威廉·福克斯-皮特（William Fox-Pitt）准将已经奉命防守该城至最后一人一弹。当他匆忙地在围绕该港的山丘布置防线时，英军部队在一阵密集炮火的袭击下，已经戏剧性地搭乘英国军舰疏散，离开了布洛涅。当德军部队逼近该港时，剩余的英军部队还在试着抢搭最后一艘船以撤离港口。当布洛涅于5月25日陷落后，克莱斯特装甲兵团宣称俘虏了超过2000人，当中有许多人是在突围时被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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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骷髅师”的炮手正在前进观测站中使用一具光学测距仪为炮兵连修正弹道。若炮弹落点不到目标或超过目标，他的任务就是要提出修正数据，以利己方炮火击中目标。观测站必须要在可以目视目标的范围以内才能提供准确的测距信息，这就是这名士兵要躲在高高的草地里的原因。图中这名党卫军士兵穿着独特的迷彩罩衫，钢盔上也有迷彩盔布，可以让他更加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在战争期间，迷彩罩衫是党卫军在军用服装领域最具创造力的贡献，因此，几乎所有现代军人在战场上都会穿着各式各样的迷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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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部队在法国作战期间小憩片刻。注意他们都穿着陆军公发的上衣。这是因为党卫军在1939年进行扩编，成立新的师级部队，所以党卫军制服的数量不足，无法配发，官兵们的制服因此式样不一，直到法国战役后党卫军官兵穿着陆军公发制服的状况才成为常态。注意“骷髅师”独特的骷髅头图案领章。图中这两名站在最前面的士兵都穿戴着步枪兵的标准配备，包括腰带和Kar 98K步枪弹药专用的弹药袋，另外还把M24棒状手榴弹插在腰带上以便于携带，左边的士兵还带了一个防毒斗篷袋。这个袋子的确适合以这种方式携带，但有时候士兵们会把它挂在背后，而不是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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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骷髅师”向南推进，参与击败法国陆军的最后一击期间，一辆卡车载着该师步兵前进。为了防止被进行空中侦察的敌机发现，车辆上已经插上了枝条加以伪装。另外还可以看到车上有卷起来的伪装网，如果车辆需要停放一段时间，就会盖上网子伪装。最后要注意摊开在引擎盖上作为空中识别用的国旗，至少到1943年为止，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单位都广泛使用有红、白、黑三色的国旗作为识别标志，以避免友军误击，不过之后盟军空中武力日益强大，他们就发现这面旗子会使他们成为打击目标。到了1944年，随着德国空军被赶出天空，党卫军就极少在车辆上摊开旗帜以利空中识别，不过一旦辨识出己方战机后，就会升起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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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向南挺进的时候，该师车辆沿着一条公路行驶。从图中还可以看到旁边空地有党卫军步兵待在一辆被丢弃的法军雷诺（Renault）R-35轻战车后方。1940年5月时，法国部队拥有3132辆现代化战车，当中约有900辆是雷诺R-35战车。R-35战车是轻战车，重10吨，装备有一门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火炮，法国陆军有20个战车营装备这款战车。不过法军手中可用的现代化装甲车辆数量虽然较多，但却是根据过时的准则来运用。相反地，德军明白该如何使用战车，他们运用战车的机动力，再加上协调良好的空中支援来包围盟军，所以双方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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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骷髅师”的高射炮班正在操作一门装在半履带炮兵牵引车上的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38型四联装自走高射炮。紧接着，在波兰战役之后新编成的党卫军分遣师成立了一个拥有3个连的轻型高射炮营，每个连都装备了12门Flak 38四联装高射炮，安装在Sd.Kfz.10半履带车上。这款高射炮能够发射重达0.12千克（0.26磅）的高爆弹、燃烧弹或穿甲弹，且4根炮管中任何一根都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发射多达450发炮弹。高射炮班人员穿着迷彩罩衫，但钢盔却没有搭配盔布，反而是套上了网子以固定住枝叶和杂草。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相当广泛，效果良好，可以彻底遮掩钢盔表面明显的轮廓，使已经躲起来的士兵更难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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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5月21日，“骷髅师”一门隐蔽良好的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Pak 35/36反战车炮正在阿拉斯附近监控敌军阵地。在这个时候，“骷髅师”拥有3个连的Pak 35/36反战车炮，每个连配备12门炮，此外，“骷髅师”的摩托化侦察营还有一个拖曳式反战车炮排，装备了3门反战车炮。到了德军发动侵略的时候，“骷髅师”加上党卫军其他各师在前线上共有90门Pak 35/36反战车炮可以使用。这款反战车炮是党卫军使用的第一款反战车炮，重432千克（952.5磅），装有一面倾斜的炮盾，发射实心穿甲弹时的炮口初速达到每秒762米（2500英尺），射程可达4025米（4400码）。这款反战车炮在波兰算是相当有效的武器，但无法贯穿法军B型战车和英军玛蒂尔达（Matilda）战车的厚重装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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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士兵在一座一次大战纪念碑前的空地休息。到了6月14日，英军已经被迫撤出欧洲大陆，而在战场上，法军有组织的抵抗也迅速崩溃，但法国陆军还有一大批部队仍困在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内。“骷髅师”加入其他党卫军师级部队的行列，追击残余的法国陆军。这场战役打到这一阶段，只有法国人组成的部队想到投降，但法国殖民地部队却仍试图抵抗，因为他们明白就算投降也没有生存的机会，党卫军会以他们是“次等种族”为理由当场枪毙他们。对“骷髅师”的官兵而言，穿越法国向南深入是一场大规模的扫荡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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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的车辆正停在一座法国小镇内。由官兵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相当地愉快，很可能是因为得知即将在法国战役中获胜的缘故。根据“骷髅师”战争日志，在1940年6月17日至19日，该师俘虏了约6088人，付出的代价只有5人阵亡和13人受伤。法国战役无疑证明了“骷髅师”的战力，虽然该师各指挥官因为经验不足而领导无方，但却在战斗中表现出勇气和适应力；不过在同一时间，“骷髅师”部分单位也已经显示出残暴本质，枪毙摩洛哥士兵和屠杀英军战俘的行为让他们的敌人相信武装党卫军是一群残暴的狂热分子，决心摧毁一切反抗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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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两名“骷髅师”的士兵正在阵亡的武装党卫军指挥官的坟前站岗，这张照片是在一场葬礼过后拍摄的。悬挂在他们身后的三面旗子，中间一面是党卫军的SS标志，两侧则是国旗。如同所有的党卫军军官葬礼，对党卫军士兵来说为阵亡同僚守灵是一个传统。虽然每一个士兵都会因为失去了自己的长官或同僚而哀伤，但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被效忠元首的誓言束缚，并已经承诺要永远服从，至死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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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向南推进的途中，穿着武装党卫军夏季迷彩罩衫的“骷髅师”工兵正在搭建一座木造便桥。法国战役是那种每一名党卫军士兵最喜欢的战斗，特别需要士兵们随机应变、大胆，还要具备最重要的速度。在这场战役期间，德军迅速推进背后的战略冲力是由装甲部队提供的。在开阔乡野间作战的法国陆军倍受打击，其残部一次又一次地被大胆深入的小股德军装甲部队以及小群武装精良的党卫军士兵牵制甚至被迫撤退。在法国战役的初期阶段，再明显不过的就是法国陆军上至元帅、下至基层士兵在战场上都无法和作战表现良好的对手匹敌。不过尽管德军在作战时使出浑身解数、奋勇向前，被孤立的法军口袋阵地仍死守到底，挺进的德军装甲部队在一些地方无法像在大部分状况中那样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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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底法军被击败后，一群“骷髅师”士兵合影留念。尽管“骷髅师”取得战功，但该师伤亡却比刚开始估计的高出不少。事实上，“骷髅师”在法国战役中大约有1152人阵亡，超过该师战力的10％，如此高的阵亡率不仅显示出党卫军士兵的大胆冲劲及在敌火下展现的勇气，也透露出“骷髅师”军官的毫无经验，在前线上领导许多单位冒不必要风险的实情。先前怀疑党卫军战力的国防军军官此时必须承认他们的英勇，但却无法理解他们的诸多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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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法国北部，“骷髅师”的通信营官兵正在操作无线电设备。这很可能是一座前进观测站，相关目标的信息会从这里发送给高级军官，他们再据以协调装甲单位的进攻路线。1940年时，大部分武装党卫军战斗部队都配备了迷彩罩衫，不但防水，而且可反穿，两面都印上了不同的迷彩花纹，其中一面主要是以绿色为主，适合在春、夏两季使用，另一面则是棕色，适合在秋、冬使用。虽然迷彩花样不一，但所有党卫军官兵穿的迷彩罩衫的特征，均为叶片形色块和斑点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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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法国战役期间，依靠马匹运输物资的警察师士兵。即使是到了1940年，德军武装部队的后勤运输有超过75％仍要依赖马匹。跟在少数几个装甲师后面的国防军及党卫军主力部队不是徒步，就是搭乘缓慢的马车推进。虽然希特勒极力想要让德国陆军成为一支完全机械化的劲旅，但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时，大部分师级部队还是以马匹拖曳为主。在1940年的西线上，有超过10万匹马参与了法国战役的最初阶段，由此可见德国战争机器对马匹的依赖；一年之后投入苏联战场的马匹数量更胜于此。国防军和党卫军广泛使用马匹，它们不但要运送弹药与补给，还要拖曳火炮。德军骑兵单位也被部署在西线上，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执行安全警戒以及侦察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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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隶属于警察师的士兵在深入挺进法国境内时休息片刻。警察师官兵佩戴了许多种不同的徽章，比如，原本的警察徽章就会继续沿用下去，他们的制服也是陆军及党卫军制服混合搭配，而装备与阿道夫·希特勒师那样的党卫军精锐部队相比则是老旧许多。在法国战役刚开始时，警察师被留在预备队中，驻防在C集团军上莱茵战线后方的图宾根（Tübingen），虽然该师在法国参与的行动不多，但当他们渡过埃纳河的时候，面对敌军的坚强抵抗却打得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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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初于法国境内，一群隶属于“骷髅师”某团的机车兵在经历令人疲惫的推进任务后，终于获得了充分休息。他们全都穿着标准的双排扣胶面机车大衣。在穿着这件摩托车用防水大衣时，还要搭配陆军帆布以及皮质公发手套或布质连指手套，还有套鞋和绑腿，或是穿着一般的靴子。这三名机车兵都配有暗灰色抛光的M35/40钢盔，注意漆在钢盔左侧独特的党卫军盾形徽章。在法国战场上，许多党卫军士兵都会把泥巴涂在钢盔上，因为他们发现让钢盔表面不反光有助于降低在隐蔽时被发现的概率，另外也会抹上泥巴把党卫军SS符号和国社党标志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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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巴赛运河附近，两名“骷髅师”的士兵正在一辆Sd.Kfz.221轻装甲车上看着地图讨论战况。饱受挫折的“骷髅师”部队在面对英军坚强抵抗而蒙受重大伤亡后，就在这里奉命杀害了97名沦为战俘的皇家诺福克团（Royal Norfolk Regiment）士兵。这些英军士兵被包围在勒帕哈迪（Le Paradis）村附近的一座农舍内，用光了子弹，最后不得不举起白旗，不情愿地走出农舍向“骷髅师”第2团第1营第14连投降。当时现场的最高军官党卫军中尉弗里兹·克诺贺莱（Fritz Knöchlein）命令属下带领这些英军战俘穿越附近一条道路，来到一座谷仓前的空地上，他们随后在那里遭到党卫军机枪扫射而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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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第4师“警察师”的士兵把一辆马拉货车移到路旁，并开始卸货，特别有趣的是两名无线电操作员看起来不是在发信，就是在接收信号，他们都在M1938野战帽（Feldmütze）外戴着耳机。所有党卫军士兵都穿着德国陆军M1936制服，而M1935钢盔上则有国防军式的老鹰及“卐”字标志，此外也都穿着黑色行军用皮靴，个人装备也都是国防军公发款式，包括防毒面具罐、卷起的帐篷帆布、面包袋、马口铁饭盒、掘壕工具、刺刀、通用腰带以及Kar 98K弹药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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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辆装有3.7厘米（1.45英寸）口径主炮的3号战车为警察师的先头单位提供火力支援。当党卫军进攻时，他们也会以小编队前进，并由重兵器和战车掩护，而且会和战车保持一段距离，因为战车会吸引最密集的敌火。当一个战车连和步兵进行协同攻击时，一般来说会有2个排在第一线，1个排殿后，第4个排则担任预备队。当警察师在1940年6月终于获准行动时，德军装甲部队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因此需要装甲部队支援的状况就愈来愈少了；有些装甲单位发现他们超前步兵达24千米（15英里）远，且极少与敌军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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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警察师两名阵亡士兵的坟墓，刚填回的土已经用白漆刷上党卫军的SS符号。这种形式的葬礼算是常见，对军官和士官而言更是如此。这种葬礼大部分是为在行动中阵亡的党卫军官兵举行的，且仪式经过特别安排以符合纳粹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和希姆莱的“雅利安—北欧种族战士”概念有关。对党卫军最高长官而言，党卫军士兵是新雅利安人的模范，如果这个“战士”在战场上牺牲，就会以“黑色军团”的英雄身份在葬礼上获得表彰。党卫军的葬礼几乎可说是一个神秘的场合，会让出席葬礼的人相信他不只是在种族方面优越，而且是根据一个共同信条而团结在一起的精英战士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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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警察师第1警察步兵团第8连一名26岁的士兵卡尔·柯赫（Karl Koch）的坟墓。他在1940年6月10日于法国阵亡，三天之后德国陆军就成功进入巴黎。在法国作战期间，党卫军就算遇到坚强抵抗也不改英勇本色。警察师被认为是二线单位，因为装备不佳、人员素质较低，因此于法国境内蒙受惨重损失。在警察师于西线上短暂战斗期间，该师下辖单位时常发现他们的进展缓慢，为了战胜进行强烈抵抗的孤立法军单位，往往必须火力全开，甚至进行激烈的徒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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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12日，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师的部队正越过马恩（Marne）河上一座被摧毁的桥梁。阿道夫·希特勒师的第2营抵达马恩河，接着就在圣埃维吉（St Avige）附近渡河，到了当天晚上便切断了主铁路线，深夜时分该营就退出第一线。在这段时间，党卫军官兵看着西线上的战争转变成一场追击战，西方盟国无力阻挡德军前进的情况马上变得十分明显。摩托化的阿道夫·希特勒师持续进行凶猛追击，而速度较慢的师则在后方进行扫荡作战。到了6月21日，阿道夫·希特勒师就已经进抵圣埃蒂耶纳，当地有大批敌军投降；至于在阿道夫·希特勒师的侧翼，“骷髅师”的士兵协助肃清敌军残部，其侦察单位于塔哈赫（Tarare）与法国殖民地部队爆发了一场激战，结果俘虏了约6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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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警察师的官兵在一块空地上休息，等待下一步行动的指示。该师第一次接受战斗考验是在阿登运河接受任务突击渡过埃纳河时，在时间上比其他部队慢了一点；一旦占领这个区域里的目标后，该师就朝阿尔贡森林（Argonne Forest）方向移动，并攻打勒伊斯雷特（Les Islettes）镇。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6月18日，德军部队在当天夺占了雷恩（Rennes），而第5装甲师则抵达布雷斯特（Brest）。两天后，也就是1940年6月20日，警察师就撤出战场，重新被编入预备队中。不过警察师仍继续留在法国，直到又被编入前线部队，于1941年移防到东普鲁士，准备参与入侵苏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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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警察师的士兵越过阿登运河。令人惊异的是，脚踏车看起来似乎相当管用。虽然复杂的地形严重妨碍部队行动，但法国乡间地形相对平坦，适合运用脚踏车这种运输工具。士兵们的武装是Kar 98K步枪，他们用背带把枪挂在背后。Kar 98K步枪的口径为7.92毫米（0.31英寸），是毛瑟（Mauser）设计的手动步枪，年代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为德军在大部分战争时间里的标准步枪。Kar 98K步枪可装填5发子弹，重仅4千克（8.8磅），枪口初速为每秒785米（2574英尺）。虽然德国的工厂大量生产了这款步枪，但仍不能满足前线需求，所以党卫军也会使用各式各样虏获的外国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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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穿越阿登地区的途中，一辆补给马车正通过一条看起来已经承受很多重物通行的壕沟。为了防止车辆陷入泥沼中或是要盖住不良的道路路面，标准做法是把圆木铺在路面上，如此一来车辆可以较轻易地通过。图中这些人隶属于警察师，因为该师并未摩托化，主要是依赖马匹运输，因此其部队发现穿越阿登地区森林前进的过程相当具有挑战性。当一年以后警察师在苏联作战时，将会接收一些履带车辆，以克服载运人员、装备和马匹越过复杂地形的问题。但即便如此，到了1941年秋冬期间，部队还是无法面对东线上所体验到的恐怖状况。不过即使是在法国，万一降下倾盆大雨，该师赖以运作的马匹运输也将无法发挥作用。

[image: ]


图为1940年6月，一群警察师的军官与该师的党卫军摄影官会面。在通过柏林的宣传部将新闻传递给德国大众的过程中，摄影官虽然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他们许多人都奉命不得透露党卫军执行一般勤务的细节，只能想办法展现出其强大威猛的一面，将党卫军塑造成英雄。因此就算是在战场上的生死关头，摄影官也不得不展示出官兵看起来正在从事实际行动实际是摆好姿势所拍的照片，以随时确保每一张都是构图良好、对焦准确、高品质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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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0年6月法国战役后期阶段的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师炮兵营。虽然战争到了这个阶段，阿道夫·希特勒师实际上是在进行追击战，但在前线的某些地段还是会不时爆发激战。举例而言，1940年6月19日，附属在第19装甲师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必须攻击设在一座横跨阿列（Allier）河的桥梁上的路障，经过一番激烈交火，法军部队在党卫军攻占桥梁前顺利对其爆破；到了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师再度发动攻势，进攻圣埃蒂耶纳，于战斗中再度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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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阿道夫·希特勒师某团的新任指挥官正在问候巡视手下官兵，他戴着野战灰色的M1937大盘帽。所有党卫军大盘帽上的徽章都包括老鹰和“卐”字符号，以及代表党卫军的骷髅头图案，其中老鹰标志的设计与陆军及海军的老鹰标志不同。图中的士兵则是穿着陆军款式的M1940上衣，领子上的右领章是典型的战时机器绣SS符号，左领章则是一块黑色羊毛章，上有镶边的党卫军一等兵（SS-Sturmmann）级别杠。上衣的肩上有白色滚边，但可快拔的羊毛材质单位章并没有绣上阿道夫·希特勒师的“LAH”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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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典型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党卫军一等兵，他正在执行警戒任务。他的武器是一把Kar98K手动枪机步枪，并佩带着标准的步兵用腰带及弹药袋。他的钢盔是M1935/40钢盔，右侧有第一款代表党卫军的SS标志，这个SS标志一直是个受欢迎的特色，直到1943年才被正式废止，但到战争结束时还是看得见。这名士兵穿着现役人员专用的M1940上衣，阿道夫·希特勒亲卫队师的所有士兵都穿着这款上衣。在战争期间，隶属该师的官兵佩戴的最著名标志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袖条，这款袖条戴在左袖上，上有苏特林（Sütterlin）字体的元首希特勒的签名。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个特征大致上就没有更动变化，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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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穿越法国的行动基本上算是一场扫荡作战，“骷髅师”在6月17日至19日间俘虏了6088人，该师的战争日志还提到一个侦察营在6月20日接受了1300名法军投降。虽然直到1940年6月“骷髅师”一直担任预备队，但法国战役证明了该师无疑是一支钢铁劲旅。不过“骷髅师”也付出了高昂代价，他们伤亡非常惨重，共折损了1152人，大部分的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达成他们认定的重要目标的。他们是一群狂热的军人，不相信“战败”这个字眼，也没有人了解在战场上面对敌人时的道德和奴性，结果“骷髅师”的残暴野蛮倾向就给他们在战场上的成就蒙上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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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隶属于党卫军精锐部队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士兵。一开始，阿道夫·希特勒师是希特勒的贴身卫队，由1933年的连级规模成长至1940年的加强团，到了战争结束时更成为一个战力坚强的特大装甲师。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6月5日，德军140个师在当天发动法国战役，阿道夫·希特勒师和党卫军分遣师都是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一部分，朝巴黎方向推进。在进军的时候，党卫军各单位一路向南追击撤退中的法军部队，途中极少休息，于6月12日渡过马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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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警察师部队在推进途中于一座法国小镇上休息。警察师是一个主要依赖马匹运输的单位，但由于该师在西方的作战行动有限，这样的状况并不会严重妨碍其前进。大部分士兵都跟在吃力前进的马匹旁边，行军了一大段距离。他们极为依赖这些驮兽，且由于德国武装部队极缺车辆，马匹是唯一的动力来源。但与所有的战争一样，在战场上受苦受难的不是只有人类而已，动物也是一样，特别是马匹，可说是鞠躬尽瘁。在西线上大部分的状况下，马匹也会被炮弹炸死，或是遭到战斗机机枪扫射而死，还有许多马匹是因为拖曳火炮或补给物资力竭而死。不过一直到德军在东线发动战争时，损失才变得十分巨大，平均一天有1000匹马死在辽阔的苏联领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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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一座法国小城里，党卫军部队在激烈的战斗后小憩片刻。在继续前进之前，这些警察师的官兵正在等候命令。他们大部分人手上都还拿着Kar 98K手动枪机步枪，暗示着这个地区还不是彻底安全。由于步枪短缺，意味着该师会使用一些外国制和较老旧的枪；至于在冲锋枪方面，警察师一直要到在东线作战之后才大量配发MP38/40冲锋枪。不过该师也曾接收一些少量的早期型枪，像是伯格曼（Bergmann）的MP28冲锋枪，这是一款精巧的枪械，使用过的人大多认为其设计较为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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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骷髅师”部队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行军，一路向南推进，参与打败法国陆军的最后一击。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6月14日，“骷髅师”就是在这一天推进到马恩河以南的。“骷髅师”已经遭到一次失败——在5月的最后一周，该师的伤亡至少有1140人，当中包括300名军官，由于损失过于严重，希姆莱强迫艾克接收300名未完成训练的军官干部，以使该师在战场上能够继续运作。结果当官兵们再度向南挺进时，他们还是打得相当好，表现出极佳的技巧和毅力，不过这样的大无畏精神最后却变质成了可怕的暴行。在第戎附近，“骷髅师”第2团第2营第5连与摩洛哥部队爆发惨烈战斗，因为这些殖民地士兵被认为是“劣等种族”和“次等人”，因此投降的摩洛哥士兵都被立即枪决。“骷髅师”无情地往南挺进，而敌军当中只有由白人组成的部队会设法向他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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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群警察师官兵在为阵亡的伙伴挖坟，而他们的同僚则在一旁等待。如果有许多场葬礼要举行的话，士兵们就得挖较大的多人墓穴，之后依序摆放阵亡士兵的遗体，一具接着一具整齐排列，覆上泥土，最后再把十字架或党卫军SS符号竖立在每一具遗体的旁边。一般而言，军官都埋葬在单人墓穴里，并以整套的党卫军仪式举行葬礼。警察师在法国的损失低于其他的党卫军单位，主要是因为警察师是二线单位，对敌作战的时间较短，范围有限。

[image: ]


图为在法国北部，两名隶属于警察师的士兵在一块空地上卧倒。虽然从这张照片看他们好像正在作战，但这张照片更有可能是模拟照片，否则的话摄影官的位置会太过暴露。其中一名士兵的武器为Kar 98K手动枪机步枪，而他的伙伴拿的看起来像是MP38冲锋枪。MP38冲锋枪重4.1千克（9磅），有效射程为200米（220码），在全自动射击时射速可达每分钟500发。MP38冲锋枪可说是二次大战期间最成功的冲锋枪之一，被党卫军广泛使用，士兵们喜欢这把枪的理由不只是在于它拥有高射速，还在于它重量轻、便于携带、在战斗中可靠耐用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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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0年6月16日，也就是巴黎市陷落后不久，阿道夫·希特勒师的笛鼓队行军穿越该市市区。图中军乐队队员都佩带专用的军乐队肩饰（Schwalbennest），这是一种传统的装饰，欧洲国家军乐队的队员都会佩带，也会通过颜色显示出佩带者服役的军种。校阅地点位于福煦大道（Avenue Foch），就在凯旋门（Arc de Triomphe）和多芬门（Port Dauphine）的中间。由于德军占领巴黎，党卫军因此要举行庆祝活动。事实上，当德军占领巴黎的消息传到阿道夫·希特勒师位于埃特赫皮里（Etrepilly）的营地时，该师官兵兴奋异常，有一些人甚至敲响了小村教堂里的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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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马恩河以南，“骷髅师”部队正全速追击法国陆军最后的残部。图中大部分的人都把步枪扛在肩上，这样一来比较省力。1940年6月14日，“骷髅师”得知巴黎陷落的消息，虽然真正的法国战役已经结束，但这些士兵仍要提防该地区内几个被孤立的法军口袋阵地的抵抗。在接下来的11天里，“骷髅师”继续往南前进，并经历了几场血腥战斗，其中有些激烈到党卫军士兵被迫进行逐屋巷战。面对这些精锐的“骷髅师”官兵，法军和摩洛哥部队的官兵都表现得十分英勇。在几场会战中，法国部队的人数超过德军，达到2:1，甚至3:1的优势，但“骷髅师”的狂热不懈和英勇善战却使其能够不断克服险恶的战局，并顺利克敌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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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6月21日，警察师的部队在勒伊斯雷特镇附近扎营，此时警察师已经被编回预备队中。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该师继续驻扎在法国，直到最后被调到东线上为止。尽管警察师曾经短暂地和其他党卫军部队并肩作战，但该师却不被认为是纯正的党卫军单位。1942年在苏联时，警察师进行了些微调整，不只收到党卫军制服，其官兵也得到一组袖带，上有苏特林字体“第4警察师”字样，不过许多警察师的士兵还是会穿着秩序警察或陆军的制服。到战争结束时，警察师的规模还进行了扩充，成为党卫军第4装甲掷弹兵师“警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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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40年6月16日，照片中“骷髅师”的部队正朝马恩河以南方向推进。在短短九天的时间里，“骷髅师”就已经包围了法国陆军最后的残余部队，并将他们送往后方临时设立的战俘营。到了6月25日，该师就奉命执行占领波尔多以南靠近西班牙边界地区的任务，“骷髅师”的官兵因此得以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到了停火协定在6月25日生效的时候，其他德军先锋部队已经深入将会成为法国“自由区”的地方，也就是停火协定中维希（Vichy）政府的辖区。德军装甲部队已经进抵里昂（Lyon）以南，直至波尔多城外，而德军的摩托化车辆也一度进入维希市内，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官兵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当停火协定生效后，这些部队就会开始逐步撤往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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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14日，德国国防军攻占巴黎，法国总理雷诺（Reynaud）于两天后辞职，空缺由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元帅接任，这位高龄的凡尔登（Verdun）英雄立即和德国人接触，谈判停火事宜。在同一天，德军部队举行胜利大阅兵，兴高采烈地在巴黎市区的福煦大道行军。如图，游行的笛鼓队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马路跟在布里森（Briesen）将军的第30步兵师的后面前进。在穿越巴黎市区的胜利大阅兵中，国防军是当中的主角，参与这场军事盛会的党卫军只占了相当少一部分。事实上，在西线战役期间，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的官方每日报告曾经提到参战的有陆海空三军，但却没有党卫军，不过党卫军在1940年于西线战场上做出的贡献终究获得公众承认，甚至连希特勒本人在对帝国国会（Reichstag）的一场演说中也总结了德军在法国赢得的巨大胜利，赞扬了全体参与这场战役的德军部队，他向台下听众表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几个军种的架构下，陆军各师与党卫军各团都英勇奋战不懈”。对于战争的结果，他又补充：“我德军装甲部队已经在世界史上为自己留下了一席之地，而武装党卫军的官兵则同享此一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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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军乐队排着整齐的队形，在福煦大道上凯旋门旁转弯行进，一名摩托车兵骑着挎斗摩托车引导乐队前进。最靠近相机镜头的士兵是一名党卫军一等兵，很有可能是党卫军警察师的人员，戴着M1935钢盔，暗示着他很可能在执行警戒任务，而他的同僚就站在右边观赏庆典，他们全都戴着M1938野战帽或是船形帽，上头都有党卫军的骷髅头标志。穿越巴黎市区的胜利大阅兵主要是由国防军部队担纲演出，党卫军方面则由阿道夫·希特勒师为代表参与。虽然德军就算不出动党卫军部队也能够在1940年于西线取得胜利，但这些精锐部队仍在这场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成功并不在“量”，而是在“质”。除了警察师之外，1940年时国防军的步兵师没有几个能够跟上迅速机动的装甲师，在大部分状况下都是党卫军各师才有办法紧跟着战车快速挺进；在这样令人筋疲力尽的作战中，由于建立了“赫赫战功”，这批德意志的雅利安精英最终才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的陆军同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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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1年4月的巴尔干战役初期阶段中，帝国师的士兵在泥泞中推着挎斗摩托车奋力前进。


第三章　巴尔干战役

公元1940年10月，意大利入侵希腊。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意大利军就被希腊部队击退，撤回阿尔巴尼亚境内。

希特勒对于巴尔干半岛上轴心国形势的状况愈来愈不悦，因此责成麾下的陆军高层准备一份进攻希腊的计划。到了1940年12月中旬，德军入侵希腊作战就已经进行到计划的最后阶段了，代号为“玛莉塔作战”（Operation Marita）。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大批德军就朝向罗马尼亚南部推进。1941年2月，阿道夫·希特勒师加入到入侵部队的行列，由李斯特（List）将军的第12军团管辖；一个月之后，党卫军帝国师（Reich，也就是先前的党卫军分遣师）就从法国移防到罗马尼亚南部的蒂米什瓦拉（Temesvar），以便与第2军团共同执行入侵南斯拉夫的作战任务。

对帝国师而言，从法国移防到罗马尼亚的路程花了他们好大一番功夫，不但中途遇上交通阻塞、燃料用罄、车辆故障的问题，超载的卡车在地势险峻的山区中还要奋力赶上车队。虽然有这么倒霉的开始，但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兵随即在战斗中证明自己依然英勇过人。

4月6日，德军对贝尔格莱德（Belgrade）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接着德军的装甲步兵纵队就以世人熟悉的闪击战（Blitzkrieg）战术突破了南斯拉夫的边界。帝国师奉豪塞尔将军之命，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贝尔格莱德。4月11日，他向麾下人马发布一道命令，告诉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帝国师一定要攻占贝尔格莱德的桥梁，成为第一批进入该市的部队……”接着帝国师的一小群部队就开始奋力向前，在大雨泥泞中跋涉，不断地击溃敌军顽强的抵抗，一路朝贝尔格莱德挺进。他们凭着坚定的决心向南斯拉夫首都全速前进，而在他们的头顶上，德国空军（Luftwaffe）的飞机也反复地痛击装备不足的南斯拉夫陆军。

到了4月13日，隶属于帝国师侦察营的部队抵达了遭受猛烈轰炸的贝尔格莱德。侦察营中的一位党卫军上尉连长弗里兹·克林根贝尔格（Fritz Klingenberg）以区区10个人的兵力就占领了整座城市，希特勒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以表彰其英勇大胆的行动。德意志团的官兵抱着同样的决心奋战，辖下各营也成功地一路推进到阿里布纳尔（Alibunar）以及更远，并察觉到他们面前的南斯拉夫防线正迅速崩溃。

在此期间，在作战区的南边，第12军团加上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师以及陆军精锐的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团从保加利亚向南斯拉夫进攻，然后再进入希腊。阿道夫·希特勒师的部队压倒了数量占下风的南斯拉夫守军，不断地侧翼迂回，击溃一路上遇到的敌军，直到他们攻占了位于南斯拉夫及希腊边界附近莫纳斯提尔（Monastir）的据点。在克里狄隘口（Klidi Pass），英军和澳洲部队掘壕固守，他们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可以控制这处隘口的山峰，党卫军因此遭遇顽强抵抗。不过党卫军再一次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热情，进行了一连串激战，当中不乏赤手空拳战斗的场面，最后才把英军赶出阵地。1941年4月13日中午过后不久，克里狄隘口就落入德军手中。

次日，阿道夫·希特勒师朝克里苏拉隘口（Klisura Pass）的方向推进。在卡斯托利亚隘口（Kastoria Pass）和卡斯托利亚湖之间，党卫军一个营攻击保护英军左翼的一个希腊师，于是双方在山坡上进行了一连串血腥战斗，希腊士兵死守阵地不退，下定决心奋战到底。在库特·迈尔（Kurt Meyer）的指挥下，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官兵无惧于希腊军队的勇猛反抗，仍顽强地战斗到底，直到击败守军为止。迈尔的营攻克了关键的卡斯托利亚镇，并俘虏了1.1万人，迈尔因此获颁骑士十字勋章。


希特勒在盛怒之下，下令国防军在闪击战中“用最无情残忍的方式粉碎这个斯拉夫国家”。


在卡斯托利亚会战后的日子里，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官兵继续追赶撤退中一片混乱且不知所措的敌军纵队。到了1941年4月20日，党卫军便已攻下梅特佐冯隘口（Metzovon Pass），希腊陆军16个师的命运已然注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阿道夫·希特勒师全力追赶沿着爱琴海海岸向南往雅典方向撤退的英军部队。党卫军部队决心要越过品都斯（Pindus）山脉，进抵位于纳夫帕克托斯（Navpaktos）的科林斯（Corinth）地峡，以切断英军部队的残部，但他们惊讶地发现英军早已经巧妙地回避他们并疏散了。侦察营营长迈尔马上命令麾下官兵在纳夫帕克托斯搭乘渔船，将先锋部队运至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至于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其余部队则沿着西海岸公路挺进至皮尔哥斯（Pirgos），其中一个战斗群在当地俘虏了一个完整的英军战车团。迈尔的侦察营沿着科林斯湾执行了一系列扫荡作战，并与第2伞兵团会师。

[image: ]


图为1941年4月6日，一群武装党卫军的机车兵在一辆挎斗摩托车旁合影留念。照片中这些人隶属于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师的摩托车单位。阿道夫·希特勒师奉命担任德军从保加利亚穿越南斯拉夫南部进攻并进入希腊的先锋，该单位与第9装甲师密切合作，很可能是扮演侦察的角色，穿越南斯拉夫朝斯科普里（Skopje）方向前进。这群士兵全都穿着防水的摩托车大衣，其中两人将大衣的衣摆绕到大腿两侧，然后用纽扣固定好，以满足骑摩托车时的便利与安全。大部分机车兵都会系上一般步兵的腰带，并挂上Kar 98K步枪的弹药袋。

4月27日，德军部队终于进入雅典，在4月底前，德军就已经彻底控制希腊。对党卫军来说，巴尔干战役总算告一段落。在党卫军部队返回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基地进行整补并为下一场战役作准备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师辖下的一些单位奉命参与了在雅典举行的另一场胜利大阅兵。

从所花费的时间以及武装党卫军运用的高超战技来看，巴尔干战役是一次巨大的胜利。这群精英官兵再一次发挥无比热忱的精神，凭着胆识和技巧奋战不懈，在进行激烈抵抗的强硬对手面前，党卫军杀出了血路，迈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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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4月，德军成功入侵巴尔干半岛后，位于希腊境内的武装党卫军阵亡士兵的坟墓。由于缺乏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公路网，再加上像丘陵和山地斜坡一样的天然障碍，以及恶劣的天气，大大阻碍了党卫军的推进。就如同每一位德军战术专家充分认识到的：地形在作战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陆军整体战略的成功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因此德军挺进时将会面对的天然障碍严重影响了巴尔干战役的计划。南斯拉夫国土上有各种不同的地形，许多党卫军战士就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山区丧命的，而他们也将继续因为当地人激烈的抵抗而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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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帝国师的士兵在踏上从法国至罗马尼亚西南部蒂米什瓦拉的漫长旅程前合影留念，他们正在保养一门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 Pak 35/36反战车炮，好为接下来在巴尔干半岛的作战做好准备。Pak 35/36反战车炮是武装党卫军使用的第一款反战车炮，虽然它在波兰战场上表现突出，但在1940年的西线战场上，反战车炮炮手随即发现在面对敌军的重型战车时，其战术运用就受到限制。但即使是在巴尔干半岛过了10个月，要求拥有更强大反战车炮的意见仍不被优先考虑，一直到武装党卫军的反战车炮单位抵达东线战场后，他们才确定有必要升级Pak 35/36反战车炮。英军的玛蒂尔达战车和法军的B型战车已经够难以对付了，更不要提以这种等级的武器贯穿苏联优良的T-34和庞大的KV-1战车的装甲，要击毁它们无异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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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两名儿童站在一辆梅赛德斯（Mercedes）中型卡车旁边，该车的车牌号码为SS-70712。车牌号码的起首字母指出车辆是属于哪一支部队的，所有德军车辆都是遵循此一原则——WH代表陆军、WK代表海军、WL代表空军，而这辆车车牌上的卢恩文SS字母代表着它是武装党卫军的车辆。这辆党卫军用的卡车曾暂时被征为校车，之后就离开驻地前往巴尔干半岛。由于德国武装部队均极度缺乏车辆，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各师便征用了许多民用卡车，作为替换不堪使用的车辆并分配给各单位的最后不得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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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3月在法国东部，一名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师的高射炮手在位于沃苏勒（Vesoul）的兵营里操作一门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 38轻型高射炮。这款高射炮的主要用途是对敌机发射致命的高爆弹弹幕，但在当做杀伤性武器使用时也有着令人畏惧的威力。为了入侵波兰，党卫军的第一个高射机枪营于1939年编成，到了1940年时，新成立不久的党卫军分遣师接收了一个下辖3个连的轻型高射炮营，装备了36部以半履带炮兵牵引车为载具的2厘米口径自走高射炮。这款高射炮装在经过特别设计改装的拖车上，可由半履带车或轮式车辆拖曳。到了1941年4月初巴尔干战役展开时，党卫军高射炮营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加，到了次月月底，至少有16个独立高射炮营准备参与入侵苏联的作战。

[image: ]


图中一副阵亡党卫军军官覆上国旗的棺木正由他所属单位的士兵看守着。党卫军的格言是“我的荣誉叫忠诚”（Mein Ehre Heisst Treue），是武装党卫军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每一名党卫军官兵都会发誓，要执行希特勒或长官下达的每一道命令，因此武装党卫军部队都必须明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希姆莱曾经明确表示：“……不能想象我们有一天会对元首说：‘我的元首，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的了。’”这种无条件服从的态度塑造了武装党卫军在战斗中独一无二的无情行径，因为其成员相信无论在战场上做什么事，他们的手段都完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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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武装党卫军部队向战死的同僚致敬。在战争的前几年，虽然党卫军的战斗表现超出所有人预期，但由于战前严厉的训练，他们在前线的伤亡也高得惊人。一般而言，党卫军在战场上冒了太多不必要的险，许多党卫军士兵大胆牺牲性命。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为他们的价值做出结论：“对他们来说，只有为元首服务，生命才有价值；只要有需要，甚至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性命奉献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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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的哨兵正守卫一名在行动中阵亡的连长的墓地。图中，棺木已经覆上国旗，且摆了一顶M1935钢盔。在党卫军士兵的眼里，那些在战斗中捐躯的同僚实际上是以希特勒之名牺牲自己的。在希姆莱的坚持下，每一场葬礼都是依照北欧传统仪式进行，有非常浓厚的神话色彩。事实上，许多党卫军采用的仪式是由19世纪时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发明的，并受到纳粹当局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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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狙击手通过装在Kar 98K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瞄准目标。大部分德军狙击手都使用4倍或6倍的瞄准镜，后者的有效瞄准距离可达1000米（3280英尺）。一个营大概会有20名狙击手，6个待在营部，其他的则分到各连。狙击分遣队的队长要负责制作每日观测报告，并记录弹药消耗量与击杀数。任务一般来说是由营部下达，但到了战争后期合格狙击手的数目开始减少时，就有更多的狙击指令是直接由师部下达。大部分步兵连里面都会有一些一般步兵的步枪可供安装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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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巴尔干战役期间一辆隶属于帝国师的霍希越野车，注意左前挡泥板上用白漆漆上的战术符号。绝大部分德国的军用车辆上都漆有这样的符号，以表示车辆归哪一支部队所有。这些战术符号是从德军军用地图上代表各式各样武器及车辆的符号修改而来，颜色则是以白色为主，但也有其他颜色。有些师会用白色、红色、黄色、蓝色、亮绿色和暗绿色来区别各连、各营或师部单位。这辆车的左挡泥板上有一面红十字司令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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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4月，在前往巴尔干半岛的路上，党卫军官兵正将车辆从火车上卸下。这些部队隶属于帝国师，正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从铁路平板车上卸下基本装备，准备经由陆路继续他们艰苦的旅程。帝国师已经花了一个星期时间从法国南部搭火车来到遥远的罗马尼亚西部。对大部分党卫军官兵而言，从蒂米什瓦拉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这一段路大部分都要靠双脚步行，令人感到十分疲惫，而摩托车和装甲侦察单位则在主力部队的前方进行侦察，以寻找可以顺利渡过多瑙河（Danube）的路线，确保部队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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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群武装党卫军士兵准备向阵亡的连长致敬。吊唁花圈已经绑上黑缎带，缎带上面有该团的团名，末端可见到党卫军的SS标志。一旦棺木摆放定位后，在大部分情况下会在纳粹国旗上方加上大型的党卫军SS标志装饰。纳粹认为死在战场上才是英雄，而武装党卫军阵亡官兵的坟墓就会被以他们为荣的人视为圣地。基于此一理由，阵亡者的坟墓不应被遗忘。因此，这是武装党卫军仪式中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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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4月11日向克里狄隘口长驱直入的途中，阿道夫·希特勒师士兵和国防军第9装甲师的士兵在相机镜头前合影留念。由于山区气温较低，他们所有人都穿着陆军公发的标准野战灰军大衣。在对位于克里狄隘口英军阵地猛烈且有条不紊的炮击掩护下，第9装甲师顺利突破敌军防线，而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官兵则进行了凶猛的徒手搏斗，试图将英军和英联邦部队逐出阵地。党卫军为了逼迫敌军撤出山区，一连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战斗。到了4月12日，德军就攻克了克里狄隘口，还在惨烈的消耗战中俘虏了600人。大部分战俘原本都隶属于澳军的第2与第4营，是第一批和阿道夫·希特勒师交手的英联邦部队。到了次日，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士兵就通过克里狄隘口，朝克里苏拉隘口的方向推进。与其他战区的盟军对党卫军的印象相反，在希腊作战的盟军认为党卫军单位是难缠却正直的对手。

[image: ]


图为在巴尔干战役期间，一名隶属于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军官正在检查一把从南斯拉夫民众身上虏获的苏制步枪。这名党卫军军官戴着代表野战宪兵（Feldgendarmerie）的金属牌，以及上面有骷髅头标志的军官用野战帽。1941年4月9日早晨，担任先锋部队的阿道夫·希特勒师终于和意大利军会师，穿越南斯拉夫长驱直入的行动一度相当成功，在战役刚开始没多久，阿道夫·希特勒师只有5人受伤。然而到了4月10日，阿道夫·希特勒师奉命打通堪称希腊大门的克里狄隘口时，却遭遇英军和澳军的顽强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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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模拟照摄于德军入侵巴尔干半岛的玛莉塔作战初期阶段，显示出一群党卫军帝国师的士兵正在使用Kar 98K手动枪机步枪进行射击。德军的装甲和步兵纵队以闪电战之势，从北、南、东南三个方向杀进南斯拉夫。在北边，帝国师为了拿下贝尔格莱德全速前进，南斯拉夫当局虽然急着调动多达百万人的南斯拉夫陆军，但却无法及时完成。德军装甲部队和帝国师的官兵于4月10日联手拿下萨格勒布（Zagreb），而仅仅在三天后，贝尔格莱德就向一个隶属于党卫军帝国师侦察营的突击小组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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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德军在卡斯托利亚湖一带大举出动后，一个隶属阿道夫·希特勒师的摩托车单位于希腊境内向南前进。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师在塞尔维亚（Servia）境内继续推进，但大雨和敌军爆破的阻挠严重干扰该师行动，直到德军方面下达新命令为止。4月19日，该师奉命从格拉维纳（Gravena）向西南移动至约阿尼纳（Ioannina），以切断驻守防线的希腊部队。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师凭着一流党卫军部队才有的狂热和勇猛善战不断推进，攻占了莫索万隘口（Mesovan Pass），并在这个过程中孤立防守品都斯山脉西侧阵地的希腊军队。在几个小时内，希腊军就在党卫军的压力下崩溃，迫使希腊政府在4月21日要求进行停火谈判，因此希腊境内就只剩下英军和英联邦部队还在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而当阿道夫·希特勒师向前深入290千米（180英里），越过品都斯山脉抵达科林斯地峡时，他们才被迫撤退，德军最后只发现英军部队已经巧妙地回避并疏散了。尽管遭遇到这样的挫折，阿道夫·希特勒师的侦察营还是征用了两艘渔船，将全体党卫军先锋部队从纳夫帕克托斯接到对岸。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师沿着西部公路前进至皮尔哥斯，一个战斗群在那里俘虏了一整个英军战车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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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占领巴尔干半岛的作战中，德军军官讨论最新的战况。虽然南斯拉夫陆军战力薄弱、缺乏装备，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但德军的计划却因为潮湿的春季气候将道路变成一片沼泽而受到阻碍，因此难以迅速推进。当地面变得连轮式车辆都几乎不可能通过时，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便暂停了行动。帝国师的车辆陷入泥泞中无法动弹，该师朝南斯拉夫首都的迅速挺进就不得不慢了下来。不过虽然巴尔干半岛的泥泞已经够糟了，但却完全无法与德军部队六个月之后在苏联境内遇到的可怕状况相提并论。就算是剩下来的敌人也不会好对付到哪里去：南斯拉夫陆军也许已经被击败，但游击队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巴尔干半岛因此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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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4月在巴尔干半岛某地，一名党卫军上校正在视察一条被德军攻占的南斯拉夫军壕沟。他戴着党卫军用新式元首野战帽（Feldmütze für Führer neuer Art），这款野战软帽在1939年12月时由当局下令引进，以供党卫军军官在不需要戴钢盔的情况下使用；就算把钢盔戴上，也可以轻易地把这款野战帽收起来。党卫军上校和上校以上的高级军官领章上不会有代表党卫军的SS符号，而是以级别章取代，为一、二或三片银色橡树叶刺绣搭配白色的金属“管”，这点和所有其他级别的党卫军官兵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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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帝国师的士兵在占领的贝尔格莱德城内站岗。在德军朝贝尔格莱德推进期间，帝国师和陆军精锐的大德意志团相互较劲，比赛谁能率先抵达该市。许多通往贝尔格莱德的道路都已被封锁，不过这种状况并无法阻止帝国师侦察营营长克林根贝尔格上尉采取大胆的行动。他利用一艘虏获的南斯拉夫摩托艇，率领一个党卫军突击小组渡过多瑙河，进入贝尔格莱德市郊区。克林根贝尔格控制了几栋政府机关大楼，并伪装自己只是大批部队的先遣单位人员，最后成功迫使贝尔格莱德的市长献城投降。当第11装甲师进城时，其官兵惊讶地发现不到12人的党卫军竟然就这样占领了南斯拉夫首都。在贝尔格莱德沦陷之后，南斯拉夫陆军就迅速瓦解了。

[image: ]


图为1941年4月中旬时，一支武装党卫军的半履带车车队在希腊境内沿着一条公路前进，后面拖着被拆解成两部分运送的15厘米（5.9英寸）口径的sFH 18野战榴弹炮。炮管拖车的位置较低，几乎是在拖车车轴的右边，由后方拖曳；距离要够远，才能维持拖车的重心平衡。将火炮拆解成两个部分运送一向被认为是相当困难的技术，且总是会耗费许多时间。注意图中野战宪兵手中拿着一支指挥棒指挥车队前进。这种指挥棒的功用类似铁路的臂式信号机，能在无线电静默的状况下协助指挥车队。野战宪兵是具有警察权的武装部队，在战场上是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一部分。前进的时候，野战宪兵会紧紧地跟在战斗部队后方，负责竖立军用及民用信号、指挥交通、看守战利品、集中难民、围捕落单敌军人员和破坏分子。帝国师的野战宪兵还负有其他任务，包括逮捕逃兵以及进行军事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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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武装党卫军的机枪手将装在高射机枪座上的双联装MG34机枪对准目标。这款装有缓冲器且经过特别设计的持久射击用机枪座，可给这两挺机枪提供足够的稳定性，以达到2000米（2187码）的最大射程。装在机枪上的圆形瞄准器可以让机枪手计算射击敌机时所需提前的时间。MG34机枪是一款致命的武器，循环射速可达到惊人的每分钟800发至900发，绝对有足够的威力可以严重破坏甚至击落低空飞行的敌机。这是第一款真正的通用机枪，也可以拿来作为步兵班用武器，扮演提供持续压制火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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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阿道夫·希特勒师的迫击炮小组在希腊作战。他们使用36型轻迫击炮（leichte Granatwerfer, leGW），其口径为5厘米（2英寸），重14千克（30.9磅），炮口初速为每秒75米（296英尺），炮弹重0.9千克（1.96磅），最大射程为520米（596码）。leGW 36轻迫击炮由武装党卫军使用，一直到该炮在1941年停止生产为止，因为这款迫击炮过于复杂、价格太贵，对于敌军阵地也缺乏破坏力。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师已经抵达皮尔哥斯，党卫军部队就是在这里俘虏了第3皇家战车团的官兵。侦察营的一个单位之后在科林斯湾的南岸执行了一波扫荡作战，成功地和在科林斯运河一带与英军浴血奋战的第2伞兵团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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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sFH 18重榴弹炮的炮班准备对希腊境内的英军阵地开火。这门重炮并未部署在掘好的阵地中，周围也没有反炮兵火力的保护措施，意味着当地邻近的地区可说是几乎甚至完全没有敌军炮兵的存在。sFH 18重榴弹炮可发射8种不同的炮弹，最大射程可达13,250米（14,500码）。就如同绝大部分的德军火炮一样，sFH 18重榴弹炮体积庞大，重量十足，在路上移动时称得上是个庞然大物。但尽管如此，sFH 18重榴弹炮在对付敌军强化防御阵地时相当有效，由于有高炮口初速和大口径的炮弹，因此是一款绝对致命的武器。注意铺在车轮下方的垫子的目的是防止火炮陷入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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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4月在巴尔干半岛作战期间，一个帝国师侦察单位的官兵趴在路边寻求掩蔽，其中有两名士兵正在操作剪式望远镜，以计算敌军的距离。剪式望远镜可以让使用者在不用害怕被敌军火力击中的情况下，将其伸出壕沟护墙外观测周围动静。由于剪式望远镜的镜片间距比人的双眼间距更宽，因此可以更精确地计算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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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群武装党卫军士兵在一门虏获的火炮旁合影留念。他们全都戴着标准的公发野战帽，还有一些人穿着迷彩罩衫。迷彩罩衫经过特别设计，可以穿在野战装备的外面。第一款迷彩罩衫有胸侧开口，以便于士兵取出弹药，而腰围部分附有松紧带，且位置较低，可以在穿上后于装备腰带下方束紧。图中士兵穿着M1940式罩衫，外露的部分是春／夏用花色。这种迷彩罩衫的开口在前方，可开至腰部，附有系带，此外还有宽松的袖套，胸口处有两个垂直的开口，并有可将其盖住的盖子。腰部和袖口部分有松紧带，穿着时可以更贴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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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巴尔干半岛，武装党卫军的士兵驻守在一条壕沟中，以监视敌军阵地。站在左边和右边的人都穿着M37上衣和长裤，外面再套上早期的第一款“棕榈树”图样罩衫，夏季花色面外露。罩衫实际上的图样为一面是夏季绿和亮、中、暗棕色的色块，另一面则是亮、中、暗秋季棕色的色块，颜色非常丰富。德国的制造商堪称是世界上生产各式各样迷彩服装的先驱，自1941年起，武装党卫军各师的官兵都配备了迷彩罩衫。在战争期间，上衣已经标准化，并由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SS-WVHA）营运的工厂生产给武装党卫军使用。所有武装党卫军的制服都通过类似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的配给中心进行加工处理，当中有一块标签上头印有“SS.BW”字样。（译注：SS-WVHA原文为SS-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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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武装党卫军士兵在壕沟里用反射式潜望镜观察敌军阵地。他把罩衫的“秋季花色”露在外面，很可能是想要让自己融入周围充满泥泞的环境里。他的盔布是“橡叶”花色，上有插枝叶用的环。Kar 98K手动枪机步枪用刺刀挂在腰带上，旁边是步枪弹药袋。虽然这张照片没有拍摄到其他东西，但他的传统野战装备应该还包括挂在Y带上的武装腰带组，当中会有一个A架，上面会挂着饭盒、防毒面具罐加防毒斗篷袋、个人用品套装、口粮袋和卷成圆条形的帐篷帆布；挂在腰带上的则有面包袋、水壶和掘壕工具。他很有可能是穿着标准的行军靴，外面用临时帆布套包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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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党卫军上校因为在战场上表现英勇而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Iron Cross 1st Class）。他的军官上衣还别了几枚其他勋章，包括二级铁十字勋章（Iron Cross 2st Class）、步兵突击章、银质负伤奖章和德意志十字勋章（Deutsches Kreuz）。德意志十字勋章是一款金属奖章，其级别介于一级铁十字勋章和骑士十字勋章之间。在战场上，许多军官偏好布质的德意志十字勋章，因为它的重量较轻，也比较不会刮到或钩到。这名上校穿的上衣是战前的款式，胸前有打褶的补片口袋，下方还有斜向的口袋，由高级的野战绿羊毛料制成。他戴着标准的高级军官用大盘帽，上有党卫军版的国家老鹰和“卐”字标志，以及党卫军骷髅头章，其中“卐”字符号和党卫军标志都是钢质，并经过抛光和镀银处理，战争后期较便宜的版本则由铝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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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中间那名军官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之后，这三名军官一起在镜头前合影留念。右边的党卫军少尉在左胸口袋上别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也有其他的勋章，包括突击章和德意志十字勋章，头上则是戴了公发的军官用大盘帽。中间刚获颁勋章的党卫军少校则是别着二级铁十字勋章、突击章和德意志十字勋章，他戴的军官大盘帽是1938年时采用的旧款帽。左边的党卫军中尉别着二级铁十字勋章和德意志十字勋章，头上戴的则是党卫军式的野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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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巴尔干半岛上一场滂沱大雨过后，两名武装党卫军士兵牵着一匹疲乏的马穿过一处积水洼地。德军在1941年4月的作战受到泥泞的严重影响，妨碍了越野行动，特别是在遭遇到敌军坚强抵抗的时候。武装党卫军部队愈靠近战区，泥泞的情况就愈严重，一般车辆，尤其是履带车辆的行进会把地表翻搅成一片沼泽。而路面就算不是一片泥泞，也会是松软的沙地，驾驶马车时格外要避免卡车的车辙，因为循着车辙走的话就一定会陷进去，动弹不得。部队在巴尔干半岛上的经历可以与日后在东线上的相提并论，不过跟苏联不同的是，德军迅速征服了巴尔干半岛，泥巴虽然妨碍了行动，但巴尔干半岛上的敌军较弱，并未做好战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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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党卫军中将配挂着人人都渴望的骑士十字勋章，正和一名刚获颁勋章的同僚聊天。他们两个人都挂着许多勋章，包括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些其他勋章。党卫军上尉弗里兹·克林根贝尔格在巴尔干半岛作战中扬名，他率领部下占领了贝尔格莱德。他后来获颁铁十字勋章中的骑士十字勋章，迅速在第三帝国成为名人，他率领武装党卫军突击小组攻占南斯拉夫首都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成为无线电广播题材，吸引无数听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克林根贝尔格不断晋升，当他在东线上有优异表现后，终于成为第17装甲掷弹兵师“葛兹·冯·伯利欣根师”的师长。虽然他晋升至高级军官并因表现英勇而获颁许多奖章，使他成为战争期间最知名的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之一，但这并无法使他成为不死之身，他在1945年于普雷廷内特（Palatinate）的黑尔克斯海姆（Herxheim）附近阵亡。

[image: ]


图为一名隶属于宣传连（Propagandakompanie）的武装党卫军摄影官在镜头前留影。这张照片是在1941年4月10日于贝尔格莱德附近拍摄，因此他很可能是党卫军帝国师从罗马尼亚边界出发进入南斯拉夫、最后直抵贝尔格莱德期间分配给该师的官方摄影官之一。帝国师隶属于第41装甲军，由葛欧格-汉斯·莱因哈特（Georg-Hans Reinhardt）将军指挥，这个精锐的党卫军师参与了向贝尔格莱德的进击。虽然该师的前进受到泥泞地形的严重妨碍，但师长——党卫军中将保罗·豪塞尔却深信他的部队将可以领先陆军抵达南斯拉夫首都。基于此一理由，豪塞尔坚持要有一个摄影官跟着帝国师一起前进，以记录他所认为的“帝国师东征历史性的一刻”。到了4月11日，帝国师的第一批部队就成功强渡多瑙河，豪塞尔的梦想果然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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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阿道夫·希特勒师的部队在希腊境内沿着一条河流前进。这张照片是在希腊战役的末期拍摄的，此时，阿道夫·希特勒师已经粉碎了希腊军和英联邦部队的抵抗。4月27日，德军部队进入雅典，接着，在仅仅三天之后就彻底控制了希腊，一共俘虏了约22.3万名希腊军人和21,900名英军。在整场巴尔干战役里，德军的损失为2559人丧生、5820人负伤和3169人失踪。阿道夫·希特勒师就如同将近一年前在巴黎时那样，奉命参与在雅典举行的胜利大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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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两名指挥官在一处观测站内监视部队的部署作业。左边的是一名党卫军少将（不过他穿着警察将军的制服），右边则是一名党卫军少尉。虽然德军在巴尔干半岛运用闪电战策略获得了又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胜利，然而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却因此延迟，使得德军部队在最适合与苏联作战的季节过了将近一半之后才能展开行动。但尽管如此，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单位的士气依然相当高昂，看起来对苏联的战争注定又会是一场迅速的胜利。希姆莱的武装党卫军已经证明，尽管充满泥泞、地形复杂，但南欧的战役几乎可说是场一面倒的胜利。此时似乎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这些精锐部队获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所以他们开始盘算着对付红军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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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1年4月德军击败南斯拉夫陆军后，一辆3号战车正进行野战大修。一直到巴尔干战役时为止，武装党卫军都要依赖陆军提供装甲部队支援，但等到德军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师得到了一个装甲营，终于正式升格为崭新的师级部队。3号战车原本是标准的德军主力战车，它虽然性能优越，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却无法和遭遇的苏军战车匹敌；不过3号战车还有能力提升火力，并持续在第一线作战，直到1943年夏季的库尔斯克会战（Battle of Kursk）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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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3年，武装党卫军部队在被调离东线后于路边休息片刻。当意大利在1943年7月投降后，希特勒就下令党卫军装甲军移防至意大利。对这些党卫军精锐部队而言，类似这样的突发性调动开始变得司空见惯，因为希特勒把他们当成“救火队”使用，以应付战线上的临时紧急状况。


第四章　意大利战役

到了1943年8月，位于北非和西西里的德国陆军已经战败，而逃过一劫的单位现在就得防守意大利半岛。

1943年9月，盟军在萨勒诺（Salerno）登陆，接着英美联军就缓缓地向北推进，德国陆军则逐步撤退。不过，德军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战斗撤退，给敌军造成惨重伤亡。这些部队当中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师，该师经升格成为编制完整的装甲师，在1943年7月时从库尔斯克（Kursk）战场上调来，不过其装备和装甲车辆都还留在苏联。

阿道夫·希特勒师在抵达意大利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1943年9月墨索里尼（Mussolini）政府被推翻后协助解除意大利陆军的武装，除此之外该师也进行了大量反游击作战，在秋天时返回东线。

意大利境内的战役已经变成一场令人难以忍受的消耗战，盟军打算抄近路，因此决定在罗马以南的安齐奥（Anzio）进行两栖突击登陆。一个新编成的武装党卫军师级部队，即第16装甲掷弹兵师“党卫军最高长官师”（Kampfgruppe）在滩头部署了几个战斗群，以支援第14军团。

这个新成立的师，其师长是党卫军少将马克斯·西蒙（Max Simon），在这之前他是泰欧多·艾克（Theodor Eicke）麾下“骷髅师”的一个团长。当盟军登陆安齐奥时，第16装甲掷弹兵（Panzergrenadier）师尚在集结当中，因此该师部分部队就得迅速开往前线。

为了协助遏制英美联军，有一些意大利志愿人员加入了武装党卫军部队，其中一个和党卫军最高长官师在安齐奥／内图诺（Nettuno）桥头堡并肩作战的这类单位就是党卫军意大利兵团，最后该单位成为党卫军第29武装掷弹兵师（Waffen-Grenadier Division der SS），其主要任务是在波河（Po）河谷区域扫荡共党游击队。此外，也有一部分意大利志愿人员加入了党卫军第24山地师“卡斯特猎兵师”（Karstjäger），该师官兵是精锐的山地部队，二战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亚得里亚海（Adriatic）沿岸、阿尔卑斯山（Alps）和多洛米蒂山（Dolomites）等地对抗游击队。

意大利多山的地形有利于进行防御作战的一方。在整场意大利战役里，德军在横亘意大利半岛的防线上增建了大量混凝土工事，加装战车炮塔，扩大原本的地理优势。这些防线堪称牢不可破，发动攻击的盟军虽然有数量优势，但仍被卷入血腥战斗中，有时候一打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而跟其他战区比较起来，盟军的空中优势在这里也不是那么明显。因此，不论是国防军还是党卫军，都只需在陡峭、多岩石的山腰上坚守稳固的阵地，不需要进行机动。盟军在意大利战役期间虽然享有物资优势，但面对的却是作战技巧高超的敌人，他们坚守到底，几乎战至最后一弹才撤往下一条新防线，然后再重新开始，输了不会有什么损失，但赢了就是一本万利。

对双方而言，在意大利战斗的代价十分高昂。虽然意大利以阳光普照著称，但山区却是又冷又湿，冬季的天气对两军来说都是持续的障碍，迫使他们有一段时间无法活动。不过天气对攻击方的妨碍大于防守方，德军在布置妥善的阵地内可以拥有主动权。在整个1944年，德军持续执行有效的迟滞作战行动，并同时缓慢地向北撤退。


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师的官兵在10天之内就杀害了360多人，并宣称他们都是游击队员。


除了一开始时在盟军登陆中有所反应以外，武装党卫军部队在意大利并没有大量参与传统战争，反而是进行了一连串游击战，而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意大利平民百姓留下了残忍的印象，因此党卫军对平民犯下暴行的流言四起。其实德军大部分的报复行动都是针对那些被怀疑和游击队员串通，或是参与游击战的人士进行的，武装党卫军士兵偶尔会摧毁整座小镇或村庄，以作为威吓手段。因此，当盟军在1944年6月4日进入罗马时，意大利人因害怕德军报复，都离得远远的，害怕离开的德军会来一记回马枪。

虽然德军失去了罗马，但意大利境内的血战依然持续着。尽管德军正在撤退当中，但他们仍继续建立防线。盟军必须想办法突破维特伯防线（Viterbo Line）和特拉西梅诺防线（Trasimene Line），才能在1944年8月初抵达德军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主要防线，即哥德防线（Gothic Line）。

尽管丧失了领土，但意大利战役对德军来说在战略上其实是有利的，因为意大利战役牵制了大批盟军部队，使得他们面对沿着哥德防线的激烈且坚决的敌军抵抗动弹不得。到了1944年的圣诞节，德军依然牢牢地守住哥德防线。由于盟军损失惨重，再加上地形复杂且冬季气候寒冷，因此意大利战役又再次停了下来。

在西线上，没有哪一场战役比意大利战役让盟军步兵付出的代价更多。绝大部分德国官兵都晓得他们是在离帝国本土南部边界几英尺之遥的地方阻挡盟军，因此会更加努力抵抗。但即使如此，盟军的数量优势慢慢开始产生效果，德军被盟军缓慢且有条不紊地逐出阵地，或是就地抵抗直到阵亡为止。

到了1945年初，德国的政军形势迅速恶化，占领意大利北部的德军部队因为要对抗愈来愈活跃的游击队，战线因此开始延伸，尽管游击队新一轮的抵抗活动获得成功，并设法控制了意大利北部大部分地区，但德国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依然奋斗不懈，在逐步朝奥地利边境撤退时，依然沿着每一条河川线进行激烈抵抗。

到了1945年4月下旬第三帝国即将崩溃的时候，德军高层将领明白，德军已经不可能穿越阿尔卑斯山撤退，因此数以千计蓬头垢面、体力不支且身心俱疲的德军官兵就马上投降了。

党卫军二级上将卡尔·沃夫（Karl Wolff）与盟军谈判局部停火协议，不过一些党卫军单位却继续战斗，对陆军和党卫军指挥官请求放下武器的指示置之不理。更有甚者，在德国于1945年5月7日投降后，在意大利的北部山区仍有孤立的一小群党卫军士兵决心为民族、元首和祖国战至最后一人一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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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英美联军部队从海上登陆罗马南边的安齐奥后，一个武装党卫军高射炮班正操作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对盟军阵地开火。注意炮管上的击杀环记号，这种击杀记录符号通常是以下列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表现：沿着炮管漆上圆圈，或是描绘被摧毁目标的侧面轮廓图或标志。有些单位，特别是隶属于武装党卫军的单位，会标出目标或作战区域，像是战车、飞机、东线和西线等。在像8.8厘米口径高射炮的这类大型武器上，炮班人员还可以加上小标签，上面记载日期和摧毁的目标类型。有些火炮由于使用的时间较长，因此就会有许多命中记录。还有一些经年累月转战各地的火炮，其炮管上的击杀环已经多到数不清，或是多到找不到空间可以漆上新的击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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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3年中期，准备前往意大利战线的装甲车辆已经开到铁路平板车上，准备开始调往西线的漫长旅程。这些3号突击炮G型是把在苏联作战的突击炮集结起来组成的小分队，用来支援在意大利作战的武装党卫军各师。图中这几部突击炮与武装党卫军各师最早操作的重型装甲车辆类似。有一些排炮是在1941年时生产的。3号突击炮G型装有一门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Stuk 40L/48火炮，在战争后期被广泛使用，服役于武装党卫军的各主力师之中。到了1943年春季，这几个师都编制了一个突击炮营，下辖21辆3号突击炮G型，转战东线各地。对党卫军部队而言，3号突击炮是一款相当有价值的支援车辆，也是一款性能优越的反战车武器。由于突击炮的生产成本比战车来得低，所以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其愈来愈常被用来代替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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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时在意大利，一辆犀牛式（Nashorn）自走反战车炮正向前推进。犀牛式是一款专用的自走反战车炮，装有一门致命的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长炮身Pak 43L/71反战车炮，是当时德军威力最强大的反战车武器。在东线上，犀牛式的炮手可以从最远达4000米（4375码）处击毁苏军的T-34战车。犀牛式主要是由独立的军团自走反战车炮营（Panzerjager Abteilung）操作，负责支援由国防军或党卫军单位执行的特定作战。在从事反战车作战时，自走反战车炮一定要由装甲掷弹兵支援。到了战争后期，它们就被装甲更厚重的作战车辆取代，比如以4号战车为基础研发的驱逐战车（Jagdpanzer），甚至是更重型的“猎豹”（Jagdpanther）及数量稀少却庞大无比的猎虎（Jagdtiger）驱逐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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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1943年，拍摄对象为隶属于阿道夫·希特勒师的战车兵，他们之后成为意大利境内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一部分。武装党卫军装甲单位的主力战车是4号战车。当阿道夫·希特勒师离开东线时，他们将剩余的39辆4号战车交给帝国师和“骷髅师”，并在抵达意大利时接收了60辆全新的4号战车H型。图中这几辆就是移交给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全新4号战车，由于要配合当地的地形，因此这些战车已经被漆上以深棕色为底、加上浅绿色斑点的迷彩。炮塔上和车身两边加装的侧裙装甲用来防止战车被反战车炮弹击毁。虽然这几辆战车看起来还很新，但它们已经参加过战斗，不过在阿道夫·希特勒师驻扎在意大利的三个月时间里，4号战车在安齐奥的盟军登陆滩头附近奋战不懈，表现相当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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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意大利作战期间，一个武装党卫军高射炮班正在辨识一架敌机。这门高射炮是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Flak 36高射炮，且已经铺上许多枝条加以伪装，以避免被敌军空中侦察发现。3.7厘米口径的Flak 36高射炮重1757千克（3858磅），装在一个十字形的炮座上，可360度旋转，将0.56千克（1.2磅）的炮弹射至垂直高度达4785米（5235码）的高空中。对地面目标的射程则达6492米（7100码），发射速率为每分钟160发。武装党卫军在1941年7月开始接收第一批3.7厘米口径高射炮，成立了中型高射炮营；等到武装党卫军单位于1943年被部署到意大利境内执行作战任务时，党卫军又接收了数款全新和改良的高射炮，包括自走的3.7厘米口径中型高射炮以及四联装的2厘米（0.78英寸）口径高射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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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3年9月扫荡游击队的作战期间，两名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军官正在执行任务。在游击战中，双方都打得十分激烈，而党卫军则在意大利北部犯下一些暴行。党卫军的保安单位也曾残酷对待意大利平民。保安处（SD-Sicherheitsdienst）的党卫军中校赫贝尔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在一次报复行动中围捕了大约330名平民，并扣押他们作为人质，以报复游击队在1944年3月在罗马杀害32名党卫军警察单位人员的行为。接着这些平民就被集中到市区外的一处洞穴里，然后全都被党卫军用手枪直接射击头部处决，最后党卫军再将洞穴爆破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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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3年时在意大利北部，两名隶属于阿道夫·希特勒师的武装党卫军军官一同沿着尘土飞扬的山间小径行走，并讨论着战况。阿道夫·希特勒师是唯一一个曾在意大利作战的“典型”党卫军师级部队。该师在1943年9月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后参与解除意大利陆军武装的行动，另外也执行了大规模的反游击作战，接着才在当年秋季返回东线。除了德国的党卫军单位以外，还有一些意大利籍的志愿人员也在武装党卫军中服役，这些部队包括意大利兵团，该单位在安齐奥和内图诺附近地区与党卫军最高长官师的单位并肩作战，这个由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单位由于骁勇善战，甚至还在国防军的作战报告中被提及。1944年，这个单位更名为党卫军第29武装掷弹兵师，其最常参与的任务就是在波河河谷地区对抗共党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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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在意大利一条山路上的武装党卫军部队，从图中可看到一辆挎斗摩托车和一辆轻型越野车正停放在路边。这些士兵很可能隶属于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师，该师有一个荣誉头衔，就是“党卫军最高长官师”。该师的起源可回溯至1941年，当时希姆莱司令部警卫营的人员组成了一个战斗群，也就是党卫军最高长官警卫营（Begleit Bataillon Reichsführer SS），该单位接下来就在苏联战斗，并把规模扩编至突击旅（Sturmbrigade）。1943年10月，该单位扩编为师，但规模只有满额编制师级部队的2/3。当该师仍在进行训练的时候，就被调至安齐奥地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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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意大利北部，两名阿道夫·希特勒师的步兵正在进行反游击作战。双方在进行游击战时都极度残忍，而阿道夫·希特勒师对意大利平民犯下的暴行又可说是其中之最。1943年9月，武装党卫军对柏维斯（Boves）镇展开血腥报复，该镇居民遭到冷血杀害，整个小镇几乎被夷为平地。虽然这支精锐的党卫军因为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蒙受惨重损失而使战力减弱不少，且在意大利停留的时间也相当短暂，但渐居下风的德国国防军在面对盟军的第5和第8军团时亟需援军，因此对他们的到来仍相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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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意大利北部，一武装党卫军火箭发射器部队（Nebeltruppe）已经准备好要发射21厘米（8.3英寸）口径的42型多管火箭发射器（Nebelwerfer），以轰击盟军阵地。注意：当火箭准备要射出时，士兵就马上退到危险区以外，以免遭受波及。一直到1941年，德军才开始大量引进多管火箭发射器。两年之后，也就是1943年，武装党卫军才编成第一批多管火箭发射器营，装备15厘米（5.9英寸）口径的41型多管火箭发射器。不过图中这个营却是使用较重型、也更罕见的21厘米口径的42型多管火箭发射器，其重量为1100千克。42型多管火箭发射器是一款致命的武器，可在短短8秒内将所有火箭发射完毕，不到5分钟就可完成三轮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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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于意大利北部作战期间，一辆武装党卫军的3号突击炮G型正穿越一处果园。如同所有的突击炮一样，当党卫军部队作战时，该型突击炮会提供给他们必要的火力支援。当武装党卫军3个原有的师——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和“骷髅师”——升格成装甲掷弹兵师时，他们就各接收了1个突击炮营，下辖21辆3号突击炮G型，为党卫军的掷弹兵提供亟需的火力。突击炮不只是坚固耐用，机械性能也非常有效而可靠，即使是在像意大利北部那样的起伏山区中也一样。虽然突击炮因为缺乏像战车那样的旋转炮塔而无法提供全方位的火力，但在战争的这段时期内很难说这是一个缺点，因为大部分装甲车辆都被部署在固定阵地内扮演防守角色。突击炮的一个优点，就是跟尺寸相近的战车比起来，可以搭载较长、较重且威力更强的主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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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意大利北部的某条公路上，一辆虎式战车正从一群武装党卫军士兵和虏获的苏制76毫米（3英寸）口径的M1942 ZIS-3火炮旁通过。在战争刚开始时，党卫军在装备方面可说是大大不如德国陆军，但到了1943年，一流的党卫军师级部队在第一线作战时便取得了新武器，例如庞大的虎式1号（Pz.Kpfw.VI）战车。到了战争的这个时候，当扩编和产能不足的状况迫使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寻找替代武器来源时，他们都会利用虏获的装备。很多时候，苏军火炮的性能会比同级的德军装备更优良，在同口径的情况下，不但射程更远，重量也较轻，且易于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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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武装党卫军炮班正在操作一门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Pak 40反战车炮。这款反战车炮在服役期间被证明是一款威力强大且令人生畏的武器，由受过严格训练的武装党卫军反战车炮炮手操作更是如此。Pak 40反战车炮重1425千克（3142磅），最大射程达2000米（2188码），能够在1000米（1094码）处贯穿94毫米（3.7英寸）的装甲。因此，如同所有其他武装党卫军使用的反战车武器一样，Pak 40反战车炮成为战场上反制战车不可或缺的武器，不但是对抗敌军装甲部队火力和机动力经济且有效的利器，也能够在党卫军单位面对数量愈来愈多且威力不断增强的敌军战车挑战时提供稳定的防御火力。虽然武装党卫军在战争初期缺乏反战车武器，不过后来终于取得了一些堪称二次大战时期最新且最致命的反战车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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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3年时在意大利北部某地，一辆虎式1号（Pz.Kpfw.VI）战车正沿着一条泥土小径行驶。在战争后期，武装党卫军装甲兵操纵着虎式和豹式这类的重型战车纵横战场，在其他战区也是如此。虎式战车装甲厚重，装有一门性能优良的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KwK 36L/56战车炮。虎式战车在1942年8月开始服役，到了1942年冬季至1943年春季，武装党卫军就已取得第一批虎式战车。1943年7月，党卫军第1装甲军在库尔斯克战场上开始使用虎式战车，当时他们正在编组党卫军重战车营，装备了27辆虎式战车。当阿道夫·希特勒师前往意大利时，党卫军虎式战车连就暂时归该师指挥，随后，在当地作战直到10月初，最后才又被调回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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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时，一列满载各式军用车辆的铁路平板列车正准备前往意大利，在虎式1号（Pz.Kpfw.VI）战车后方的是一辆更受好评的豹式战车（Pz.Kpfw.V）。意大利的地形复杂，不适合进行持久的战车战，因此在当地作战的豹式战车数量较少，但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装甲兵都明白以豹式战车的性能，即使离开预先布置的阵地，也会是一款令人畏惧的防御性武器，因为他们马上就发现根本不需要整辆战车，只要有炮塔就可以了。许多阵地都装上了豹式战车的炮塔，其中包括一个标准的豹式战车炮塔和其7.5厘米（2.9英寸）口径主炮，安装在埋进地面中的钢制箱形底座上。意大利地形复杂，不像开阔的俄罗斯大草原和盟军突破诺曼底后的法国平原那样适合进行大规模的战车战，不过豹式战车还是在防卫作战中表现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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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列载有虎式1号（Pz.Kpfw.VI）战车的铁路平板车正准备前往意大利。由于盟军掌握了制空权，在日间调动可说是危险重重，运输期间蒙受的损失也相当高。在不到三年的服役期间里，虎式战车给对手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而党卫军装甲兵的高超技巧和坚定决心更是让盟军单位之间产生了“畏虎症”，一些英军和美军的装甲兵甚至会不愿意和德军的重型战车交战。在德军防御意大利的过程中，武装党卫军的虎式战车单位不断做出宝贵贡献。1943年时，所有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党卫军虎式战车都隶属于阿道夫·希特勒师，剩下的虎式战车则分属于帝国师和“骷髅师”，在东线上作战。

[image: ]


图为1943年，一辆虎式1号（Pz.Kpfw.VI）战车正在意大利作战。这辆重达56吨的庞然大物的车体表面已经涂上防磁涂料（Zimmerit）。全车的涂装则为暗黄色，而装甲兵又漆上暗绿色的迷彩条纹和色块，以强化这辆战车在意大利地貌中的隐蔽效果。此外还铺上了枝条，用来掩饰虎式战车独特的轮廓。虽然意大利的多山地形不利于进行大规模的攻势战车作战，但却适于使用战车执行防御任务。因此，德军在意大利半岛各地将虎式战车和经过特别规划的防御阵地整合，以求彻底发挥虎式战车的威力。对进攻的盟军而言，以此方式运用的虎式战车使这些阵地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德军部队通过这些预先布置好的阵地，尽可能让沿着意大利半岛推进的盟军付出惨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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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3年时，一辆武装党卫军的虎式战车行经一座被轰炸摧毁的城镇。这辆虎式战车的涂装是以深棕色为底色，加上非常浅的绿色形成迷彩。此车的战术编号为S21，是以黄色漆漆在炮塔侧面装甲上的，注意炮塔后方装有一只杂物箱。此车主炮的炮口退制器已经罩上保护套，意味着短时间内不会进行战斗，保护套可以防止炮管内膛不被沙土和水分破坏。虎式战车的成员穿着红－绿色、附有大口袋的党卫军装甲兵用牛仔布操作服，至于陆军的装甲兵，传统上则是穿着全黑色的操作服。这款两件式的牛仔布制服相当耐穿、重量轻且容易洗涤，较适合在夏季，尤其是温暖的气候中直接穿着，也可将其作为穿在装甲兵制服外的套服。至于一般的徽章，包括肩带和装甲兵的骷髅头领章及其他军用徽章等，则都别在夹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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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意大利，一个武装党卫军独立维修连正在翻修一辆虎式战车。虎式战车营在战场上之所以能成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装备齐全的维修连让这些结构复杂的战车时时刻刻保持在可战斗的状态。这辆虎式战车看起来正在进行炮塔大修，注意炮塔上仍装着烟雾发射器，不过到了1943年底之后就不再安装了。虎式战车最大的缺陷就是机动力不足，其最高越野速度只有每小时20千米（12.5英里），就算只是开上平缓的斜坡，速度也会降低不少。虽然虎式战车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KwK 36 L/56战车炮威力十足，可轻易击毁盟军战车，但其炮塔的旋转速度却慢得令人感到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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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3年在意大利北部某地，一辆早期型的虎式1号（Pz.Kpfw.VI）战车正穿越一座农场前进。五名战车组员中的四人坐在车外吹风，只有驾驶员待在车里。在温暖和煦的天气里，战车兵总是会尽可能地待在车外，而不是会让人感到幽闭的车内。不过图中这几个战车兵很不寻常地穿着老式的黑色装甲兵制服，戴着黑色的装甲兵用野战帽，该帽是以陆军标准的装甲兵用野战帽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实际上战争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党卫军装甲兵都已经选择穿着党卫军用的迷彩装甲兵罩衫，这样在车外时会有较佳的掩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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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波河河谷，图中的高射炮是一门经过伪装、装在半履带炮兵牵引车上的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 38自走四联装高射炮（Flakvierling）。四联装高射炮能够对地面和空中目标发射出如暴风般的凶猛火力，对在低空飞行的飞机和轻装甲车辆造成致命威胁，其4根炮管总计可以在1秒钟之内发射30枚20毫米口径高爆弹，炮口初速达每秒900米（2951英尺），最大射高可达2200米（7221码）。四联装高射炮有很好的适应性，不但可供陆上单位使用，也可装在U艇和军舰上。不过空军、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人员都发现作为高射炮平台的半履带火炮牵引车难以随处移动。就如同这张照片显示的，高射炮平台四周的侧板可以放下，为炮手提供额外的作业空间，四联装高射炮用的弹匣则放在收起侧板旁的置物架上，此外半履带车时常还会拖着一辆单轴拖车，上面满载额外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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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意大利作战期间，一辆Sd.Kfz.251半履带车正停在一辆豹式战车旁。Sd.Kfz.251半履带车是一款为供装甲掷弹兵使用而开发的装甲人员载具，不过一直到1942年，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和“骷髅师”升格为装甲掷弹兵师之后，Sd.Kfz.251半履带车才配发给武装党卫军使用。Sd.Kfz.251半履带车可搭载一个完整的党卫军10人步兵班以及配备的机枪，并且能够将步兵直接运送至战场边缘后再让他们下车作战。在整场战争中，半履带车的战术运用方式不断发展：刚开始，当战车突破敌军的防线挺进时，武装党卫军的装甲掷弹兵就会在装甲车辆的前方移动，并保护其侧翼以对抗敌军的反攻；不过到了1943年时，因为德军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装甲掷弹兵的战术便跟着改变，他们的任务变成压制敌军的反战车部队以及反战车炮阵地；在意大利战线上，半履带车总是可以马上把党卫军部队运送至战场前缘，然后车上官兵就下车进攻敌军的固定阵地，而半履带车则提供宝贵的火力支援；到了1944年，党卫军的装甲掷弹兵愈来愈依赖战车的支援，虽然半履带车更容易被敌军炮火摧毁，但用途广泛的半履带车仍持续服役，直到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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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安齐奥苦战期间，一名党卫军士兵正搀扶着一位受伤的同僚，他们隶属于新编成的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师“党卫军最高长官师”，至于后方的Sd.Kfz.251半履带车则隶属于某个国防军单位，其MG34机枪已经用护套包裹住。党卫军最高长官师一直在安齐奥∕内图诺的桥头堡一带奋战到1944年3月9日，之后该师的大部分兵力就被调至匈牙利，协助解散赫希（Horthy）的政府。但随着盟军继续穿越意大利挺进，该师就被调回，并在1944年余下的时间里参与了许多次防御战。党卫军最高长官师在从事游击战时可说是恶名昭彰，该师在扫荡游击队时对平民犯下了大量暴行，其官兵在帕度勒迪符赛索（Padule di Fuceccio）和圣塔安娜迪史塔奇马（Santa Anna di Stazzema）进行了几场大屠杀，此外，也在1944年9月于马尔扎博托（Marzabotto）杀害多位平民，不过德军稍后宣称这些丧生的平民并非被处决，而是在党卫军部队和游击队的激烈交火中遭流弹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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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意大利北部，一门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Pak 40反战车炮和一挺MG42机枪正在路旁的防御阵地中待命。武装党卫军广泛使用MG42机枪。MG42机枪是以MG34机枪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但经过简化以利生产，且准确度相当高，并拥有十分惊人的射速。此外MG42机枪易于操作、可靠度高，可在任何地形或天气状况中使用，堪称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机枪设计之一。盟军部队随即开始敬畏MG42机枪独特的咆哮声，时常将这种声音形容为“就像油毡撕裂的声音，但更大声”。在装上供持续射击用的三脚架时，MG42机枪是一款可怕的防卫武器，但在装上双脚架时重量也不重，可作为步兵班的主要武器，就像本图中的一样。曾有一名机枪手认为步兵班其余士兵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我的MG42机枪携带额外的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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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季时，一组武装党卫军Pak 40反战车炮的炮手在哥德防线上进行训练。党卫军广泛使用的Pak 40反战车炮在对付盟军战车时可说格外有效，Pak40反战车炮的7.5厘米（2.95英寸）口径炮弹能够轻易贯穿大部分盟军战车的装甲。反战车炮营被用来瓦解或阻挡敌军的装甲部队攻击，接着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士兵就会迅速展开反攻，击退已经进入防线中的所有敌军步兵。反战车炮手们随即发现他们使用的武器威力太强，因为在射击时会变得很不稳定，不过党卫军依然继续使用此型反战车炮，它在由训练有素的人员操作时可说是极为致命的一款武器。

[image: ]


一辆经过改装的Sd.Kfz.7/1半履带车搭载了一门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38高射炮，这门高射炮被部署在哥德防线附近，用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哥德防线从亚得里亚海的佩扎罗（Pesaro）开始，在佛罗伦萨（Florence）以北横贯意大利半岛，直到地中海的马萨（Massa）。为了尽可能迟滞盟军的推进，德军相当明智地修筑了这条彻底要塞化的防线，由一系列令人畏惧的障碍构成，其中包括数百座支援步兵用的钢制掩体，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坑道和防御用枪眼，以及数以千计的地雷，此外还有嵌入岩石或安装在厚重混凝土基座上的豹式战车炮塔，因此防御火力相当强大。被毁的房屋和农舍内都藏有战车和自走炮，只有炮管露在外面，对准前方的暴露地带。盟军在1944年12月进抵哥德防线，但一直未能发动最后一击，直到1945年4月时才在付出相当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下突破哥德防线。防线的守军无处可逃，几个星期后意大利境内的德军就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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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6月，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在诺曼底战区中向前推进。该师在从位于利雪（Lisieux）附近的基地前往盟军入侵的滩头堡时，不断遭受到盟军战斗机的反复袭击，使得许多纵队濒临瓦解。一名第13连的士兵后来回忆：“前进中的希特勒青年团师就像遭天谴一样，盟军的空袭为各处带来死亡和混乱。”担任团长的党卫军上校库特·迈尔在搭车前往前线的途中遭到轰炸，但幸运地逃过一劫。


第五章　诺曼底战役

当盟军的入侵愈来愈迫在眉睫时，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立即就被部署至诺曼底战区中。

就在盟军登陆之前，“希特勒青年团师”（Hitlerjugend）进入法莱斯（Falaise）附近的集结区。除了由军官和士官等老兵组成的核心干部外，该师的年轻人都还没上过战场，但大多数人都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感到兴奋。随着1944年炎热夏季一天天地过去，德军进行防御准备工作的节奏加快了，一些演习行动暂时停止，因为德军相信盟军的入侵迫在眉睫。

在6月6日的前几个小时里，随着盟军入侵的报告不断传出，德军西线总司令伦德施泰特（Rundstedt）将第15和第7军团的警戒级别提升到最高；在同一时间，他也下令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准备与陆军的装甲教导师（Panzer Lehr）以及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一起推进。第一天的整个早上，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卡车和战车车队依照指示行经诺曼底地区拥挤的狭小道路，向北前往卡昂（Caen）市及其周围区域。德军车辆一路上持续遭到盟军战斗机低空扫射，许多纵队因此濒临瓦解。到了6月7日，经过一天多的不间断行军后，筋疲力尽的党卫军上校库特·迈尔下令麾下士兵投入战斗。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从刚挖好的壕沟中蜂拥而出，凭借着凶猛的火力进攻英军和加拿大军的阵地。双方在近距离激烈战斗，希特勒青年团师的男孩们不断扔出手榴弹，并用机枪扫射敌军战线。

希特勒青年团师是武装党卫军第一个进入诺曼底战场的单位，新编成的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葛兹·冯·伯利欣根师”（Götz von Berlichingen）也奉命开往当地，但停留在比利时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却被指示在原地待命，以防止盟军接下来可能在帕斯德卡莱斯（Pas de Calais）登陆。阿道夫·希特勒师最后终于投入战场，但等到该师参与卡昂周围的战斗时，他们已经长达11天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党卫军第2装甲师“帝国师”依然留在法国南部，防止盟军在那里发动攻击，不过该师后来随即奉命前往诺曼底。

帝国师在前往北部的过程中可说是浴血奋战。该师一路上遭遇法国抵抗运动（译注：即二次大战时，法国人民反抗德国占领的抗争行动。）的阻挠，寸步难行，不过由于党卫军官兵已经在东线上一些最猛烈的战斗中有过类似经验，因此便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报复行动，当中包括屠杀欧哈多苏赫格朗（Oradour sûr Glane）村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所有村民。帝国师最后在7月10日抵达诺曼底，并进入佩希耶（Périers）附近的防线。

德军指挥官马上明白，盟军的目标就是要拿下卡昂。在6月8日夜间，迈尔骑着摩托车领导一队阿道夫·希特勒师的豹式战车（Panther），杀进加拿大军第7旅的防线。接下来的几天，党卫军官兵就和盟军爆发激战，直到装甲教导师前来增援这些精疲力竭的男孩大兵为止。身经百战的陆军装甲教导师在从沙特尔（Chartres）出发赶往前线的过程中已经饱受盟军空袭的攻击，损失了超过80辆自走炮、130辆卡车、5辆战车和大量其他装甲车辆。

双方不断在卡昂周边地区激战。在诺曼底乡下纵横交错的村镇小巷和农场小径间，阵亡官兵的尸体遍布四处，中间夹杂着许多被击毁并烧个精光的各式车辆。而此处惨烈的战斗造就了希特勒青年团师狂热激情的传奇名声。


“喷火式（Spitfire）战斗机攻击我的连，榴弹炮和火箭发射器被打成一堆废铁，一名步兵就躺在路上，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动脉，鲜血从喉头汩汩流出。最后他死在我们的怀里。”



——库特·迈尔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卡昂附近的战斗加剧，党卫军官兵拼死守住防线，毫不留情。盟军最初的入侵计划是要求在两日内攻下卡昂，但到目前为止这场会战已经持续了超过一个月。但到了7月9日，卡昂之役就结束了。两天后，阿道夫·希特勒师救出了希特勒青年团师，该师的主力部队就撤回萨希（Sassy）和邦斯（Bons）之间的休息区，不过党卫军第12师男孩们的喘息时间相当短暂，他们马上又展开行动，试图阻挡英军的大规模突破。

然而诺曼底乡间的地形条件实际上是对德军有利。在低洼道路的两侧有高耸的篱墙作为屏障，盟军装甲部队的先锋单位只能顺着道路前进，在这种地形的帮助下，党卫军部队可以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人一弹。不过猛烈的空袭和海军舰炮的岸轰不断地扰乱德军移防，对德军装甲部队造成的伤害和毁灭难以估计，并且危及西线德军支撑战局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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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师的装甲掷弹兵正在诺曼底的卡昂地段监视敌军动向。1944年6月7日的早晨，在敌军持续空袭下经历超过整整一天的强行军后，筋疲力尽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主力部队已经进入卡昂以北的区域，这里正位于英军和加拿大军从滩头出发向内陆挺进的路上。由于盟军猛烈的空中轰炸，卡昂已经遭受严重破坏，许多街道都被成堆的碎瓦砾堵塞，因此装甲部队无法通行。不过党卫军官兵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座城市。

7月29日，帝国师和葛兹·冯·伯利欣根师的部分单位成功地在圣丹尼勒加斯（St Denis le Gast）突破美军一个装甲团的阵地，但当美军对进攻德军进行压倒性的反攻时，德军攻势随即崩溃。到了8月初，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开始瓦解，虽然各军和各师在表面上依然存在并持续行动，但它们一个个正逐渐变成小型的战斗群，缩减至营级规模而已。

当美军突破德军防线时，诺曼底战役就变成一场机动战，灾难开始降临到德军身上。为了使诺曼底的德军部队逃过被彻底包围并歼灭的命运，当局因此下令部队通过法莱斯-阿根坦（Argentan）缺口进行一连串撤退行动。8月16日，德军持续撤退，并渡过欧贺内河（Orne），希特勒青年团师则奋不顾身地继续战斗，以保持缺口畅通，但仍有大批德军装甲部队被困在日渐紧缩的法莱斯口袋内。到了1944年8月21日，法莱斯口袋之战终于结束，党卫军倍受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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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法国北部，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部队正在一处沼泽里跋涉前进。1944年6月7日接近傍晚时，英军向卡昂的推进已经被挡了下来，但党卫军已经被驱逐到卡昂的北方和西北方，在人员及物资上均蒙受惨重损失，不过党卫军第12装甲师却开始掘壕固守，因为盟军很明显地尚未完全放弃攻占卡昂的企图。在当天夜间，第5装甲连的人员共同享用了他们从被击毁的加拿大军战车中“解救”出来的口粮，当中很多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食物，除了常见的罐头肉类和蔬菜以外，他们还吃到许多奢侈品，比如花生米和巧克力。之后这些男孩们待了下来，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但离战败还远得很。在经历过残酷的浴血殊死战后，他们终于变成了真正的战士，但这成就的背后却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对武装党卫军而言，诺曼底战役的代价十分高昂，许多最精锐的单位都毁于一旦，帝国师只剩下大约450人和15辆战车，党卫军第9装甲师“霍恩史陶芬师”（Hohenstaufen）则只剩下460人和约25辆战车，党卫军第10装甲师“弗伦兹堡师”（Frundsberg）则损失了所有的战车和炮兵，希特勒青年团师只有300人生还，战车只剩下10辆，炮兵则荡然无存了。

随着德军在诺曼底全线溃败，残余的部队就撤退至安全的地方进行整补并休息。阿道夫·希特勒师撤至亚琛（Aachen），帝国师则是慢慢退往德国境内的埃菲尔山脉（Schnee Eifel），希特勒青年团师退至马斯河以东，葛兹·冯·伯利欣根师则前往麦茨（Metz），至于霍恩史陶芬师和弗伦兹堡师则是退至荷兰乡间地带一个叫阿纳姆（Arnhem）的小镇。

尽管武装党卫军实际上几乎是全军覆没，但诺曼底战役再度证明了他们是世界上最英勇的战士。然而面对盟军的数量优势，诺曼底的党卫军士兵只能想办法拖延，而不是击败对方。

几个月之后，武装党卫军官兵再度振作起来，进行了一波穿越阿登（Ardennes）地区的大胆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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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6炮兵团的鲁道夫·夏夫（Rudolf Schaff）曾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党卫军显示出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曾像挤牛奶女工那样地战斗。”他看着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士兵向前进攻，但当晚又看到其中一些人筋疲力尽地回来，“因为挫折而哭成一团，不是因为损失惨重，而是因为没有抵达目标——也就是海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党卫军第12师的士兵遭到愈来愈猛烈的攻击，当中最具毁灭性的就是从沿岸的战列舰上发射的重炮炮弹，由于炮击太过猛烈，战车掩体都被重建成碉堡。6月9日夜间，精锐的国防军装甲教导师在非洲军（Afrika Korps）老兵弗里兹·拜尔莱（Fritz Bayerlein）的指挥下进入防线，与党卫军第12师并肩作战。盟军的空袭已经让装甲教导师在抵达战区之前就损失了超过80辆自走炮、130辆卡车、5辆战车和其他许多各式装甲车辆。尽管运气奇差无比，但装甲教导师、第21装甲师和党卫军第12装甲师依然构成了坚强、骁勇善战的装甲部队核心，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得以组建卡昂地段的防务，进而使盟军的战斗进展大幅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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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6月，MG34机枪手在诺曼底作战。机枪射手一般来说是掷弹兵里面最有经验、受勋最多的，他的副射手则要负责弹链给弹顺畅，并将机枪维持在完全正常可用状态。机枪是步兵班的主要攻击武器，步兵班中其余步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机枪携带额外的弹药，步兵班里的其他成员中一般来说会有两个人通常要负责带新弹药给机枪。MG34机枪是一款性能优良的武器，以极高的标准生产，射速极高（不过没有其后继枪型MG42来得高）。在整条战线上，盟军士兵相当尊敬德军的机枪和训练有素的机枪射手，也十分佩服那些狂热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青少年们。他们从掩蔽处和刚挖好的壕沟现身，和盟军在近到不能再近的距离奋勇战斗，然后撤退；他们使用老兵干部教给他们的东线把戏，看起来像撤退，其实是要让追兵进入伏击陷阱。在附近的马隆（Malon）村，这些男孩建立了防御阵地，拿着致命的“铁拳”（Panzerfaust）偷偷接近敌军战车，然后一举击毁数辆。这些年轻的装甲掷弹兵总计击毁了28辆英军和加拿大军战车，自己则毫无损失。许多盟军官兵看见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小伙子都感到震惊不已，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年轻世代交手。战地记者切斯特·威尔摩特（Chester Wilmot）评论：“守在这个地段的党卫军第12师部队极为顽强且狂热地作战，在这场战役期间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名英军战车车长说他们在战车间灵活地移动“就像野狼一样，直到我们被迫冒着他们的致命火力，违背自己的意志开枪打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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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经过前进中盟军部队的猛烈攻击后，一个无法辨认的武装党卫军单位在法国北部某地埋葬阵亡同僚。在诺曼底战役头几天内，德军部队试图防止盟军建立坚固的滩头堡，但他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迫使敌军步兵和装甲部队撤退。到了6月14日，德军的损失比率正在上升到无法承受的程度，几乎在每一条道路上都可以看到死亡和毁灭的惨状。在盟军入侵的头几天内，德军方面就明白，除非有援军抵达，协助填补那些在逐渐瓦解的战线上日益加宽的缺口，否则绝对没有办法遏制敌军。接着，驰援的德军装甲部队缓慢又艰难地赶抵前线，他们在日间不断受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骚扰，在夜间则因为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破坏道路、铁路和各式运输车辆而不得不放慢脚步前进。第一批抵达的援军是党卫军少将维尔纳·奥斯腾多夫（Werner Ostendorff）担任师长的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葛兹·冯·伯利欣根师”，接着国防军的第2装甲军团在险恶的旅程后也开始抵达，以支援受重创的装甲教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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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4年的一场演说后，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轻拍一名男童的脸颊。希姆莱信心满满，认为武装党卫军部队将会在盟军入侵法国期间一战成名。但自1944年6月6日起，党卫军各团一个接一个地在诺曼底战役里消耗。就像他敬爱的元首一样，希姆莱对于任何撤退的要求都装聋作哑，并拒绝相信关于敌军战力的报告，任由党卫军部队在各个过度延伸的战区内疲于奔命而精疲力竭。1944年夏季，西线上的武装党卫军已经处在消耗过度的边缘，但希姆莱这位纳粹帝国卫队的缔造者却相当肯定，他亲自精挑细选的“雅利安超人”就算是在如此不利的状况下，还是可以克敌制胜。不过尽管拥有狂热的勇气，对任何命令也盲目服从，但武装党卫军面对太多的盟军人员、枪炮、战车、战斗机、轰炸机和海军舰炮，最终仍无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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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士兵将国旗铺在地上，以利空中识别。不过这方法没什么效果，因为在战场上，盟军飞机数量远远超出德国空军的飞机数量，达50:1。但尽管压力与日俱增，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还是在卡昂城的废墟中奋战不懈，坚守阵地。面对不间断的盟军炮击和海军岸轰，这些年轻的掷弹兵并不指望可以迅速移动，他们反而小心翼翼地伪装，部署在房舍废墟里、壕沟里，不然就是以旁边的战车作为机动据点。他们蓬头垢面，肮脏不堪，在骇人高温下面对渺茫的获胜希望却依然奋战不休。由于局势紧张，掷弹兵会发疯似的把他们在夜间进出阵地形成的足迹扫干净，以免天亮后被侦察机发现。尽管面对敌军炮兵和反战车火力如铁锤般地不断重击，党卫军第12师的战车在掷弹兵的支援下仍奋勇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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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诺曼底的激战中，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士兵就地隐蔽。尽管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年轻小伙子在战斗中展现了过人勇气，但该师却已经岌岌可危。一份6月17日的师部报告透露：“敌军光是发挥不可思议的物资优势就足以赢得胜利……其步兵的战斗价值根本微乎其微。成功防御，之后发动攻击的其中一项主要条件就是有效压制敌军炮兵……”到了6月24日，该师的损失上升至2550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党卫军第12装甲师已经在准备建立新防线，以防止敌军可能对卡昂发起的攻势，他们不但挖掘了伞兵坑，也在房屋内布置了步兵阵地和机枪掩体，数百处经过仔细挑选的防御阵地都已经加以伪装，准备好进行近距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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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诺曼底，武装党卫军部队爬出一个英国海军舰炮轰击形成的弹坑。对德军部队而言，海军岸轰一直是一个威胁。1944年6月14日，党卫军第12师位于卡昂附近维诺（Venoix）的师部遭到英军军舰直接炮击，党卫军少将师长弗里兹·威特（Fritz Witt）下令所有人都躲到掩体里面，自己则最后一个跳进壕沟里。结果当他还没来得及跳进去时，一枚炮弹就在树顶爆炸，如冰雹般的大块弹片就这么刺进他的头部，威特当场阵亡。第25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党卫军上校库特·迈尔奉命接手该师指挥权，他当时年仅33岁，“装甲”迈尔成为德国武装部队中最年轻的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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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6月下旬“埃普桑行动”（Operation Epsom）期间，一群伪装严密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掷弹兵正通过诺曼底一处树林前进。蒙哥马利（Montgomery）将军展开装甲部队攻势，意图打破卡昂前的僵局。到那个时候为止，这场战役已经是一场消耗战，德军得不偿失，而当盟军能够以相对较快的速度弥补所有损失时，德军的援军早已捉襟见肘。从6月中旬开始，蒙哥马利准备好在卡昂地区派出麾下部队进行大规模突击。埃普桑行动可说是一场格外艰辛的战役，放眼望去，战场上到处都是阵亡的士兵和被毁的装备，双方都毫不留情。盟军竭尽全力要扩张滩头堡，而且对希特勒青年团师官兵的作为愈来愈愤怒，因为尽管屈居下风，他们仍顽抗不已，不过问题不在于他们的勇敢，而在于他们如同许多党卫军单位一样的残暴倾向。6月8日，党卫军第12师的官兵枪杀了在欧蒂（Authie）俘虏的45名加拿大人；过了一个星期，狂热的年轻党卫军士兵又杀害了另外60名英军和加拿大军战俘。不过，在同一时期内，他们却有900多人在战斗中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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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埃普桑行动期间，武装党卫军部队和英军爆发激战。当这场会战在6月26日展开时，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师长写道：“早晨的天空已经可以看见曙光，每一样事物都静得出奇，我还在劳雷（Rauray）跟马克斯·温舍（Max Wünsche）一起看着最后一批战车驶进集结区……然后德军炮兵开始炮击。英军的低空攻击机呼啸着从头顶上飞过，对准劳雷接连发射火箭。物资消耗战的地狱大门已经打开了。第一批战车开始隆隆地驶往前线，攻击行动在刚开始时进展不错，但却因为英军的反攻而陷入僵局，这场仗接着变成战车战，官兵以坚定无比的决心战斗……卡昂是攻击的目标，是蒙哥马利的大奖，该市会被钳形攻势掐得死死的；德军的战线会跟着一起被拖下水。”在当天的战斗中，光是德军战车和反战车炮便击毁了至少50辆英军战车，但装甲掷弹兵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在有些地方好几个营已经是全军覆没。党卫军一等兵约亨·莱考夫（Jochem Leykauff）写下在进攻卡昂期间和英军爆发的殊死战斗：“阵地再也守不住了，掷弹兵紧贴着岩石构成的壕沟前进，迫击炮炮弹就在树梢爆炸，重机枪对着阵地来回扫射。我们掷弹兵根本没有重兵器，我们爬向卡宾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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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7月，三名士兵行经卡昂附近一处燃烧中的农舍，很可能是在“恰伍德行动”（Operation Charnwood）期间。这次行动在7月7日展开，由对卡昂的炮击拉开序幕，首先由战列舰罗德尼号（HMSRodney）的406毫米（16英寸）口径主炮对该市进行炮击，接着由英国皇家空军（RAF）的重轰炸机进行大规模轰炸；到了6月8日早晨，盟军终于对卡昂和其周边地区发动攻击。在长达两天的激烈战斗中，一些英军步兵营蒙受了25％的伤亡。在周围的几个小镇和村落里，希特勒青年团师拼死抵抗，至死不退，防止敌军占据任何土地。不过到了此时，希特勒青年团师不是战场上唯一的党卫军装甲师，来自全欧洲各地的援军都赶往了诺曼底战线，当中包括武装党卫军的精锐部队党卫军第1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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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昂周边的战斗是血腥的消耗战。德军由于多年来在东线战斗的锻炼，无一例外地都要比毫无经验的对手优秀，不过盟军数量优势的效果开始显现，党卫军第12师可能会被包围歼灭，但是希特勒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卡昂。“装甲”迈尔对于“元首命令”大吃一惊，并且打算忽略该命令，而不是看着麾下的“小伙子”进行师级自杀。他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弹药也迅速耗尽，唯一可能的结果便是被敌军逐退。与希特勒的命令相反，该师的残部奉命将重兵器撤出卡昂，并在后方建立一道新防线。当他们撤退后，挺进中的加军就横扫了他们的旧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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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武装党卫军的机枪小组正在开火，他们使用的武器是捷克制的ZB-30机枪，算是同级武器中性能最佳的一款，英军便是以此枪为基础发展出著名的布伦（Bren）机枪的。武装党卫军使用这类武器的理由可追溯至其创建初期，德国陆军在战前控制了武器采购，并且不愿意将新式武器交给纳粹党的党卫军，因此党卫军就必须另觅武器来源。之后，德国占领波希米亚（Bohemia）和摩拉维亚（Moravia），使德国人能够取得基础深厚且极具影响力的捷克军火工业，党卫军因此取得ZB-30。如同所有的党卫军掷弹兵一样，图中这些士兵要绞尽脑汁，才能把武器尽可能部署到最有利的防御阵地。由于有精心设计的迷彩罩衫，他们完全融入周围的地貌，难以察觉。在诺曼底，武装党卫军的机枪小组仔细地部署了一些备用防御阵地，使得他们在被敌军逼退后仍可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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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诺曼底，一辆霍希轻型卡车已经被许多枝叶盖住，以避免遭到空中攻击。1944年，德军在法国损失的车辆数目是灾难性的。到了诺曼底战役结束时，武装党卫军已经有大量装甲车辆、火炮和装备被毁。最惨重的损失发生在1944年8月，到了8月底，前线上没有一个德军装甲师可以派得出几辆战车和火炮。许多驾驶员在日间驾车穿越诺曼底的乡间时都提心吊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最容易遭到盟军战斗轰炸机的攻击。为了避免严重损失，各单位白天都被迫伪装车辆并隐蔽起来，只敢在夜色的掩护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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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隶属于帝国师的摩托车单位正辛苦地从法国南部赶往诺曼底战区。1944年6月8日，大约1.5万名帝国师官兵、209辆战车和自走炮开始撤出蒙托邦（Montauban），准备进行长达720千米（450英里）横越法国的旅程，一路上可说是浴血奋战。帝国师早在1940年时就曾以党卫军分遣师的身份穿越过这个地区，但此刻他们却遭到法国抵抗运动的持续攻击。对强悍的党卫军战士而言，他们曾在东线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和游击队进行血腥残忍的战斗，因此便以相同的方式回应。帝国师一路上犯下了许多暴行，当中包括一些西线上最令人发指的骇人血案，不过他们却认为这在东线是司空见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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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师的掷弹兵正准备从伪装良好的Sd.Kfz.251半履带车下车。即使英军和加军拿下卡昂之后，被孤立的德军口袋阵地还是在该市的北边和西边继续抵抗，不过到了1944年7月9日，一切战斗都结束了。“装甲”迈尔写道：“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士兵已经达到体能极限。他们于第一线上奋战了四个星期，孤立无援，在会战中遭受惨重打击……当他们进入战场的时候，朝气蓬勃、容光焕发；今天，他们戴着沾满泥巴的钢盔，憔悴的脸庞因此显得更加阴沉，两眼空洞无神。”到了7月11日，党卫军第12师终于被阿道夫·希特勒师救了出来。党卫军第12师蒙受了60％的伤亡，其中有1/3阵亡。在撤回萨希和邦斯后，该师残部就进行整补，但为时并不久：一周后当蒙哥马利在卡昂以东发动另一波攻势时，他们就再度投入战场，协助阻挡英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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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诺曼底作战的一名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的掷弹兵。士兵们已经把枝条盖在Sd.Kfz.251装甲车上加以伪装，以防止可能的地面或空中攻击。这张照片是在1944年7月底或8月初于维孟特（Vimont）地段拍摄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在那里打了一场防御战。盟军持续对整条德军战线进行大规模轰炸，强度丝毫不减，不论是部队还是装甲纵队都被炸个粉碎。在这段艰难的时间，武装党卫军部队尽全力守住阵地，在猛烈的炮兵和战车火力下打了几场惨烈的局部战斗。到了8月初，当美军突破德军防线时，情况就变得更糟了，巴顿（Patton）将军指挥的美军第3军团战车纵队迅速推进，德军部队面临被包围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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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躲在掩体里的机枪手看着几名同僚结束侦察巡逻后返回阵地。MG42机枪装在三脚架上，并附有连续开火时使用的瞄准镜。所有的掷弹兵都配备了MP40冲锋枪，也都穿着第二式迷彩罩衫，绿色“橡叶”色块配上红棕色底色的夏季用迷彩露在外侧。钩在Y带上的是武装腰带组，其中包括一个A架，上面挂着饭盒、防毒面具罐和防毒斗篷袋，卷好的帆布斗篷则扣在外侧；挂在腰带上的有面包袋、水壶、掘壕工具和MP40冲锋枪用的弹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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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时，一名隶属于第716步兵师的士兵正走出诺曼底海岸上的一座防御阵地。在盟军入侵诺曼底前，党卫军第12装甲师的党卫军少将师长威特驾车至英吉利海峡沿岸勘察，以搜集有关该师可能会驻防的地区资讯。结果威特并没有对此有什么好印象，他认为第716步兵师沿着海岸的阵地尚未做好准备，在火炮碉堡和重机枪阵地后方只有少数的反战车武器；许多碉堡仍在修建中，甚至是这些修建中的碉堡都没有做好防止空中攻击或舰炮轰击的措施。鉴于防务的状况，威特认为盟军登陆将会成功，再加上意料中的海军岸轰和空中轰炸，他十分确信敌军可以迅速向内陆推进。在对海岸地区与外界联系的道路和桥梁进行仔细的视察后，威特认为古城卡昂周边的地段特别容易吸引敌军前进，因此相信在敌军登陆诺曼底海岸后，该城将会成为战斗的主要焦点。不过德军最高统帅部并不认同威特的看法，他们错误地认为盟军最可能的入侵地点是帕斯德卡莱斯，就算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也只是把德军注意力从北边转移开的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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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隶属于帝国师的装甲单位马上就要进入诺曼底地区。一辆可能被当成临时指挥所使用的霍希越野车已经用稻草严密伪装，以降低日益升高的空中攻击风险。帝国师愈靠近诺曼底，该师单位就得愈常在夜晚行动。当他们进入诺曼底乡间时，驾驶员们虽然开着车，却寸步难行，偶尔当敌机俯冲而下准备攻击时，他们还得马上从卡车或装甲车辆上跳车，躲到战车的车底下找掩蔽。实际上所有抵达诺曼底的帝国师装甲单位都已经陷入混乱中，需要花上几天时间重整才能开始作战。德军装甲部队将领发疯似的要求燃料、后备兵力、新路线以及其他所需的重要物资补给，以继续前进。帝国师在落后时间表将近三周后，于6月15日至30日间才抵达战区的后方，但已经筋疲力尽。该师一直要到7月初才投入战斗，各单位分批进入战区，在古腾斯（Coutances）、圣洛（St Lo）、佩赫西（Percy）及莫尔坦（Mortain）等地迎战美军，但到了那时却已经蒙受了惨重损失。虽然帝国师遭到盟军轰炸重创，但却尚未被击败，不过他们在穿越法国境内长达720千米（450英里）的旅程期间犯下的暴行将会永远被世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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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后来被称为法莱斯口袋的激战期间，在一个刚挖好的散兵坑内，一名隶属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的掷弹兵正准备用暗黄色的6×30望远镜观察四周动静，伪装十分良好，注意他的身旁有一枚M24棒形手榴弹。1944年7月，党卫军第12师撤出诺曼底前线，但当德军在马尔托（Maltot）和冯得（Vendes）之间的阵地即将崩溃时，希特勒青年团师就再度投入战斗中。有许多武装党卫军官兵在这里丧命，那些没有遭到歼灭或在大包围圈中被俘的官兵，只有在遗弃大批装备后才得以逃出生还。希特勒青年团师被派至诺曼底，以便在战斗中证明实力。但对所有那些希特勒的年轻信徒而言，诺曼底不只是他们的竞技场，还是他们的坟墓。当德军部队杀出一条血路返回帝国边境时，迅速机动的盟军装甲部队在后面穷追不舍，数以百计的官兵因此阵亡。到了1944年8月底，诺曼底战役终于结束，党卫军第12师再也不是大约10星期前自信满满地进入战场的那支部队，当他们在9月初于伊瓦尔（Yvoir）附近渡过缪斯河（Meuse）撤退时，只剩下600个人，一辆战车也没有，炮兵的弹药也全部用光。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对于希特勒青年团师的状况感到难过，并评论道：“这群充满信仰的年轻人在如此无望的局势中牺牲殆尽，实在令人遗憾。”由于该师在诺曼底形同遭到歼灭，因此只在从法国撤入比利时的过程中进行了一连串小规模的防御战。到了1944年9月中旬，筋疲力尽的党卫军第12装甲师就被调回德国进行整补，以使其能够参与阿登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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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8月，一辆3号突击炮G型正停在法国北部某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3号突击炮G型是此系列的最后一个型号，于1943年开始服役，装有一门致命的7.5厘米（2.96英寸）口径的StuK 40L/48主炮，穿甲能力最高可达91毫米（3.6英寸）厚的三十度倾斜装甲，在1000米时更可贯穿109毫米（4.3英寸）厚的垂直装甲。此外，为了近距离防御，3号突击炮G型也装了一挺7.92毫米（0.31英寸）口径的MG34机枪。在1944年春季期间，武装党卫军得到了两个突击炮连，每连有22辆3号突击炮G型，划归在帝国师和阿道夫·希特勒师的装甲团之下，以准备抵御即将来临的盟军进攻法国的行动。在诺曼底战役期间，党卫军的掷弹兵相当依赖3号突击炮的火力支援，其在防御阵地里对抗前进中的敌军装甲部队格外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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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隶属于党卫军第9装甲师“霍恩史陶芬师”的掷弹兵在一辆被漆上迷彩的征用民车上留影。6月6日，还在波兰的基地的霍恩史陶芬师奉命与党卫军第10装甲师“弗伦兹堡师”赶往前线。由于盟军的攻击造成大量破坏，这两个师横越法国所花费的时间比通过欧洲其余地区还要久。1944年8月3日，霍恩史陶芬师试图在雪尼都勒（Chenedolle）和蒙尚（Montchamp）消灭发动攻击的英军先头部队，但因为该师已经被持续不断的盟军空中和地面攻击削弱，所以只获得局部成功。党卫军第10装甲师“弗伦兹堡师”从奥内（Aunay）地段撤回，并在霍恩史陶芬师开始对雪尼都勒进行更坚决的攻击时加以支援。争夺该城的战斗在8月4日至7日进行，最后因这两个武装党卫军装甲师脱离战斗并撤出该地区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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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渡过塞纳河（Seine）撤退的过程中，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的某个单位利用一部分被摧毁桥梁的残骸，使一辆巴伐利亚引擎公司（BMW）制的挎斗摩托车得以通过障碍。在1944年8月24日至25日夜间，希特勒青年团师孟克战斗群（Kampfgruppe Mohnke）的最后一批部队渡过了塞纳河，这几乎就意味着该师在法国作战的日子宣告结束。8月25日，第5军团总部终于下令所有所属单位都在该河以南战斗，并撤至里斯勒（Risle）和塞纳河后方。当最后一批单位撤退后，德军就建立了强大的防御阵地，以使所有残余的希特勒青年团师掷弹兵可以安全地渡河。到了8月26日早晨，党卫军第12师的主力部队就已经在塞纳河后方的恩福荷维勒苏雷蒙梅迪（Amfreville-sous-les-Monts-Muids）了，而其他单位则移动到博蒙（Beaumont）以西，一大批掷弹兵在博韦（Beauvais）地区集结，还有一些该师的掉队人员在8月底至9月初的几天之间陆续抵达。在这些掉队人员当中，有些曾被迫留在后方的诺曼底，并想尽办法穿越敌军占领的区域安全抵达，有一些人是脱下了独特的武装党卫军迷彩服，并穿着农民服装穿越法国乡间，带着牛奶罐、犁耙和干草叉等等，其他人则打扮成吊唁者，手上还拿着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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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1式战车E型（Pz.Kpfw.VI）是诺曼底最令人畏惧的战车之一。虎式战车速度缓慢，连续行驶距离短，炮塔的旋转速度也相当缓慢，但却拥有厚重的装甲和威力强大的主炮，在高手的操纵下绝对可以主宰战场。虎式战车的数量一直都不足，在诺曼底的两个党卫军重战车营总计从未有超过90辆战车，但这些虎式战车造成的破坏跟它们的数量比起来根本不成比例。虎式战车王牌米夏埃尔·魏特曼（Michael Wittmann）和它的乘员设法在波卡基村（Villers-Bocage）挡住英军一整个师的攻击。虎式战车的威力加上战车乘员的丰富作战经验，使得盟军战车兵对其充满恐惧。由于“畏虎症”的问题太过严重，蒙哥马利将军不得不加以干涉，下令禁止发布有关虎式战车行动的报告，以免盟军战车兵的心理受到负面影响。

[image: ]


图为一辆武装党卫军的胡蜂式（Wespe）自走炮正在作战。胡蜂式自走炮装备一门10.5厘米（4.1英寸）口径的leFH 18/2 L/28野战炮，安装在一个轻装甲、敞篷式的箱形结构中，使用2号轻战车的底盘，动力来源为140马力的迈巴赫HL 62 TR R6汽缸汽油引擎，最高越野速度为每小时20千米（12.5英里）。这些自走炮在党卫军装甲师的装甲炮兵营内服役，每个营包括2个轻炮兵连各下辖6辆胡蜂式自走炮，1个重炮兵连下辖6辆较重型的大黄蜂式（Hummel）自走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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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4年7月下旬，一辆武装党卫军的5号豹式战车G型正行经一处被摧毁的法国小镇。豹式战车装备一门长炮身的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KwK42L/70高初速主炮，并有两挺7.92毫米（0.31英寸）口径的MG34机枪供防御步兵时使用。豹式战车重44.8吨，动力来源为700马力的迈巴赫（Maybach）HL230 P30 V12汽缸汽油引擎，最高路速达每小时46千米（29英里），最高越野速度为每小时30千米（19英里）。在盟军入侵诺曼底前，武装党卫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党卫军的装甲师接收了一整个营的豹式战车，除了“骷髅师”和党卫军第5装甲师“维京师”（Wiking）仍留在东线上之外，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希特勒青年团师、霍恩史陶芬师与弗伦兹堡师全都获得了豹式战车，以便在西线作战。一个正常的武装党卫军豹式战车营共有76辆5号豹式战车，分为4个连，每连有17辆豹式战车，此外还有一个营部连，拥有另外8辆；装甲团参谋连还有3辆豹式战车指挥车，使得正常的豹式战车营实力可达79辆车，当中包括6辆指挥车。不过到了1944年6月盟军展开突击进入法国的时候，大部分的武装党卫军豹式战车营实力均不足法定数量的一半，但有一个师的豹式战车却是满编，那就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到了D日（D-Day）开始的时候，希特勒青年团师拥有81辆豹式战车，以G型为主。豹式战车很可能是大战期间性能最佳的全方位战车，拥有强力的主炮和绝佳的倾斜装甲。豹式战车原本是设计来对抗苏联优异的T-34战车的，于1943年在库尔斯克首度投入战斗，直到战争结束时仍继续生产，不过其结构复杂，制造成本高。豹式战车的总产量超过5000辆，但苏联的T-34战车光是在1944年就生产了1.1万多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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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4年8月初于法国作战期间，一名阿道夫·希特勒师的士兵在一辆Sd.Kfz.251半履带车上留影，注意车头右方用白漆漆上的党卫军第1装甲师师徽。这个师徽开了阿道夫·希特勒师原师长塞普·迪特里希一个玩笑，因为“迪特里希”是一个俚语，在德语中的意思是万能钥匙，因此才有这个标志；至于左边那个也是用白漆漆上的标志，则是装甲掷弹兵的战术标志，指出这部车所属的单位。在盟军入侵诺曼底前，阿道夫·希特勒师驻扎在比利时的布鲁日（Bruges）地区，但却一直留在预备队中，直到D日（D-Day）后11天才投入作战。该师将其部队集结在卡昂，并随即卷入激战当中，之后又横越战场至美军登陆的地段，参与了野心过大的摩赫坦反攻行动，最后徒劳无功收场。8月7日，该师遭到皇家空军的台风式（Typhoon）战斗机发射火箭痛击，接着最高统帅部于8月16日下令其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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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4年8月进行的法国战役最后阶段，一组隶属于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的炮兵正对挺进中的英军或美军开火。这些士兵看起来像是在法国北部执行孤注一掷的后卫任务，当他们射光最后的弹药后，就必须徒步撤离，将火炮留在原地。尽管许多越过法国边界撤入比利时和德国的官兵外表看起来蓬头垢面、筋疲力尽，但他们却是连续三个月苦战的生还者，当各师重建时，他们的实战经验是无价之宝。虽然经过重编的党卫军各师以非志愿的征兵人员加以补充，但他们仍维持党卫军顽强战斗的传统。不过，展现出平均水平以上的战斗能力并非是党卫军独有的现象，在整场战争中，德军官兵的表现始终比盟军官兵要好，这有一部分原因是训练的作用——德军高层希望士兵能发挥主动精神，所有的士兵要接受比现有级别至少高三级的训练，以备不时之需，要是一个德国单位的军官阵亡，士官马上可以接手。相较之下，要是一个英军单位也发生同样的状况，其本能反应就会是撤退至防御阵地，并等待下一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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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法莱斯口袋的边缘，一名帝国师的高射炮手正在监视法国的天空，他正站在一辆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 38四联装自走高射炮的战斗平台上。帝国师在诺曼底战斗，就像其之前在东线上身经百战一样，曾有一名帝国师的军官在奉命停止暴行时感到相当困惑，因为杀害战俘这种事在前两年东线上的作战中是标准作业程序。8月时，该师奉命加入党卫军第2装甲军，并移防至法莱斯口袋外几里远的小镇维穆捷（Vimoutiers），帝国师必须在这里坚守阵地，以确保德军部队撤出口袋外的路线。当盟军终于封闭法莱斯口袋，包围德军15个师时，帝国师的任务就是要强行打开一个缺口，并守住走廊，以确保残存的德军单位和官兵可以逃生。由于盟军各军团间的通信失灵，包围圈并没有很紧密，数以万计的德军官兵就从党卫军打开的缺口逃生，不过仍有数以万计的德军未能逃过这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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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阿道夫·希特勒师的突击炮营在拂晓时分穿越一座法国小镇，在去往前线的途中，他们相当提防盟军轰炸机在该地区的出现。这些3号突击炮都已经涂上反制磁性地雷的防磁涂料，但却没有任何伪装。在没有亲身遭遇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可以想象得到盟军空中优势带来的彻底冲击，只有那些曾经在北非战役末期作战过的部队才会明白盟军的战术飞机有多么致命。1944年8月23日，B集团军提出了一份报告，当中提到参与诺曼底战役的8个装甲师的残存战力，阿道夫·希特勒师堪称其中的典型，该师蒙受了惨重损失，这个一度强大的党卫军装甲师此时只不过是一个被削弱的营——阿道夫·希特勒师损失了全部的战车，炮兵也几乎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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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4年8月下旬于法国北部作战期间，武装党卫军的装甲掷弹兵在一辆Sd.Kfz.251半履带车的伴随下前进。这辆半履带车看起来在人员座舱的部分覆有迷彩伪装网，这种伪装网在法国被战车和突击炮人员广泛使用。有趣的是一名掷弹兵背着一挺MG42机枪，在机枪手身后另一名士兵背着42型三脚架。当准备架设机枪对着固定的方向持续射击时，就会把MG42机枪架在三脚架上，射手可以通过一个靠近回旋和高低调整器的扳机从机枪后方的安全处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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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法国战役后期，一辆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 38自走高射炮正在作战。在8月下旬，武装党卫军不得不开始从法国撤退，在法莱斯地区，帝国师、霍恩史陶芬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的残部发动了一连串凶猛反攻，以解救被包围在法莱斯口袋内的德军部队。虽然武装党卫军设法在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让友军可以逃过迫在眉睫的大屠杀，但德军在法莱斯口袋内外的损失依然十分惊人。到了1944年8月底，德军已经输掉了西线战役的第一阶段，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战斗，许多战力强大的单位实际上已经被歼灭了。虽然，一般而言，党卫军掷弹兵的能力都可以符合最高标准，在面对数量和物资都处优势的盟军时也可以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英勇战斗，但却只能拖延敌人，而无法击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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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武装党卫军在诺曼底几近全军覆没后，隶属某师的掷弹兵正在撤退。到了1944年8月底，武装党卫军跟先前的壮盛军容比起来已经是溃不成军。帝国师遭受重创，只剩下15辆战车和大约450个人；霍恩史陶芬师稍微好一点，剩下大约25辆战车和460人；弗伦兹堡师失去了所有的战车和炮兵，只剩下4个营的步兵；希特勒青年团师只有10辆战车，没有炮兵，只剩下300人而已。国防军的装甲部队也损失惨重，第2装甲师失去了所有的战车和火炮，精锐的装甲教导师则已经全军覆没，彻底瓦解。

[image: ]


图为在诺曼底作战的党卫军第101重战车营（Schwere SS-Panzer-Abteilung101）的4号虎式战车E型。在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虎式战车多了几个特征，包括有可供钩环自由移动的有花纹的车体侧面延伸、较小的炮口制退器、山形纹表面的履带和安装在中央的博世（Bosch）头灯，而这辆虎式战车还很可能装有1944年4月配发给党卫军第101重战车营的钢边轮子。虎式战车所有车体外侧的垂直表面都涂上了防磁涂料，全车均为暗黄色涂装，暗绿色和红棕色的迷彩条纹很有可能是战车组员加上去的。注意该单位的标志是由橡叶围绕的盾章，中间有两把交叉的钥匙，以白漆漆在车头正面装甲右方。党卫军第101重战车营在诺曼底地区参与了大量战斗，其中包括党卫军中尉米夏埃尔·魏特曼指挥第2连的虎式战车重创英军装甲部队。等到魏特曼在1944年8月8日阵亡的时候，刚晋升至党卫军上尉的他就已经是战争中最成功的战车王牌（也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当他奉命前往法国的时候，个人战绩已经达到击毁超过117辆战车，之后他单枪匹马杀入维雷伯卡吉村，在短短几分钟内就指挥虎式战车击毁了25辆英军战车、14辆半履带车和14辆布伦机枪载具，让英军第7装甲师的试探攻击不得不停止。他的作战技术和顽强不屈使他获颁人人渴望的骑士十字橡叶宝剑勋章，但不久之后他就在诺曼底战役中阵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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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武装党卫军的装甲师共有90辆虎式战车，图中是其中被击毁的一辆。这辆虎式战车和许许多多德军装甲车辆一起被包围在法莱斯口袋里，最后被击毁。到了8月中旬，德军共有5个党卫军装甲师、6个陆军装甲师和8个步兵师被困在美军第3军团和加拿大第1军团间的口袋里。德军的装甲部队——特别是党卫军第12装甲师，尽全力防止包围圈合陇，以免灾难降临。到了1944年8月20日，盟军的包围部队会师，包围圈正式封闭，德军大约有5万人沦为俘虏，超过1万人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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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辆虎式1号战车E型（Pz.Kpfw.VI）正停在路上。对在诺曼底作战的英美军战车兵来说，虎式战车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战车，其正面装甲十分厚重，盟军唯一一款有机会击毁虎式战车的就是薛曼（Sherman）萤火虫式（Firefly）——这是装有威力强大的英军17磅炮的M4薛曼战车。不过德军马上发现此一威胁，装有长炮管的薛曼战车就成为所有装甲兵的优先目标。另一方面，盟军战车兵的准则就是“至少要用5辆战车同时对付1辆虎式或豹式战车，且要做好损失3辆或4辆的准备”。虽然虎式战车已经很庞大，且威力无法挡，但它却将被一辆更大的战车取代，也就是虎2式或虎王（King Tiger）战车。虎2式战车重量更重，拥有更厚的倾斜装甲，配备一门升级的8.8厘米（3.45英寸）口径主炮，所以炮口初速比原来的更高。虎王战车被送往诺曼底进行测试，但其最活跃的时候则是党卫军于阿登森林和在匈牙利对抗红军的最后战役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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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几辆看起来应该是党卫军的5号豹式战车G型正在诺曼底的一个小村中待命，士兵们采集许多枝叶来伪装他们的战车。这些战车之所以要如此伪装，是要避免被盟军的战斗机发现。在西线战役的这个阶段，德军的战车损失相当惨重，到了1944年8月，所有武装党卫军的精锐装甲师都只剩下寥寥无几的战车和火炮。尽管如此，虽然盟军享有数量优势，豹式战车在与盟军装甲部队交战时仍能取得部分成功。在诺曼底战役的最后几周时间，德军成功地运用豹式战车组成的装甲战斗群暂时抵挡住敌军，不过也因此蒙受惨重损失。自1944年8月14日起，武装党卫军残余的豹式战车面对与日俱增的敌军压力，开始进行战斗撤退。8月19日，党卫军派出党卫军第2装甲军几辆残存的豹式战车从法莱斯口袋外展开攻击，意图打开一个缺口让被包围的友军得以逃出。虽然寡不敌众，但豹式战车还是展现了自己的价值，党卫军的装甲兵设法打开一个缺口，使得残存的德军单位可以逃离法莱斯的地狱，不过绝大部分的装备都没办法一起撤出来，像帝国师虽然是精锐部队之一，但连一辆可用的豹式战车都没办法从包围中撤离。虽然至少有36辆豹式战车逃了出来，但在豹式战车战斗群向塞纳河撤退的途中，绝大部分都被盟军的空中攻击摧毁。装甲部队和精疲力竭的步兵不分昼夜，都抢在挺进的盟军之前渡过塞纳河撤退。等到盟军迅速渡过塞纳河的时候，西线上的豹式战车不超过15辆，德国西线陆军（Westheer）的装甲部队已不复存在，看起来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抵挡盟军一路挺进穿越法国、进入比利时直到德国本土的最前线。但不过就在一个月之后，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残部将会粉碎蒙哥马利在阿纳姆的作战，而三个月之后，诺曼底战役的残部将会成为三个军团的核心，他们将集结起来，穿越阿登地区发动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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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攻势期间，一个装备老旧的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Pak 35/36反战车炮的武装党卫军反战车炮小组准备应战。自诺曼底战役惨败之后，希特勒就一直在西线寻找重获主动权的机会，他告诉麾下将领要穿越阿登地区——也就是他在1940年时大获全胜的地方——发动一场大规模冬季反攻，以攻占安特卫普（Antwerp）港。


第六章　阿登攻势

1944年9月下旬，希特勒计划了一场穿越比利时阿登地区的大规模攻势，他认为此一攻势将可以改变战争的走向。

希特勒向西线总司令部（Ob.West）颁布这些关于阿登攻势的秘密命令，下辖党卫军第1和第12装甲师的党卫军第1装甲军，以及下辖党卫军第2和第9装甲师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将进行重编和训练，装甲教导师也将进行重编，准备参加这场决定性战役。

陆军元帅华尔特·摩德尔（Walter Model）麾下B集团军4个军团中的3个军团预计将会在这波攻势中扮演主要角色，他们分别是党卫军一级上将塞普·迪特里希的党卫军第6装甲军团，装甲兵上将（General der Panzertruppen）哈索·冯·曼托依菲尔（Hasso von Manteuffel）的第5装甲军团和装甲兵上将埃里希·布兰登贝尔格（Erich Brandenberger）的第7军团，所有单位都已经获得强化，并准备好投入战斗。

在这个时候，德军的装甲师拥有1个装甲团和2个装甲掷弹兵团，一个师平均来说有100辆左右的中型战车。令人惊奇的是，德军为了进行阿登攻势，总计集结了超过1000辆战车和突击炮。

德军这次攻势的代号为“守望莱茵”（Wacht am Rhein），作战计划内容为兵分三路进攻安特卫普。主力攻击部队为党卫军第6装甲军团，他们将穿越阿登森林地区展开攻击，并在列日（Liège）和育伊（Huy）强渡缪斯河，之后就直取盟军设在安特卫普的大型补给基地。

为了夺取缪斯河上的桥梁，德军特别成立了一支部队，称为第150装甲旅，由奥图·斯科森尼（Otto Skorzeny）指挥。这个单位由会说英语的志愿人员组成，穿着美军宪兵制服，并配发美军武器和车辆，他们混入撤退中的美军部队，唯一目标是在敌军部队间散布恐惧并制造混乱。党卫军第1装甲军则将跟在这支特殊部队的后面，打通一条穿越美军防线的通道。

1944年12月16日清晨，德军方面2000门轻、中、重型各式火炮和多管火箭发射器一齐开火，打破了拂晓的寂静，不过炮击就像展开时那么突然一样结束得也很忽然，留下令人错愕的平静。然后数以千计的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官兵就从松树和伪装网下现身，发起攻势。沿着北起党卫军第6装甲军团、南至第7军团的整条德军战线，一大批步兵和装甲部队穿越冷得要命的晨雾展开行动。德军攻击的速度和纵深完美展现了多兵种的协调合作。

对于驻守在第二线这个被认为是较平静地段的美军各师而言，德军的攻击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奇袭。他们都已经被告知德军气数已尽，盟军的胜利唾手可得，但此刻却被身经百战的武装党卫军和最新型的德军战车迎头痛击，生涩的美军单位随即被赶出前进阵地，并开始向西撤退。

在圣维特（St Vith）以北几英里处的曼德弗里德（Manderfeld）村中，美军部队也遭到重击，他们被第18国民掷弹兵（Volksgrenadier）师的掷弹兵和担任党卫军第1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师”前锋的派普（Peiper）战斗群的先头部队攻击。派普在东线上是一位残忍无情的党卫军军官，而他的战斗群在穿越阿登地区时也展现出同样的残忍无情。


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说：“安特卫普？如果我们到得了缪斯河的话就应该跪下来谢天谢地了！”


党卫军的战斗群强行打通一条路通过曼德斯菲得，美军部队只得拔腿就跑。在宏斯菲尔得（Honsfeld）镇，派普的豹式战车才开上街道，党卫军部队就展开屠杀，杀害了19名已经投降的美军战俘；同一天在马美地（Malmédy）附近的一处交叉路口，有125名美军被俘虏，接着被集中带到一块雪地上枪毙。

在南边第7军团所在的区域，装甲教导师的第902装甲掷弹兵团正在逼近巴斯通（Bastogne），该地的守军已经得到美军第101空降师的增援，对德军而言，能否攻占巴斯通关系到此次攻势的成败。在12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两个德军装甲师抵达巴斯通，到了次日这个小城就几乎被彻底包围了。

12月22日一早，更多德军官兵和装甲部队抵达该地，准备开始行动。当他们在稍后不久准备进攻时，装甲教导师作战处的贺尔穆特·亨克（Helmuth Henke）中尉携带了一份“要求该城光荣投降”的招降书递给美军指挥官，但他只得到一个回应“去死吧”，因此争夺巴斯通的战斗继续进行。

12月23日，德军发动大规模突击，兵分多路对美军周边阵地进行一连串攻击，双方都蒙受惨重损失，但美军坚守该城，防止德军装甲教导师的步兵占领任何一寸土地。圣诞节当天，猛烈的战斗依然继续进行。在这座燃烧中的小城周围，美军战车、半履带车和挺进的步兵开始投入战斗，德军方面，包括国民掷弹兵、伞兵、武装党卫军及国防军在内的单位几乎立即起身迎战。德军的掷弹兵和美军的装甲步兵在这场消耗战中拼了个你死我活，火炮、刺刀、小刀和手榴弹等各类武器全都派上了用场。

战斗持续进行。12月30日，由于战斗实在是过于激烈，阿道夫·希特勒师已经折损了大约30辆豹式战车和许多掷弹兵。而在空中，盟军战斗机掌握了制空权，只要在道路或原野上发现德军车辆或是察觉德军动静，就立即发动攻击，武装党卫军因此蒙受了惨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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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阿登地区发动攻击，陆军元帅华尔特·摩德尔的B集团军的4个军团将扮演主要角色，不过第15军团并不参与此次作战，而在该集团军辖下的其他3个军团将准备行动。为了此次重要的攻势，希特勒确保参与的党卫军各师都保持在最佳状态。刚整补完毕的党卫军装甲师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霍恩史陶芬师和希特勒青年团师组成了党卫军第6装甲军团下的党卫军第1和第2装甲军，这是德国首度让一整个军团完全由武装党卫军的部队组成。

随着英军第30军前来支援，德军不情愿地被迫采取守势并慢慢后撤。这样的情形已经算不错了，因为在试图攻占巴斯通的过程中，有将近1.2万名德军士兵阵亡，美军方面有900人在防守该城时阵亡，另有300人则是在周边阵地阵亡。此外，德军在会战期间总计损失了约450辆战车。

阿登地区的德军部队全都精疲力竭了。当轰炸机在夜间连续进行轰炸时，他们就在冰冷的阵地里注视着。盟军的轰炸在阿登地区造成严重破坏，桥梁被炸毁，公路上处处是弹坑，村落被夷为平地，迫使装甲部队必须绕道而行。盟军持续不停的空袭，加上德军燃料和预备队的严重短缺，终于让阿登攻势戛然而止。

随着盟军大批部队投入阿登地区，希特勒慢慢明白德军在西线正处在生死存亡关头。1月8日，希特勒不情愿地下令前进单位后撤至一条从桑黑巴哈克德费都赫（Samrée-Baraque de Fraiture）地区的多香（Dochamps）一路向南延伸至巴斯通以北8千米（5英里）处龙香（Longchamps）的防线后方。他甚至还下令战力强大的党卫军精锐装甲师开始采取守势，第6装甲军团又归复为预备队，回到希特勒的个人掌控下。希特勒也从巴斯通召回他手下一流的战斗机器阿道夫·希特勒师。

希特勒无言地承认他的守望莱茵行动已经慢慢变成诸神的黄昏（Gotterdammerung）。事实上，希特勒延缓盟军进入德国的时间还不超过五个星期，他动用所能够集结起来的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最精锐部队进行的最后豪赌，也已经一败涂地。到了1945年1月底，德军就已经回到他们六个星期前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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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德军展开作战前，一名山地战教官正在对两名年轻的士兵下达指令。为了帮助在阿登地区收获愈来愈少的德军，希特勒孤注一掷，投入额外的部队，下令在阿尔萨斯（Alsace）发动一波新攻势。情报指出美军派遣援军向北驰援突出部的战事，当地的防线因此变得较为薄弱。“北风行动”（Operation Nordwind）于1945年1月1日展开，德军出动8个师，包括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葛兹·冯·伯利欣根师”、党卫军第6山地师和党卫军第10装甲师“弗伦兹堡师”。然而，最后作战未能达成任何目标，反而损失了大批人员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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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围攻期间，一群武装党卫军士兵正对着巴斯通城的方向开火。他们的武器是Kar 98K步枪和MP40冲锋枪，还有一名士兵正在为Kar 98K步枪填弹。巴斯通是公路网上的一个重要交会点，德军正穿越该地前进，双方都了解其重要性。美军明白如果可以守住巴斯通的话，德军进抵缪斯河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在巴斯通附近的雪地里准备作战期间，大部分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都会把他们的战车和车辆漆成白色，掷弹兵则穿着白色罩衫。争夺巴斯通城的战斗相当激烈，双方都蒙受了惨重损失，不过在围城战展开前，守军就已经得到“啸鹰”（Screaming Eagles）第101空降师的增援，这些精锐的伞兵足以抵抗德军的攻击。在德军最后孤注一掷企图攻进巴斯通的行动里，由从第6装甲军团调来的已被削弱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和近期在东线有战斗经验的第167国民掷弹兵师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战斗群，但依然无法冲破美军防线，美军还是守住了巴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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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阿登攻势期间，一个党卫军机枪小组正进入一处掩护阵地。1944年12月16日，在圣维特以北几英里处的曼德斯菲得村，美军第14骑兵群遭到第18国民掷弹兵师和阿道夫·希特勒师的派普战斗群攻击。党卫军中校约阿辛·派普（Joachim Peiper）是一名残忍无情的战车指挥官，他坚持不停地进攻，率领麾下人马穿越阿登地区。他拥有大约100辆4号和豹式战车，还有1个重战车营，下辖42辆虎王战车。党卫军第2装甲掷弹兵团的第3营装备了装甲自走炮而不是战车，给派普战斗群提供了强大的摩托化步兵支援。炮兵火力、战车和迫击炮的炮弹及派普麾下步兵的机枪火网就这样将曼德斯菲得变成了浓烟密布的一片火海。由于寡不敌众且火力不足，无经验的美军官兵迅速失去勇气，马上想尽办法逃离党卫军最强悍且最冷酷无情的战士进行的血腥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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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党卫军机车兵把机车停在阿登地区的一条公路上，以查看其目前所在位置。虽然对盟军和防守在阿登战线的薄弱美军部队而言，德军的攻势是彻彻底底的奇袭，但德军却没有充分的资源（或是燃料）以利用此一局势，因此，希特勒切断盟军并夺取安特卫普的雄心壮志注定失败。第2装甲师的深入距离最远，达96千米（60英里）左右，但离目标缪斯河还是差了一点，在刚开始时领导德军挺进的派普战斗群，则因为盟军部队不断增多而不得不停止前进。派普的战车和掷弹兵前进了不到48千米（30英里），就在拉格莱兹（La Gleize）和斯图蒙（Stoumont）陷入一连串的战斗中。由于弹药不足、燃料短缺并且盟军的抵抗愈来愈强，战况对派普愈来愈不利。到了圣诞夜，派普便下令破坏麾下剩余的车辆，然后率领剩下的800名官兵徒步撤退，走过一大段路，回到不久之前出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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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穿着白色迷彩罩衫的党卫军机枪手正在掩护德军步兵前进，远方还有一辆3号突击炮G型。当燃料供应严重短缺时，党卫军的突击炮组员会选择让省油的3号突击炮继续维持运作。战争到了这个时候，党卫军的摩托化步兵师需要的战车数量比德国所能生产的更多。因为突击炮的生产成本比战车便宜且建造速度更快，所以许多都被当成是战车的替代品。虽然突击炮的用途不像一般战车那样广泛，但却是一款有效的武器，特别是在阿登攻势的初期。但尽管如此，一旦燃料短缺，突击炮就只能坐以待毙，任盟军战车、驱逐战车和配备火箭筒的步兵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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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支援围攻巴斯通的党卫军火箭发射器营正在装填由半履带车搭载的十联装15厘米（5.9英寸）口径的42型装甲火箭发射车（Panzerwerfer）。火箭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德军大部分时候是在东线使用它。当德军在12月30日拂晓最后一次进攻该城时，战场上就听得到这款火箭发射器独一无二的呼啸声。美军部队呼叫装甲部队、战斗轰炸机和重炮兵支援，激烈又混乱的战斗因此持续了一整天。在这场会战中，阿道夫·希特勒师损失了30辆战车，该师的装甲掷弹兵也受到重创。随着战斗持续到新年，一名伞兵提到：“敌军抵抗异常激烈，并且动用了大量火炮和装甲车辆，我军的损失相当惨重。在我们的头顶上，敌军的战斗轰炸机和炮兵观测机四处肆虐，只要一发现公路上或野地里有任何车辆或动静就发动攻击，我们有些人躲在一栋房子后面，然后看到受伤的阿道夫·希特勒师官兵也躲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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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为了加固濒临瓦解的西线，德军匆忙从东线调来的胡蜂自走炮连正准备开火射击。这几辆自走炮全都漆着白色雪地迷彩，很可能是在东线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有的10.5厘米（4.1英寸）口径的leFH 18/2 L/28榴弹炮全都升到射击位置。胡蜂式主炮的回旋角度可达中线左右各17度，榴弹炮最大射程为4120米（13,500码）。在道路上的连续行驶距离为200千米（125英里），越野时则可达到113千米（70英里），这使得胡蜂式自走炮成为能相当适应环境的武器，特别是在阿登地区的山地中。在阿登攻势期间，胡蜂式自走炮在党卫军装甲师的装甲炮兵营中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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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罕见的照片显示在1944年12月的阿登攻势初期阶段，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的士兵正在用一门7.5厘米（3英寸）口径的火炮（译注：即Pak97/38）开火射击。希特勒青年团师的任务是在12月16日派出装甲部队和步兵穿越寒冷的晨雾推进前，先行参与对美军阵地的预备炮击。美军部队遭遇彻底的奇袭，在罗赫拉斯（Rocherath）村附近被兵力占优势的希特勒青年团师和其他武装党卫军迅速击溃。不过尽管在这个地区取得了初步成功，党卫军第12师随即在消耗战中逐渐耗损，到了12月20日，该师在罗赫拉斯和克林凯特（Krinkelt）以东受到重创。在巴斯通，希特勒青年团师有许多官兵在试图突破美军防线杀入该城的断垣残壁中时战死，但他们徒劳无功，平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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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守望莱茵行动失败后，可以用的德军战车所剩无几，其中的一辆被士兵用大量枝叶严密伪装起来。为了防止盟军空中攻击，伪装战车是必要的手段。德军攻势的初期阶段是在云层密布的恶劣天气中进行的，但当阿登地区的天气在12月23日好转后，盟军的战术飞机在仅仅四天之内就出动了超过7000架次。一名党卫军军官写道：“盟军从空中发动攻击，由于太过猛烈，就算是只有一辆车，也得在掩蔽处之间迅速转移才能通过。”图中这辆战车是4号战车H型，装备了一门长炮身的7.5厘米（2.95英寸）口径战车炮。这张照片是在1945年拍摄的，到了这个时候，部队的士气问题比战车短缺的状况更容易受到关注。武装党卫军的残部已经因为持续不断的战斗而筋疲力尽。粮食短缺、睡眠不足加上盟军的连续炮击和轰炸消耗着他们的精力，初期成功带给他们的信心也早已消磨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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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军施加的压力增大，武装党卫军的掷弹兵被迫从阿登地区撤退。图中一辆漆成白色的4号战车H型则提供掩护，其侧裙装甲（Schürzen）依然完整。在阿登攻势初期，4号战车在激战中依然堪用，且在党卫军装甲团的战车中占了相当大比例。事实上，穿越阿登地区进攻的部队是以此款战车为主力的，派普战斗群的战车就是由4号战车和豹式战车混合编组。4号战车被认为较适合在派普率领党卫军先锋部队前进时越过的崎岖地形行动，此外它也比豹式战车和虎王战车省油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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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1月初在阿登地区某处的一辆搭载15厘米（5.9英寸）口径火箭发射器的Sd.Kfz.4/1。此车的正式名称为“由自走载具搭载的42型装甲火箭发射器”（Panzerwerfer 42 auf Selbstfahrlafette）。这款十联装的多管火箭发射器安装在一辆骡式（Maultier）半履带车上。骡式半履带车是以标准的欧宝（Opel）卡车底盘为基础，后轮改为履带，再加上装甲改装而成。由Sd.Kfz.4/1发射的火箭最大射程可达6700米（7370码），并证明对如部队和无装甲车辆的运输车队等目标拥有致命的杀伤力，其爆炸威力强劲，直接命中可轻易引起敌军战车组员恐慌。在所有的战线上，所有火箭发射旅都装备了Sd.Kfz.4/1，党卫军一个标准的营便下辖4个连，各有6具15厘米口径火箭发射器，总计有24具、144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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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些犀牛式自走反战车炮，摄于1945年1月。犀牛式是以经过改装的3号／4号战车底盘为基础，在轻装甲的后方战斗室中装有一门长炮身的高初速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Pak42/1L/71反战车炮。在遇上恶劣天气时敞篷的战斗室可用帆布遮盖。犀牛式的主炮可在2000米（2200码）的距离贯穿超过15厘米（5.9英寸）厚的倾斜装甲，也就是说可以击毁绝大部分的盟军战车。犀牛式由陆军的自走反战车炮营操作，但也供应给党卫军的装甲单位，以提供长程火力支援。在东线上，犀牛式的组员曾数度在远达4500米（4950码）的距离便击毁苏军的T-34战车，而美军唯一一辆在战斗中被击毁的M26潘兴（Pershing）战车就是犀牛式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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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黄蜂式由铁路平板车载运，准备前往西线进行战略部署。就像犀牛式一样，大黄蜂式是以经过改装的3号／4号战车底盘为基础，装有一门标准的15厘米（5.9英寸）口径的重野战炮，不过为了减轻重量，车上的备用弹只有18发。虽然大黄蜂式在阿登地区并不常见，但党卫军确实接收过少量此型自走炮。每个陆军和武装党卫军装甲师里唯一的重自走炮连都有6辆大黄蜂式，只不过实际上所有的大黄蜂式都在盟军战斗轰炸机的密集轰炸下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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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引人入胜的照片显示1945年1月初时，一辆武装党卫军的3号突击炮G型正在进攻美军阵地。到了战役的这一阶段，德军的先锋装甲部队已经因为交通线被切断且缺乏燃料而无法继续作战。盟军迅速地重新安排兵力，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并制定本身向东推进的计划。党卫军的士兵和战车组员经常发现他们在打击敌军的时候付出了相当惨痛的代价，但结果却是装备齐全的美军生力军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上门。由于曼托依菲尔的军团在离缪斯河5英里处的塞勒（Celles）附近被迫停止前进，希特勒便下令增援，第9装甲师和第15装甲掷弹兵师随即脱离预备队，但支援行动却因为由外号“闪电乔”（Lightning Joe）的柯林斯（Collins）将军指挥美军第7军进行疯狂反攻而失败。德军的这次失败是阿登攻势的转折点，盟军从这一刻开始掌握作战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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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阿登攻势后期，武装党卫军的装甲掷弹兵正在一条壕沟内待命。一名士兵正在使用潜望镜观察敌军，如此一来他就不必冒险暴露于敌军火力之下。阿登战役到了此时，德军不是采取守势坚守阵地，就是被迫撤退。盟军的大批援军源源不断地开抵阿登地区，结果连希特勒都明白西线的战局变得多么危险。1945年1月8日，他终于心不甘情不愿地下令部队撤退至一条从桑黑巴哈克德费都赫地区的多香一路向南延伸至巴斯通以北8千米（5英里）处的龙香的防线后方，甚至还下令战力强大的党卫军精锐装甲师开始采取守势，第6装甲军团归建为预备队，回到希特勒的个人掌控下，另外他也从巴斯通召回了一流的阿道夫·希特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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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第三帝国的西部边界，一群武装党卫军部队正在操作一门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 38轻型高射炮。到了1945年1月，希特勒的德国正为生存而战，应当千年永固的纳粹帝国即将遭到敌军东西夹击。虽然德国大约仍有1000万武装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但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有超过400万人不幸丧命。随着德军的阿登攻势失败，希特勒明白需要新手段才能避免他口中的“帝国双重毁灭”。


第七章　防卫帝国

尽管第三帝国的所有官兵尽了一切努力，但还是无力阻挡挟强大火力挺进的盟军。

阿登攻势不可避免地失败后，甚至连希特勒最狂热的追随者都再也无法回避真相。德国的武装部队已经消耗殆尽，国防军再也没有能力抵挡盟军挺进。在战场上，在祖国和家园边界上战斗的官兵们都明白，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战争是输定了（不过很少人会公开承认这一点），即使是狂热的党卫军分子也逐渐不再相信德国将获得最后胜利。

由于武装和人力二者皆不足，国防军的各步兵师和装甲师早已是溃不成军。迫于现实的需要，上了年纪的国民突击队（Volkssturm）和未成年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都被调入战场，与老兵及党卫军的精锐部队并肩作战。

到了1944年11月下旬，英军和美军部队已经杀出一条挺进阿尔萨斯的路，德军第19军团被迫退入莱茵河（Rhine）左岸薄弱的临时防御阵地内。就在阿登攻势之前不久，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被指派担任上莱茵区的总司令，希姆莱马上布置了一道防线，从东线上动员其后备军团各单位，并强化上莱茵集团军的战力。

1945年1月初，一支由掉队的士兵、国民突击队队员、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海关官员、高射炮辅助人员和许多来自东欧的非德国人匆促编成的部队，在加入少数党卫军单位以提升战力后，以两个师的兵力对几英里外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发动了一次大胆的攻击。不过到了1月20日，盟军便发动反攻，席卷了希姆莱在莱茵河以西的桥头堡，党卫军最高长官指挥的西线攻势在短短四周内就结束，并蒙受惨重的损失，军队残部被迫退至莱茵河的对岸。

到了3月，德军沿着莱茵河布下的防线被盟军攻破两处，盟军接着在多个地点渡河，随时可以歼灭西线的德军部队。当盟军更加深入惨遭轰炸而满目疮痍的帝国内陆时，激烈的战斗依然持续。一方面英军和加拿大军不断地穿越德国北部向汉堡（Hamburg）推进，另一方面美军第9和第1军团则对鲁尔（Ruhr）区展开大包围，最后在1945年4月1日合围，迫使摩德尔元帅麾下的B集团军约32.5万名官兵投降。

在西线其他地区，国防军和党卫军单位继续一边抵抗一边撤退，盟军部队不断地和一群又一群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的狂热德军官兵战斗，德军付出的代价相当惨重——特别是因为国防军大多由临时紧急编成的单位来加强战力，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和合格的指挥官，所以比正规单位的伤亡更加严重。不论他们在什么时候投入战场，都得寻求身经百战的国防军或党卫军单位协助，或是提供专门技术支援。


“这一小群造成恐惧和灾难的狂热分子，都会持续奋战到最后一刻。不过大部分党卫军官兵都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战斗意志。”


不断投入的人力并无助于扭转恶化中的局势，而大批在战争后期才开始服役的新式武器也一样。突击炮和驱逐战车的生产成本比战车低，建造速度也较快，在国防军和党卫军各师中都被当成是战车的替代品，虽然它们适合用来进行防御作战，却无法带来不同的结果。到了1945年初，就算是西线上的精锐党卫军部队也无法抵消巨大的不均衡劣势。此外，大批战力强大的陆军和党卫军部队被牵制在东线上，使得状况更糟，有些被用在夺回匈牙利油田的努力中，但徒劳无功；其他部队则在试图阻止红军势如破竹地朝奥得（Oder）河挺进的作战中，逐渐消耗殆尽。

就是这些在东线上的部队取得了德国最新且最有效的武器，不过1945年时的党卫军和早期那些数量少、经过精挑细选、在波兰和法国牺牲的种族纯净的精英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1945年的党卫军已经有将近100万人，当中包括许多非德国藉志愿人员编成的单位，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他们既缺乏训练，也没什么经验，即使是那些身经百战，凭着过人的作战技巧和顽强精神一路从诺曼底经阿登地区、阿纳姆直到帝国边界的党卫军精英官兵，也无法与当年的壮盛军容相提并论。

德军部队被敌军从东、西两线慢慢地挤压。4月11日早晨，美军第9军团进抵易北（Elbe）河，一个装甲师在马格德堡（Magdeburg）夺取了一座渡过易北河的桥头堡，到了第二天，另一个美军师就在巴尔比（Barby）建立了另一座桥头堡。到了美军于4月14日扩大桥头堡的时候，他们离前往柏林的公路只有8千米（5英里）远。看起来战败已经无法避免，对国防军和党卫军最后的残部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东线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以确保德国人得以逃往相对较安全的西方，以便向前进中的英美联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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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盟军已经在几个地方突破第三帝国的边界，党卫军单位还是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如图，1945年1月时，一个连的大黄蜂自走榴弹炮在雪地里前进。在那个月里，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集结了一支由掉队人员、国民突击队队员、希特勒青年团团员、海关官员、高射炮辅助人员和许多来自东欧的非德国人编成的部队，并由少数党卫军单位加以支援。希姆莱本身没有军事经验，连指挥一个营都不合格，更何况是一整个集团军。他绝望的攻势最后注定失败，而当盟军的反攻同样不可避免地粉碎了防守薄弱的德军阵地后，这个党卫军最高长官就宣称他胃痛导致身体不舒服，接着就躲进一间疗养院里。到了3月，英美联军就已经准备好要强渡莱茵河，直捣德国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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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几名隶属于火箭发射器部队的士兵正把15厘米（5.9英寸）口径的41型火箭发射器使用的火箭弹排列在地上。这款六联装的多管火箭发射器是装在3.7厘米（1.45英寸）口径Pak 35/36反战车炮的炮架上的。多管火箭发射器是一种步兵支援武器，不论是防御还是攻击，都可在战场上提供压倒性的直接或间接火力支援。虽然多管火箭发射器算是一款相当致命的武器，在对准目标开火后可以造成严重破坏，但到了1945年时，独立的党卫军火箭发射器部队愈来愈不常在西线作战，因为他们得在东线抵抗挺进中的苏联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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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2月时，一门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高射炮正停放在路上，周围还停了几辆支援车辆。在德国的西部，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比如科隆（Cologne）等地，许多居民都认为只要盟军对其家园和工厂进行的轰炸作战可以结束的话，他们已经做好了接受外国军队占领的准备，不过还是有一些名副其实的据点坚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抵抗的方针。沿着莱茵河的阵地都已经经过大幅强化，并加派兵力防守，部队也设置了战车陷阱，并在主要道路旁部署重型高射炮。一些党卫军士兵被指派加入特别的工兵爆破队伍，任务是爆破桥梁，其他人则负责用威胁性的标志或口号恐吓村庄或小镇的居民，警告他们如果试图向盟军投降的话，就会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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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军对盟军发动局部反攻时，一个党卫军装甲掷弹兵班在一处防御阵地中待命。如图，MG42机枪手正在支援两辆拥有完整炮塔和车身侧裙装甲的后期型4号战车。到了1945年1月至2月，在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里，战车的武装愈来愈好，但却缺乏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员。随着所有的预备队消耗殆尽，装甲兵（Panzerwaffe）早已大不如前，实际上他们早已经用光所有的弹药和燃料了。愈来愈多的装甲车辆只得退回防线里，编成组织松散的部队，以毫无秩序的方式投入战斗。

[image: ]


图为1945年1月时在西线，一个3号突击炮单位准备进行战斗。车辆很少以这种方式在开阔地集结，因为如此一来将会招致在第三帝国的天空中横行无阻的盟军战斗轰炸机的攻击。由于盟军掌握了制空权，德军在日间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得冒极高的风险，不过空中攻击不是唯一的危险。到了这个时候，德国的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都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燃料供应相当不足，缺乏燃料意味着许多车辆在汽油用完后只得丢弃。虽然战败的日子注定要来，但德军装甲部队依然奋战不懈，直到最后一刻，不过西线和东线的状况还是有所差异：在西线，用光燃料和弹药的单位往往会投降，但在东线情况刚好相反，在向西逃跑去向英美联军投降之前，各单位人员会下车，像步兵一样继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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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罕见的照片，照片中的党卫军机车兵正戴着一顶公发的毛皮帽，穿着一件非公发的毛皮衬里大衣，他之所以戴着防毒面具并不是因为可能会遇到毒气攻击，反而比较可能是为了要保护他的脸部不受莱茵河沿岸地区在1945年1月时的低温伤害。1944年底时的宣传海报依然有恳求德国国民将不需要的冬衣捐献给“前线勇敢的官兵们”的内容。德国在战争末期的混乱状态中，早就不再生产或发放军用冬季服装了，因此个别的士兵若想要穿得更暖和，就得穿着民间的冬衣，或是从阵亡同僚的遗体上取得保暖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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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匆促之间征召的党卫军士兵正在接受操作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Pak 40反战车炮的训练。在1945年初，训练学校组织了小规模的反战车单位，年轻的学员直接被送到战场上，时常因为毫无经验而付出高昂代价。一些类似的临时反战车单位沿着莱茵河驻防，试图阻挡盟军渡河，但徒劳无功。在部署后的几个星期内，希姆莱麾下由老人和筋疲力尽的新兵拼凑而成的部队就因为蒙受惨重损失，而被迫退到莱茵河的另一边。盟军随即在两个地点渡过莱茵河，英军朝汉堡推进，美军则威胁鲁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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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汉堡以北，一个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Flak 38高射炮的炮班正在监视一条道路。在这个区域的树林里，一小群狂热的党卫军部队和被称为“狼人”的特殊游击队伍就在附近的乡间出没，伺机狙击并破坏盟军车辆。他们在道路上布置导爆索，铺设地雷，并威胁当地居民不得向英军透露任何情报，不然就会被处决。另外也会发放印有关于“国家防卫程序”详细指示的特殊传单，内容包括“想办法从敌军那里偷任何东西”、“前线的敌军完全要依赖后方送过去的东西，因此你偷得愈多，你对国家的贡献也就愈大”等。德国政府想要的是大规模的纳粹游击战，从柏林方面的角度来看，党卫军在“生存之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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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士兵向一群新兵示范如何使用威力强大的“铁拳”。这款武器不只是让党卫军的掷弹兵拥有可靠的反战车能力，更是由于其操作方法简单，国民突击队、希特勒青年团甚至是平民都能够使用。一些党卫军官兵会仔细地教导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新兵如何使用“铁拳”、毛瑟步枪、机枪和手榴弹。所有年龄在16岁至60岁之间还拿得动武器的人都奉命前往全国各地的征兵站报到，以编入国民突击队，他们当中包括那些先前被归类为体格不适合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虽然他们的训练会比四年前英国的本土防卫队（Home Guard）要好，但当他们投入战场，对抗从东、西两边夹击德国、身经百战的盟军部队时，还是屈居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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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国防军军官在Sd.Kfz.251半履带车上和党卫军的装甲掷弹兵交谈。盟军突破德军沿莱茵河的防线后，就得以朝德国的内陆推进。美军部队的目标是鲁尔工业区，进行钳形作战的第1和第9军团于1945年4月1日在利普施塔特（Lippstadt）会师，这个大规模的包围行动将整个德军B集团军包围在德国工业心脏地带的鲁尔区，集团军司令摩德尔陆军元帅不愿向敌军投降，开枪自尽。超过32.5万名官兵和10万名守卫鲁尔区的高射炮部队人员被盟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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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3月初时，一支由国防军和党卫军混合编成的临时部队正在德国西部的某地休息，背景中有一支由半履带车组成的运输车队。他们全都坐在路旁的一条壕沟里，万一遇上盟军空袭可提供最基本的掩护。其中一些士兵穿着公发的带帽且有衬里的可反穿夹克，有边缘锐利的秋季迷彩色块在外面，其他人则穿着冬季用的套头风雪大衣和外罩裤。这种有衬里的灰／白色服装在国防军和党卫军部队里相当常见，是第一款真正的可反穿冬季服装，可同时满足穿着者保暖和隐蔽的需求。到了战争的此一阶段，由于军装几乎没有库存、后勤组织不复存在，又没有可靠的运输工具，大部分官兵都是混穿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冬季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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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的轰炸作战到战争末期都在持续进行，德国空军的高射炮部队也不断地让美军第8航空军和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Bomber Command）蒙受损失。图为1945年3月时，一门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Flak 41高射炮正在开火射击。此炮是最常见的重型高射炮，有能力和飞行高度达10,600米（34,788英尺）的飞机交战。“88炮”（Acht-Acht）是一款经过特别设计的两用炮，在入侵波兰前就已经被证明是一款极为有效的反战车武器。高射炮原本是由德国空军的人员操作的，但高射炮部队的人员最后却囊括了陆军、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甚至是妇女辅助组织的成员。“88炮”是一款用途广泛的武器，在西线各地被大量运用，直到战争结束。“88炮”的炮架颇高，使其容易被发现，但若部署得当，在拥有良好射界的状况下将会对挺进中的敌装甲部队和炮兵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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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辆党卫军的虎式战车正通过一处燃烧中的村落，它应该是西线上硕果仅存的虎式战车之一。虽然许多德国人已经准备好投降，但盟军部队还是有可能会遭遇到坚守阵地、不顾一切损失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的狂热单位的激烈抵抗。最后，盟军战车利用这些狂热德军防守的阵地，越过旷野进行扫荡和侧翼迂回攻击。事实上，盟军就是反过来进行一场闪电战，通过类似这样孤立强大据点的方式，就可以牢牢控制住德国其余的地方，粉碎任何残余势力的抵抗，直到德军被迫投降为止。虽然个别的德军单位仍有能力在小规模的局部战役中重创盟军，暂时阻碍盟军前进，但却缺乏充分的能力以决定性地扭转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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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证据显示盟军在人力和火力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许多党卫军官兵仍然坚定地相信他们是战场上的“超人”，因此继续奋战到底。如图，一个独立的党卫军火箭发射器连正在对进攻的盟军开火。多管火箭发射器可对没有防护措施的敌军阵地造成严重破坏，在以高爆弹对该区域进行饱和轰炸后，一般来说，党卫军在尚能集结得到的装甲部队支援下，会运用一切可能的掩护方式，试图穿越盟军的反战车火网强制向前推进。不过由于组织和通信几乎已不复存在，就算是党卫军也无法集结足够的兵力对敌军发动真正有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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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车辆都相当缺乏，党卫军部队被迫运用任何可以弄到手的运输工具来运送重装备。如图，一辆被征用的越野车正拖着一门老旧的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Pak 35/36反战车炮。这支部队在1945年2月时沿着德国南部的某条公路撤退，所有的士兵都穿着白色雪地迷彩服，许多人戴着M43通用野战帽（Einheitsfeldmütze），这款野战帽自1943年9月起成为党卫军的标准用帽。图中的部队很可能是由该地区所有可用人员拼凑编成的临时单位，因为他们彼此互不认识，所接受的训练程度也高低不同，跟原本的单位比起来战力较低，也时常遭受比正规党卫军单位更多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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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尽管西线战况危急，一群国防军和党卫军装甲兵军官依然设法聚在一起讲笑话取乐。其中两名军官穿着厚重的国防军制式可反穿绿色碎片迷彩外套，其他人则是穿着同款的鼠灰色外套。除了适用此款冬季迷彩外套的特别的级别章以外，这几件制服上都没有任何形式的标志或徽章。中间的装甲兵军官身上佩戴着缀有橡叶和宝剑的骑士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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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1月下旬，一辆虎式战车支援一个党卫军单位发动反攻，注意炮塔上的烟雾发射器和备用履带。在许多地方，盟军发现敌军的素质相当不平均，有时候一小批部队就可以俘虏一大批投降的敌军，但有的时候一整个师却会因为仅仅一个党卫军单位和一辆战车的坚决抵抗就无法推进。而最大的威胁很可能是来自于伏击甚至是个别的狙击手，只要在隐蔽的阵地内作战，使用最少量的武力，就可以阻挠盟军的推进。这种鬼鬼祟祟的攻击方式不但引起盟军官兵憎恨，而且给盟军在前进区域内的日常作业造成紧张，此外也导致不小的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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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党卫军的掷弹兵正准备使用手上致命的反战车火箭步枪（Panzerschreck）对付盟军战车。反战车火箭步枪是受到美军火箭筒的影响发展而来的，不过口径较大，因此威力较强。这款武器包括一根金属管，可发射重达3.3千克（7.2磅）的火箭推进空心装药反战车炮弹。与“铁拳”不同，反战车火箭步枪可重复使用，不需要在使用后丢弃。反战车火箭步枪的精准度比“铁拳”更高，并且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摧毁了不少深入德国境内的盟军战车。不过由于反战车火箭步枪的射程有限，操作人员必须接近目标以保证击杀，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技巧和韧性才能达成。注意装在扳机前的圆形防盾，这是为了要保护射手不被火箭弹强烈的尾焰伤害，早期的反战车火箭步枪没有装上防盾，操作的人都要冒着被严重灼伤的危险。不幸的是，火箭弹的尾焰在冲击到护盾后会让反战车火箭步枪——实际上其制式编号为RPzB.54，即54型反战车火箭炮（Raketenpanzerbüchse），产生强大的后坐力。其有效射程为从对付移动目标的100米（110码）到打击固定目标的大于700米（770码）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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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盟军突破西线上另一处防御阵地时，党卫军和国防军官兵只得撤退。盟军在每个地方都会刺探当地防务，以寻找弱点。他们四处渗透，运用机动力切断大批守军。在大部分情况下，德军部队都会因为盟军压倒性的兵力优势而被迫撤退，即使是狂热的党卫军也不例外。一些希特勒的忠实信徒，通常是长久以来在希特勒青年团内成长的年轻理想主义分子，会激烈地反对奉命撤退，宁愿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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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辆装有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38型四联装高射炮的装甲半履带车。德军固定式防御阵地的防御力高低不一，有些武器是装在坚固的混凝土掩体里，掩护穿越雷区的所有可能路线和围绕具战略重要性区域的壕沟。至于其他的武器，例如图中这辆装甲半履带车，就只是简单地停放在一处挖好的防御阵地里。到了战争的这一阶段，德军在西线建立的防线上广泛使用高射炮，并在地面战斗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大部分此类防御阵地都有供人员使用的地下防空洞兼寝室，以及堆放食物和弹药用的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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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西线上的某个森林里，一名党卫军士兵正在用他的44型突击步枪（Sturmgewehr）——世界上第一把真正的突击步枪，结合了一般步枪和冲锋枪的特点于一身——瞄准目标。由于使用低威力弹药，StG44突击步枪在任何实际的战斗距离下就像一般的步枪一样准确，且在进行全自动射击时也相当容易控制。当局先是用少量的StG44突击步枪进行测试，在证实成功后于1944年7月批准大量生产，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总计生产了42.5万把，单位生产成本只要66帝国马克（Reichsmark）。士兵们携带6个30发装弹匣，再加上已经装在StG44突击步枪里的，一名装备齐全的士兵理论上可携带7个弹匣，总计210发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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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对进攻的英军进行徒劳无功且代价高昂的防御战后，一个党卫军高射炮班把一门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高射炮推进阵地内。到了战争的这一阶段，党卫军各级指挥官依然不顾一切地集结部队抵抗敌军。他们因各种突发状况瘫痪，且因为战场上接连不断的混乱状况而无法妥善编组部队。在许多地区，由于通信系统崩溃，各单位都被孤立，无法与高层指挥体系和临近的单位联络，因此战术决策几乎一成不变地来得太迟，且时常赶不上最新战况变化，所以阵地就一个接一个地落入盟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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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5年防卫帝国的最后战役期间，德国空军、国防军和党卫军修筑了数百座供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高射炮使用的防御阵地。这时，党卫军已无法和1940年那支攻击性强、机动迅速的部队相提并论。至少德军方面，作战不能通过机动的方式来进行。对第三帝国的守军来说，战争已经变成一场注定失败的消耗战，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盟军发动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不停地削弱他们。对1945年时的党卫军官兵来说，只要能够扰乱并迟滞敌军前进，就可以说是胜利。虽然没有公开表示，但大部分党卫军官兵在战争即将失败的日子里都已经察觉到本身的弱点。各级指挥官时常展现出害怕被横扫一空的恐惧。他们已经失去了旧党卫军传统中的进攻能力。相反地，当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群希特勒的贴身卫队就时常变得向四面八方发动猛攻，试图避免被消灭，也可能只是想夺路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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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1945年1月的一场激烈的防卫战中，德军正在操作一门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高射炮进行地面作战。德军部队现在即将面临最后的大灾难，党卫军单位一次又一次地以无比的勇气进行高水准的作战，但也一再证明他们对于势如破竹挺进的盟军束手无策，党卫军缺乏达成作战目标的能力，也无力发动反击。由于迪特里希的党卫军第6装甲军团奉希特勒的直接命令调往匈牙利，以解救布达佩斯（Budapest）并夺回匈牙利的油田，因此西线的局势完全没有喘息机会。在此期间，留下来的部队被迫撤退，且因为盟军战术飞机和长程炮兵的不断袭击，所以不停地遭受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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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初一辆正在战斗的貂式自走炮。它在暗沙底色外涂了一层白色冬季伪装。明显地，在战斗室旁的单位标志没有涂色。即使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这种情况很少出现，但还是有小数目的党卫军和国防军的坦克与自走炮领导了穿越战区的攻击。随着它们接近敌人炮兵掩体，在装甲部队再次占领之前步兵能够扫荡反坦克炮。盟军屡次震惊于一整个单位被明显兵力不足且已被击败的德军击溃的速度。尤其是被灌输了国家社会主义和对元首盲目信任的党卫军装甲掷弹兵，他们一直表现出富于攻击的精神并使盟军伤亡惨重。





[image: ]


图为当德军在盟军挺进前撤退时，一名党卫军的火焰发射兵摧毁了一座村庄。由于损失剧增，各野战指挥官都有愈来愈深的失败主义倾向，麾下军队已经瓦解，装甲部队也消耗殆尽。他们已经厌倦了战斗，明白就算全副武装，也不敌盟军的空中优势。


第八章　全盘皆墨

1945年的3月至4月，盟军从东、西两侧逼近柏林。显然美国人会是比苏联人更仁慈的胜利者。

对于防守柏林以西防线的德军单位来说，随着时间的逝去，盟军不再步步进逼第三帝国首都的状况愈发明显，因此大家都很害怕攻占柏林的特权将由红军独享。战争进行到了这个地步，在西线上作战的大部分武装党卫军士兵都明白，战败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几乎没有任何人敢想象，万一变成苏军的战俘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大部分武装党卫军官兵并不指望在苏军的战俘营里保住性命，因此到了必须投降的时候，他们宁愿向英美联军放下武器，也不愿臣服于苏联人。

就是这种害怕被苏联人俘虏的潜在恐惧，促使一些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单位向西方盟军投降，而不是向东进行顽强的战斗撤退后被苏军的先锋单位歼灭。在某些地方，许多党卫军士兵已经脱掉身上的制服，拔掉可辨识的徽章，以免万一落入敌军手中时遭到迫害。

虽然党卫军知道战败的日子近在咫尺，不过许多人依然保持强烈的荣誉感，履行职责至最后一刻。一些狂热的单位明白大局已无可挽回，深受刺激，因此热切地追随希特勒恶名昭彰的“焦土政策”。党卫军士兵训练特殊的“爆破队”，协助摧毁工厂、矿坑和桥梁。有些人员则希望参与游击战，计划破坏被英美联军当成军营或总部使用的房舍。党卫军也要支援一些特殊单位，这些特殊单位的主要任务不是本土防卫，而是要在疲惫消沉的人民中“激发全国抵抗精神”。他们在各自的责任区内四处搜索，找出那些被纳粹党认为是“通敌者和失败主义分子”的人，并动用私刑处决。

另一个经过计划的游击行动“狼人”（Werewolf），是由党卫军最高长官希姆莱策划的，并由党卫军对队员进行专门的训练。参与狼人计划的志愿人员除了特别的党卫军破坏单位之外，还会被分配到暗杀队和爆破队。希姆莱明白，在德国境内进行这些游击战并无法赢得战争，因此，志愿人员的任务是制造恐怖，想办法迟滞盟军，好让德国官方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以拯救崩溃中的第三帝国。然而，第三帝国的崩溃是那么地迅速、彻底，以至于这些破坏计划根本没来得及实施。

到了1945年4月，党卫军各师可说是名存实亡，剩下来的只是残部而已，队伍之间充斥着国防军、海军（Kriegsmarine）和空军等杂七杂八的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也被征召，以补充七零八落的部队。不过和党卫军不同的是，这些老兵并非怀抱狂热以元首之名奋战，而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才来到战场上。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尽管面对如此艰难的局势，还是有一些老练的党卫军指挥官以严格的纪律设法维持部队的战力。在所谓的柏林要塞里，来自西线的党卫军部队协助将防守柏林市的兵力扩充到大约20万人，不过与来自东边、数量高达百万的红军比起来，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


柏林市最后一批也是最狂热的守军是由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师编成的战斗群，指挥官为威廉·孟克（Wilhelm Mohnke）。


由于补给状况已经差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因此士兵的武器种类繁多，在防卫柏林的最后时间，守军总共使用了至少15种不同型号的步枪和10种不同型号的机枪，当中许多都是从先前被德军占领的国家回收再利用的。

在柏林市外，英美联军正一步步迈向胜利。英军和加拿大军在德国北部和最后仅存的几个德军抵抗口袋阵地奋战，至于在南边，美法部队横扫了巴伐利亚（Bavaria），并推进到离布拉格（Prague）和维也纳（Vienna）不到50千米（30英里）远的地方。党卫军第9装甲师“霍恩史陶芬师”在奥地利的史泰尔（Steyr）城向美军投降，同行的还有逃离红军魔爪的阿道夫·希特勒师残部。几个党卫军最精锐师级部队的残部，比如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也设法逃过苏军的追击，并在恩斯（Enns）附近向美军投降，党卫军第16装甲掷弹兵师“党卫军最高长官师”则是在拉德施塔特（Radstadt）和科拉根富特（Klagenfurt）向英美联军投降，党卫军第17装甲掷弹兵师“葛兹·冯·伯利欣根师”最后是在5月7日于阿亨湖（Achensee）一带向美军部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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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3月，一群党卫军的装甲掷弹兵正在搭一辆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自走高射炮的便车，这辆半履带车还拖着一辆拖车，上面满载高射炮用的弹药。到了此时，西线上武装党卫军的残部已经不再期待获得最后胜利，但尽管如此，实际上所有的党卫军官兵仍对所属单位和希特勒展现出绝对的忠诚。年轻的党卫军官兵从未了解过希特勒以外的任何领导人，其中有些人还因为相信宿命，再加上无条件盲目相信他们所崇拜的希特勒将会在最后一刻展现奇迹而继续坚持下去。

这些已经对战争感到厌烦的生还者们，曾凭借毋庸置疑的勇气，在东、西两线上与数量占优势的敌人奋战，但却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以十几岁的青少年为主的希特勒青年团师，在1944年7月投入诺曼底战场时，兵力达21,300人；当他们在10个月之后向美国陆军投降时，连同被派给该师的援军，只剩下455名筋疲力尽的士兵逃过一劫。

虽然难逃战败，武装党卫军毫无疑问是一支独一无二的劲旅。虽然其手段和攻击性时常引起非议，但曾经和党卫军，特别是那些党卫军精锐部队战斗过的对手们都不会否认他们在战场上的作战技巧和效能。身为负责战斗的军人，武装党卫军可说是一群相当自负同时又勇敢的精英分子，令人印象深刻。

德军部队未能在1944年扭转西线战事的结果，并非是他们缺乏技巧或顽强意志。德国就是因为过度扩张，在三条战线上和三个世界军事强权作战才落得如此下场，但党卫军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由于他们在诺曼底、阿纳姆和阿登地区的表现，防止了英美联军部队迅速进抵德国。但是在东、西两线的各场战役里，原本的精锐武装党卫军早已被消灭，所有剩下来的官兵为了协助支撑东线上处于崩溃中的德国大军，都在孤注一掷的奋斗中牺牲殆尽，但最后还是徒劳无功。

[image: ]


图为1945年3月，一辆Sd.Kfz.251半履带车和两辆补给卡车越过一条小河撤退。盟军沿着整条战线不断发动大、小攻击，接连突入德军日益薄弱的防线，盟军步兵、装甲部队、炮兵和空中武力肃清了一个又一个德军据点。但尽管盟军拥有压倒性的军力优势，党卫军的掷弹兵在孤立无援、缺乏人力和弹药及装备不足的状况下还是打得相当好。无论局势看起来有多么糟，德军在战场上随时都会做好行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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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1月初，德军士兵正在操作一门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Pak 40反战车炮。炮班人员用白色床单包裹炮管和车轮，试图遮掩反战车炮的轮廓。虽然在这张照片中很难辨识，但可以注意德军把远处停在一栋农舍前的炮兵牵引车和拖着的8.8厘米（3.45英寸）高射炮伪装得多好。所有德军官兵都害怕盟军的战斗轰炸机，甚至连进入战场的老兵都对盟军空中轰炸带来的瘫痪效果感到无助。如同德军全体官兵一样，党卫军因此被迫只能在夜间进行调动，以避免被在第三帝国上空横行无阻的盟军飞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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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个党卫军迫击炮班的士兵正对迫击炮的脚架进行最后调整，然后准备射击。在盟军于1944年6月入侵诺曼底之前，驻防于西线上的党卫军各师并没有配备迫击炮。随着盟军入侵法国北部，党卫军获准成立两个重摩托化连，各配备12门12厘米（4.7英寸）口径的迫击炮。党卫军官兵随即发现迫击炮是绝佳的防卫武器，能够提供给机枪阵地和其他防御阵地额外的火力，以在战场上力抗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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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西线上孤注一掷的防御作战期间，两名掩蔽良好的党卫军士兵正躲在树丛里，他们都配备了威力强大的“反战车火箭步枪”。在战争最后阶段那疯狂的几个月里，党卫军和国防军都愈来愈倚重可单人携带的武器，以对抗盟军的装甲部队。每个党卫军的战车驱逐连都配备了充足的“铁拳”、反战车火箭步枪、反战车地雷和轻型步兵武器。在战争最后的日子里，武装党卫军运用各式各样的炸弹对付敌军战车，当中有些带有磁性，可吸附在战车的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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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初，一个武装党卫军炮班正准备用一门10.5厘米（4.13英寸）口径的leFH 18M火炮射击。这款火炮在刚开始时是步兵支援武器，但德军官兵在苏联作战时，发现其是德军少数几款可有效对付苏军T-34和KV-1战车的火炮，因此就被用来执行反战车任务。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军每个步兵师、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师炮兵团都至少分配有2个满编的炮兵营，各有3个炮兵连，下辖4门leFH 18榴弹炮。到了1945年，残存的leFH 18榴弹炮都配发了穿甲弹和成型装药弹头，以便直接对抗战车，另外也配备了标准的高爆弹头，以提供间接火力支援打击敌军部队——也就是说，有什么就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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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3月时在西线某地，一名士兵骑着一辆简称为履带摩托车（Kettenrad）的Sd.Kfz.2小型履带动力摩托车（kleines Kettenkraftrad），载着两名党卫军士兵通过一条小溪。Sd.Kfz.2以摩托车为基础，是德军正式采用的最小型半履带车。就算当德国陆军不断萎缩，而敌军源源不断从西线逼近时，不可避免地还是会有党卫军官兵把正在经历的难关当成是一种炼狱——当成他们对挚爱的元首以及他的目标的奉献，也就是一个淬炼的过程。他们相信一旦忠诚得到证实，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虽然狂热派分子的数量愈来愈少，但他们仍深信柏林会永不陷落，且经由希特勒英明睿智的领导，加上他们热情的国家社会主义信念，德国将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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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的高射炮兵正在警戒一条向东通往柏林的公路。到了1945年4月的前两周，很显然红军将单独享有攻占第三帝国首都的特权。即使是对一度强大无比的党卫军的残部而言，这场仗已经很难再打下去，存活的希望看起来也更加渺茫。随着本土防御战来到最后的阶段，伤亡的比率不断攀升，甚至使得党卫军的各级指挥官也很难劝告麾下官兵坚守到最后一刻。在许多情况下，党卫军牺牲奉献的决心和意志就在战争最末期目标有限的小规模作战中消耗掉了，结果显而易见，这时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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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群德军士兵正准备战斗。虽然这些强硬的党卫军部队再也无法决定性地影响战局，但他们依然英勇作战，证明他们尽管装备不足、寡不敌众，但仍然可以抵抗数量占优势的盟军。在试图遏制盟军的过程中，一些士兵壮烈的行动往往会展现出英雄主义和狂热精神，但也因此赔上了他们的性命。即使敌众我寡，党卫军还是希望可以让敌军处处都感到不安、失去平衡，并集结有效兵力以掌握决定性的时刻。但对党卫军来说不幸的是，盟军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因此无法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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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线上，许多反战车炮被用来把守局部地区，以对抗敌军装甲部队，图为一门被虏获的苏军76.2毫米（3英寸）口径的反战车炮。由于德军在1942年和1943年虏获太多门这款性能优异的反战车炮，因此便加以利用，甚至开始生产适用此炮的弹药。就像大部分苏军火炮一样，这款反战车炮跟德军的同级火炮比起来重量更轻、火力更强，且可发射高初速炮弹，因此不但可从事反战车任务，也可由师炮兵或轻炮兵来运用。对德军来说不幸的是，这种虏获的武器由于型号过多，口径大小不同，因此给后勤单位造成严重负担，到了战争末期就几乎无法再供应弹药让这些武器继续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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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3月，一组高射炮兵正在作战。这门“88炮”并没有漆上冬季迷彩，涂装依然是深棕色底色加上棕色和绿色线条的旧夏季迷彩。这门高射炮才刚发射过炮弹，从炮管冒出的烟正在阵地上空飘浮，尚未散去。尽管坚固的高射炮阵地掩护了西线上绵延数百英里的地区，但是德军士气的全盘崩溃导致盟军先锋部队如潮水般俘虏了大批投降官兵。各师均已瓦解，一群又一群士气低落的掉队官兵在乡间四处游荡，既没有装备，也没有领导。到了1945年4月，国防军、德国空军和武装党卫军早已不复当年的壮盛军容，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部队，几乎没有装甲部队和炮兵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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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军官正在检阅一群女性医疗辅助队员。到了1945年，德军战场的医疗设施已经无法负荷实际状况，主要是因为医疗物资和运输工具严重短缺，医疗人员无法及时执勤，因此前线上数以千计先前在战争中幸运存活的士兵就因为无法获得治疗而死在战场上。纳粹官方原本认为女性不应从事类似工作，因此德国动员妇女的速度相当缓慢，武装部队从未像盟军那样雇用那么多的妇女，不过到了战争末期，许多妇女在医疗、通信和高射炮单位担任妇女辅助员（Helfe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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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初，西线上一门2厘米（0.78英寸）口径的高射炮正在作战。有些党卫军单位仍试着在战术机动中保持细腻风格，但因为缺乏操纵能力及部队素质低下而无法获得成功。许多最有经验的战士已经在消耗战中牺牲掉，替补人员实际上没什么战斗价值。但即使如此，党卫军仍会派遣紧密集中的步兵和炮兵对抗敌军的突破，他们在战争的这五年里得来不易的经验让他们可以有技巧地隐蔽部队行踪，严格的射击纪律仍可让盟军单位吃足苦头，不过由于是和具有如此压倒性优势的敌军作战，党卫军的反击总是注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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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操作2厘米（0.78英寸）口径高射炮的炮组人员已经就绪，正在搜寻英军或美军的战术战斗机。到了1945年，盟军空中力量已经彻底地把德国空军赶出德国上空，德军仅存的飞机，包括革命性的梅塞施密特（Messerschmitt）Me 262喷射战斗机，都只能在经过严密伪装、周围有大量高射炮保护的机场作业。对在树梢高度执行任务的盟军战斗轰炸机而言，轻型高射炮格外致命，是最大的危险，而德军的高射炮数量极多，操作高射炮的人员也相应地多：盟军的轰炸作战迫使德国调派将近200万士兵和劳工，以及3/4最精锐的高射炮单位防守帝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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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3号突击炮（Sturmgeschütz）G型在日益缩小的第三帝国领土上前进。令人惊讶的是，德国装甲兵在战争结束时仍拥有大约738辆突击炮。自从盟军登陆诺曼底之后，突击炮在党卫军的装甲部队里占的比率愈来愈高，虽然原本是设计作为攻势武器，但因为突击炮车身低矮、结构坚固且省油，因而成为绝佳的防御武器。德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广泛使用突击炮，这是一款格外有效的反战车武器。不论是操作突击炮的组员，还是战场上遭遇突击炮的敌军，对突击炮都有相当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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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这几辆虎式战车很可能是1945年时德军最后一批在西线服役的虎式战车。虎式战车虽然速度缓慢、车身颇重且相当耗油，但却在各条战线上让人敬畏不已。由于它拥有厚重的装甲和强力的主炮，只要位置好，一辆虎式战车就可以掌控整个战场。不过到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时，弹药和燃料的供应逐渐减少，迫使虎式战车的组员在必要时刻不得不放弃战车，若是时间充足的话还会加以破坏。虎式战车无疑是那段时期里最佳的战车杀手，其8.8厘米（3.45英寸）口径的主炮可在超过1000米（1100码）的距离外贯穿美军薛曼战车和英军克伦威尔（Cromwell）战车的装甲。相反地，大部分盟军战车都要逼近到零距离射击的范围内，才可能有机会摧毁虎式战车。虎式战车的后继者为威力更强的虎王战车，在战争的最后几场战役里投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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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党卫军士兵正在察看一门看起来伪装良好的7.5厘米（2.95英寸）口径的leIG 18轻型榴弹炮，这门炮已经被人用金属板和帐篷帆布盖住。leIG 18轻型榴弹炮于1929年开始服役，是设计用来提供步兵单位近距离火力支援的，重仅400千克（882磅），发射6千克（13.2磅）重的炮弹时最大射程可达3375米（3692码）。leIG 18轻型榴弹炮在战争爆发时是标准的轻步兵炮，党卫军的掷弹兵也曾使用。武装党卫军的营级，甚至是连级单位都拥有轻步兵炮，如此一来就可拥有本身的攻势或守势火力支援，而不需要呼叫炮兵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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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士兵正在操作一门反战车炮和盟军装甲部队作战，远方的滚滚浓烟暗示着德军正在那里和敌军激烈交战。1945年4月，德军的抵抗程度不一，在许多地方，守军不发一枪一弹就投降了；在其他地方，守军却浴血奋战，坚持到底，但最后也还是投降了。美军和英军把所有敌军都送进战俘营里，士官和军官也一样。对德军来说，战局正迅速地恶化，不管他们做了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改变不可避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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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名炮手站在3.7厘米（1.45英寸）口径的Flak 36高射／反装甲两用炮旁，正在察看地平线上是否有敌军出没。漆在炮盾上的白色条纹是击杀记录，该炮炮班宣称他们已经击毁了45个目标，虽然大部分应该是飞机，但Flak 36也可以击毁轻装甲或无装甲车辆。到了1945年4月，西方盟军就已经抵达易北河。虽然党卫军士兵仍然奋战不懈，但德军绝大部分的资源都已经被送到东线，用以抵抗挺进中的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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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党卫军的反战车小队拿着反战车雷在战场上前进。这款反战车雷可说是战争中最经济的反战车武器，它很难彻底摧毁战车，但却可以通过破坏履带或车轮的方式来使战车无法动弹。武装党卫军的掷弹兵会利用各种炸弹来对付战车，想办法逼近到危险的距离再炸毁战车，以达到最大战果。到了1945年，反战车作战已经变成求生存的险恶斗争，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陆军、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国民突击队都要想办法成为单兵反战车战术的高手，冒着生命危险在不能再近的距离战斗，但是许多人最终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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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盟军的反复猛攻下，当德国开始崩溃的时候，两名面容憔悴的党卫军士兵全身上下挂满反战车武器，沿着一条道路前进。1945年4月，美军和苏军在托尔高（Torgau）会师，第三帝国就此被从中切成两块，德军部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经历了军事史上最恐怖的梦魇。绵延长达几英里的难民和成群结队的战败士兵堵塞了道路，那些还有意志继续战斗下去的单位散布在硝烟四起的废墟里；人员、马车和仅存的战车及车辆向东慢慢前进，希望可以抵挡红军，争取时间让难民可以逃往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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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只有棒形手榴弹或磁性反战车雷的状况下就攻击战车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但德军部队习惯和友军的战车协同作战，因为他们明白从战车内向外看的视野相当有限，一旦可以接近到离战车只有几米的距离，里面的组员根本看不到有人接近，最大的危险反而来自于战车的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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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燃料极为短缺时，就轮到低科技的运输手段上场了。德国武装部队并没有如他们的战果暗示的那么机械化，闪电战在1939年和1940年的胜利只是由一小群打前锋的机械化部队所取得的，那时还有一群又一群徒步行军的步兵在马拉后勤车队的支援下跟在后面。在短距离调动的时候，脚踏车可说是格外有效，而且到了1945年春季，德军也不用进行长距离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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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45年3月，精疲力竭的德军部队正穿越一座变成废墟的德国城镇撤退。这群人包括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的官兵，他们沿着街道步履蹒跚地跟在一辆4号H型战车后面前进。在白昼的时候，德军纵队和四散的人群以慢得令人痛苦的速度向东前进，一次前进个几百米的距离后，就要停下来倾听是否有敌机接近，如果没有的话才会再开始前进。经过数个小时的精神紧绷后，若有时间的话，他们就会躺在路边休息。他们在充斥肮脏、血腥、疲惫的长长队伍里寻找同单位的生还者，然后大伙聚集起来一起撤退。有时候会由一个军官出面指挥，把士兵编组成一个临时的战斗群，并对敌军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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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西线上，一群爆破部队的官兵穿过一座森林前进。其中一名士兵肩上扛着单发的“铁拳”反战车火箭，他前面的人则扛着一箱弹药。在德国全境内，党卫军、国防军和国民突击队都成立了爆破部队，以执行希特勒恶名昭彰的焦土政策。对在战争中存活的平民百姓来说幸运的是，虽然希特勒打算让第三帝国随着自己的自杀一同毁灭，但这个意图被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和国防军指挥高层阻挠，希特勒要求展开破坏的命令始终没有发出去，不过还是无法防止一些党卫军士兵四处搜寻被纳粹党指控为“卖国贼和失败主义分子”的平民并施以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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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德军在西线的最后一搏。在一场徒劳无功但代价高昂的战斗中，一组党卫军炮兵操作反战车炮向前进中的敌军装甲部队开火，注意地上的空弹壳数量。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征召的大批新兵根本没经过什么训练，士气和战斗效能因此跟着降低。这些新兵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希特勒或最后的胜利，但他们继续激烈抵抗入侵的盟军，因为他们是为了家园和家人而战，所以便以大无畏的勇气来弥补经验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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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群德军4号战车和Sd.Kfz.251半履带车在大白天越过一处田野前进。这些装甲车辆都没有经过伪装，状况看起来相当良好，所以这张照片很可能是在1944年秋季拍摄的。当战争在1945年4月结束时，装甲兵实力总计有2023辆战车、738辆突击炮和159辆防空战车，但令人不敢相信的是，这个数字和国防军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时装甲兵的实力几乎一样。虽然装甲师的名目依然存在，但实际上却缺乏组织和指挥机构。许多战车兵毫无经验，因为大部分老兵和单位指挥官都已经在战争中阵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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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有趣的照片显示出武装党卫军、国防军和伞兵在一辆3号突击炮G型前讨论战况。在战争末期，不难看见不同单位的士兵混在一起作战，当德军抵抗口袋阵地被推进的盟军孤立后更是如此。任何只要是还拿得动武器作战的人就会被编进临时的战斗群里，然后试着突围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不过不久之后就不会再有什么比较安全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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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党卫军以纳粹党的党军、希特勒的私人贴身卫队的身份参与了二次大战，虽然人数少，但却是一支精英部队，其训练和侵略性在许多战场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随着二次大战持续进行，党卫军的规模爆炸性地增长，刚开始时只招募德国人，接着开始从占领区中招募说德语的德裔（Volksdeutscher）人士，再进一步成立由来自全欧洲各地的非德国人组成的外籍兵团，到了战争结束时已达百万之众，在国防军多次最后攻势中担任先锋部队。他们是一群致力于纳粹主义的狂热分子，比其他任何团体都要深信希特勒和最后的胜利，但当第三帝国土崩瓦解时，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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